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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使用的简化字是在1956年1月颁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和1964年颁布的《简化字总表》后通行的。这些简化字都是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创制的吗？如果不完全是，那么它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使用它们，有没有根据？这个问题促使我去查找简化字的来历和根据。




在查找简化字来历后发现，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现代人所创制和使用的，绝大多数都是古人、前人用过的。在古人、前人留下的简化字中，可以分为两类：首先，有些简化字出现或使用在前，繁体字出现或使用在后。这类简化字都有可以查到的篆字，我们现在使用它们不是创新异化，而只是恢复这些字的本来面貌。其次，简化字的一半以上从先秦到民国就已经有使用的实例了。它们都是以下列方式出现在书刊和实物上的：（1）简化字早已有假借为繁体字之例；（2）简化字是繁体字的各种异体字。异体字众多，是我国汉字在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现在只不过在其中选用了几百个有根据的作为简化字而已。




与此同时，笔者也认识到文字学者的“简化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这一普遍共识。从汉字产生时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在用字上以笔画少的代替笔画多的简化趋势，在最早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这种现象。但由于这两类文字数量少，又没有经过一定的规范，字形还不统一，难以在字形的繁简上进行比较。这样，秦朝的小篆就成了我们分析字形的比较好的依据之一。这是因为：（1）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确定并统一使用的文字，字形都是定了型的。（2）后来通行至今的楷体字中，绝大部分是由小篆演变而成的。（3）汉代的许慎在收集了当时的字书和资料后，整理编撰了《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一书。全书共收集9353个小篆字，并对每个篆字的形体结构作了解析，说解了每个字的字义。小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的基础上，以秦系文字为主形成的，其字形比原来字形有繁化的，也有简化的。从《说文》对字形的说解中，从《说文》中保留的少数古文、籀文中和当时的异体字中，可以看到简化的痕迹。




小篆虽然起到了统一文字的功能，但究竟因为字形复杂难写，因此，在经常使用文字的官府书吏一类人中就出现了较为简便的辅助字体。这种有浓厚隶书意味的字体，以后人们称为“秦隶”。由于隶体字书写起来比小篆方便快捷得多，必然动摇了小篆的统治地位。从汉代开始，隶书成了当时普遍使用的字体，由不成熟发展为通用的、官府也使用的成熟的隶字。小篆变成了隶字，称之为“隶变”，以后又发展出草书、行书，最后定型为楷体字。隶变后的字形比起小篆来说，是大大地简化了。简化的方式有省减笔画、部件，有草书正体化，有偏旁趋同后变成记号等。在使用中，还有排除异体字和用同音的简体字取代繁体字的假借方法来达到简化的效果。




了解小篆和隶变后的简化情况，能使我们更深入了解简化字的来历和简化方式，在使用简化字时，心中更有自觉性和自豪感。这就是我把这本小书分成三部分来阐述的意愿。











姜继曾




2014年8月于成都











一、小篆中的简化


《说文·叙》中对小篆的产生是这样说的：“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就是说，在秦统一天下以后，为了解决诸侯七国的“文字异形”问题，李斯提出了“同之”（统一文字）的意见。李斯等三人在继承秦国原有的“史籀大篆”的同时，对部分字形进行了“省改”。“省改”就是“或省其繁，或改其形”（《说文句读》以下简称《句读》），就是对笔画繁多的字进行简化，对字体结构不恰当的加以更改。至于具体是如何“省改”的，《叙》中并没有说明，但是我们从《说文》书中对每个篆字的字形说解中，仍可得到简化的信息。




首先，在《说文》中有不少“从某省”和“某省声”提法的篆字。这些篆字都是对合体字的组成部分，采取省减其笔画或部件的方法而造的简体字。




“从某省”多用于会意字和形声字的形旁，共有110多个。如，“孝，善事父母也。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是表示子侍奉老人（父母）的用字，是会意字。出于简化要求，就把“老”字下面的“匕”旁省去了。又如，“瓢，……从瓠省，票声。”《段注》：“以一瓠划为二曰瓢”。“瓢”是由瓠（葫芦）一分为二制成的，应当是“从瓠，票声”的形声字。因为形旁太繁杂，就省去一半，成为“从瓠省，票声”了。（《说文》在说解字形时，对于会意字中参加合义的偏旁和形声字的形旁，徐铉校订的《说文解字》中注为“从某”，徐锴校订的《说文解字系传》中注为“從某”。“从”和“從”是古今字，具有出自、由于、依据、属于等含义）




“某省声”多用于形声字的声旁，共有290多个。如，覺、嶨都是“學省声”，它们在使用了“學”的读音时又省减了笔画。又如，漢、歎都是“難省声”，又进一步延伸出“漢省声”的熯、“歎省声”的嘆。再如，《说文》中出自“熒省声”的篆字共有瑩、榮、營等12个，又有由它们延伸出省声字5个。（另有“从熒省”的勞、檾2字和“勞省声”的2字）总计以“熒”的上部为偏旁的篆字共有22个。像以上三个这样省写后不成独体字的偏旁，占了“省声字”的大部分。也有少数省写后留下是独体字的，如“炊”是“吹省声”，“姗”是“删省声”。吹、炊音同，删、姗音同，能准确读出字音。但省减后，声旁变成“欠”“冊”，音就不同了，就给后人带来了读音的困难。看来，古人在造字时，字形的简化和偏旁搭配得合适、美观是首先考虑的，至于省减后成为无音无义的符号或可能带来误读的后果，就顾不得了。（注1）




这些省减简化的字，绝大部分在隶变后被继承下来。（我们在下面把它们称为“省形字”和“省声字”）也有极少数在隶变时恢复了省去的部分，那反映了古代文人追求繁化的心理。（详见后）




其次，《说文》中有些篆字附有“重文”（注2）。“重文”中的“古文、籀文”是战国时代的通行文字，应当属于《说文·叙》中所说的“史籀大篆”，它们也是小篆产生的依据。我们把篆字（字头）和所附的古文、籀文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在变化中有简化的也有繁化的，但简化的占多数。其中，有的改变了声旁（如饱、宇），也有改变形旁的（如企、员）；有会意字改为形声字的（如雹、囿），也有形声字改为会意字的（如暴）；多数是采取省减方法的（如冊、副、栗、粟）。有几个是把字形繁杂、难以解释的古籀文改成会意字、形声字的（如婚、孳）。（注3）




《说文》中还有“重文”注为“篆文从某”的。清代和现代学者都认为，重文是篆字的，其字头当是古文、籀文。如，“，徒行厉水也。从沝从步。涉，篆文从水”。“，断也。从斤断艸。折，篆文从手”。这类字不多（20个左右），其篆文大都是简化了的。（注4）




第三，“重文”中还有或字、俗体字和奇字。它们是小篆同一时期产生于民间的异体字。其中多数是变简后被后世使用的，如“雧，群鸟在木上也。从雥、从木。集，雧或省”。“觵，兕牛（犀牛）角可以饮者也。从角，黄声。觥，俗觵从光。”“，海大鱼也。从鱼、畺声。鲸，或从京。”变繁的是少数，如“処，止也，得几而止。从几、从夂。處，処或从虍声”。“，牟母也（鸟名）。从隹、奴声。鴑，或从鳥。”（《句读》：“经典、字书、韵书皆作鴽”）“絥，車絥也。从系，伏声。茯，絥或从艸。鞴，絥或从革、声。”（以后，覆盖在车轼上的饰物用“鞴”字，“茯”改用为“茯苓”，药名）“重文”中的“奇字”只有4个，后面将提到3个，此外不单述。（注5）




以上介绍了小篆中的省减字、小篆与其古文、籀文的比较、与小篆同时期的异体字等情况。我想，足以说明小篆在其形成和使用中，是有着不同方式的简化历程。












二、隶变后的简化




小篆是秦国正规使用的文字。与此同时，在政府基层和民间也出现了书写方便快捷的俗体字（秦隶）。汉朝建立后，全国平安了，社会稳定了，经济、文化发展了，文字的需要者和使用者大大增加了，复杂难写的篆体字必然被排斥，隶体字就由不成熟逐渐发展到成熟，汉隶最后成为汉代通行的字体。这种字体的变化，就叫做“隶变”。




隶变将小篆及其同时的古文字，在字体上转化为统一的隶体，同时使字形在结构和组合上也有了极大的变化，而简化是其主要的趋势。从陆续出现的古文字资料来看，推行这种变化不是来自领导层的号召规定，完全是从下层开始的，是一种出自相同要求的，自发的群众行动。同时，在文字的使用上也出现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变化：废弃一些多余的、重复的、无用的篆字，通过假借的方法合并一些音同音近的字，对不断出现的异体字作出筛选，从而控制了实用汉字的数量。




下面就从字形的变化和文字使用上的取舍两个角度，来观察繁化简化的情况。




（一）字形的变化




与篆字相比较，隶书的字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使原来仍保持象形意味的字形，变成由点、横、竖、撇、捺、折等不同笔画组成的字形。笔法的变化主要表现是：改曲为直、改弯为折、相邻的构件或连，或并，或省去部分，或改变位置。




这种变化当是主要出于书写的方便快捷，开始时就不完全受篆字结构和笔画的拘束，显得随意性很大。




在小篆中，一个独体字在组成合体字后，不论它在结构中的左右、上下或内外位置，其形状是不变的，只有长短、宽窄的差别，因而在字中的示意作用是很明显的。隶变后，则以它在字中的位置不同，而被写成不同形状。这样一来，离象形越来越远了，不容易看出其本来面貌，也就使人难以理解造字的本意了。




这里，举一个变化最大的字例。小篆中有一个解释为“手”的字（字形为臂前三指），在合体篆字中，即与手有关联的篆字中，其写法都是相同的。隶变后，单写成“又”，在合体字的下部和右部也写成“又”（如隻、雙、取）。在其他部位就作了不同的改变。如，“友”的小篆是上下相靠的两个“又”（手），隶变后上面写成一横一撇（类似的有左、有、灰等字）；“聿”（筆的初文）的小篆是手（又）持带毛的竹竿，隶变后手（又）成了横列的三笔（書、帚、秉、兼、彗等字都与手有关）；“寸”的小篆是“又（手）”下一点，表示手下某处是“寸口”（中医切脉的部位），隶变后“又”写成独有的一横一竖勾；用双手相对（捧）或相背（攀）示意的字更有了不同的写法，共有共、兵的下部，弈、弄的下部，奂、樊的下部和承、丞的中间两边等四种变化。这样由书写快捷引起的变动，使原来那些与手有关的字，再也看不出这种关系了。如，“取”的甲骨文是手执耳朵，卜辞中用为“获取”（古代人猎获动物或斩杀敌人，割下其耳朵可以请功），金文、小篆都继承了下来，使人很清楚这个字是表示手的行为。隶变后，字成了左“耳”右“又”，再也看不出这是个“手执耳”的会意字了。其他字也是如此，如友、雙、弄、兵四字，在小篆中可以看到：二手相交的是朋友，手抓两隹（鸟）是成双的，双手捧玉是玩弄，两手持斤（斧头）用为兵器。隶变后的字中，再也看不出古人造字的本意了。（注6）




类似的例子还有：“火”在合体字的下部变成四点（如焦、然），这是书写快速形成的，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想不到的是：“光”和“粦”的上部、“黑”的中间、“赤”和“尉”的下部原来都是“火”。因为它们都是与火有关的：火带来了光；粦（燐）是有光的，又叫“鬼火”；火烟熏了会发黑，火现赤色；尉（熨）斗是要用火加热。（注7）又如，“网”是个象形字，小篆时已有一个增加“亡”声的异体字（罔）和一个进一步增加形旁“糸”的异体字（綱）。隶变时，以“网”为上偏旁的字，都把中间合并写成了“四”，如罩，羅，或把两边伸长作罔，个别的更简化（如罕、冞）。（注8）




以上介绍了独体字在合体字中的变化。主要是想说明，在隶变中随意性很大，是因为书写的方便、快捷、美观是当时人们的主要考虑。这样的出发点，就引起了以下一系列的变化。




1.省减




（1）减少笔画




如，“冊”字把篆字中间二横减为一横，三竖减为二竖。由“冊”组成的“典”“侖”“扁”“龠”也跟着全部简化。“勿”的下部、“弱”、“羽”的左右，篆字都是三撇。“泊”和“拍”的小篆都是以“百”为声符，隶变时省去一横变成“白”。“戟”“韓”“朝”都比篆字少了二画。“言”是把篆中间一竖省去形成，共简化本部245字。




也有些字因为减少笔画而改变部首偏旁的，如“應”“鹰”本是“疒”旁；“寮”本是“穴”旁。“舉”是手的动作，下部本来就是“手”，减省一笔后成为一个不成字的记号。这个字，《说文》列在“手部”里，《中华大字典》《辞源》都改在“臼部”，使人们在查字典时，不知道如何查找。（注9）




（2）省去部分




这类字不仅是省减笔画，而是省去了字中的构件（独体字），是小篆中“省形”“省声”的延续。




先看省形字，“虐”篆的下部是一个“爪”、一个“人”，以虎反爪向外抓人表示残暴、残害义，隶变后省去了被害的“人”。“塵”篆的上部是三个鹿，表示尘土是鹿群奔走引起的（籀文是在三“鹿”上面两个“土”，更形象地表示尘土是飞扬起的）；“雷”篆的下部是三个回转的雷形（不是“田”字）；“霍”篆下部是两个“隹”（鸟），是因为双鸟齐飞会发出霍霍声；“螬”篆在《说文·部》，下部是两个“虫”。隶变时，把重复的构件省去，只留下一个示意。




也有个别字，省形后变得无法解释。如，“香”篆本是“从黍，从甘”的会意字（甘甜的黍子能发出芬芳的气味）。隶变时把中间省去，又把“甘”简化成“日”。本是上下结构的合体字变成了不可分解的独体字了。又如，“粥”的篆字是“鬻”。鬲是古代的炊具，在其中放了米可以煮成粥。篆字中在“米”和“鬲”之外加了表示蒸气的象形符号，是个很形象的会意字。隶变后，蒸气写成了“弓”。以后，因为经典中“鬻”已假借为“卖出”义（音yù），为了区别两个不同音义的字，就把表示稀饭的字省去“鬲”写成“粥”。“粥”字中有米，是可以理解，但和弓箭的“弓”没有任何关系，只能解释为“表示蒸气的记号”。（注10）




省声的字，主要是把原来作为声符的字中某个局部省去。如，“爛”的篆字以“蘭”为声符，隶变时省去其草字头；“薑”的篆字声符是“彊”，隶变省去其“弓”旁；“搴”的篆字在“手部”，以“寒”为声符，隶变省去其中表示冰块的两点，而且字形从横列结构变成了上下结构；“龡”字是以“炊”为声符的上下结构形，隶变时省减为“欠”，又改变为横列结构。也有些字的声符省减后，变得不再是形声字了。如，“書”篆，因为书（書）是用笔（筆）写出来的，《说文》把它归在“聿”（筆）部，以“者”为声符。隶变时，省去“者”的上部成为“曰”，不再表示读音；“雪”篆是以“彗”为声符的，隶变时省去其上部，留下一个无法读音和释义的记号。（注11）




（3）把相依的结构省减后連成一体




有竖向合并的字，如上述的“香”和“書”。另外，“島”篆是鸟在山上，“釜”篆是以“父”为声符，合并后仍能看出“鳥”和“父”的痕迹，但是从此再也分不开了。




更有较多横向合并的字。如，“形”和“開”的篆字都是以“幵”（jian）为声符，隶变后连在一起，由六画减为四画。小篆中有个以两个站立的人平肩相依，构成合并的“竝”字。隶变时，先把两个“立”的上下两横连起来，又变化成“並”。“兼”的篆字是一个“又”（手）抓住两束“禾”，是表示同时具有的会意字。隶变时把两个“禾”合用一横，再省去中间两笔。“曹”的篆字是“曰”上面并排的两个“東”（“曹”的本义是诉讼中的原告和被告，他们在法庭中规定位置都在东边），隶变时先把“東”的下部省去，又进一步合并起来。（注12）




2.草书正体化




在从篆到隶的变化中，除了有意识的省减外，更多的是把草率的、笔画少的写法（草书）提升为正体。如古汉语中常用的“之、乎、者、也”四字和“心、乏、丐、斥”都是从草写发展成正体的。上述中，“又”和“火”的多种变化也都是属于草书隶楷化。（注13）




草书正体化中，体现更多的是偏旁简略。在篆文里，用作偏旁的字符都只是按其位置写窄或写短，但基本上保持原形。隶变期间，可能人们认为偏旁（主要是形声字的形旁）只要能够表达本来的意思，在不保持原形时也容易辨别，因此偏旁的简化就比较剧烈，而且简化后再也不能独立成字了。如，“手”成“扌”、“水”成“氵”“犬”成“犭”、“心”成“忄”、“示”成“礻”、“衣”成“衤”、“食”成“飠”，都比原字少了一笔。笔画减少得最多的是，“辵”成“辶”、“邑”成“阝（在右）”、“阜”成“阝（在左）”。以上都是左右偏旁，还有上偏旁简化的，如“艸”字头本是六画，草写为“艹”（旧字形是四画）；“网”本是象形字，在合体字上部都写成了不像网的“罒、、冖”。（注14）




由于大量形声字的存在，在隶变中因形旁简略而形成的简体字，大约有1800个以上。




3.偏旁趋同




以隶字、楷字与篆字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隶楷中有些偏旁相同的字竟来自不同结构、不同形状的篆字。以“月”为偏旁的楷字中，除了几个与月亮有关的字（明、朗、朔、期、朦、胧）外，大部都与“肉”有关（如肘、肩、脚、肺、胃、胎、散等）。这一点，只要把“月”和“肉”的篆字一比较，就可以明白，因为两字的篆形几乎完全一样。可是，“青”的篆字下面是“丹”，“服”“朝”“俞”“朕”和“勝”等字中的“月”在小篆中都是“舟”。又如，郭、敦和孰都用“享”为声旁，但读音不同。这是因为在小篆中都是与“享”不同的字，仅由于在字形上有相近之处，隶变时就同样写成笔画最少的“享”了。（注15）




上述这些改变还能找出演变的痕迹，但另有一些偏旁在篆隶字中则找不出承接关系。如，以“西”（篆作）为上部的隶楷字中，只有“垔”篆的上部是“西”篆，覆、覈、贾的篆字上部与隶字“西”相似，而要、覃（篆作）、票（篆作）、遷、栗、粟（篆作）的小篆上部与“西”毫无关系。又如，青和毒的上部是由篆形直接变成的，但责、表（篆作）、素（篆作）的小篆上部则相差很远；受、采、孚的小篆上部是“爪”，而爱、舜（篆作）、爵、摇篆字上部都是另外的字符。特别是奉、奏、泰、春、舂（秦）的上部，在小篆中原来都是两个字符，隶字在省减合并后都变成了一个相同的偏旁。




这些字是如何变的，又怎会变得偏旁相同的？在笔者所见资料中找不到充分的根据，也就寻不出变化的规律。对此，笔者只能作这样的理解：在字体变化期间，人们在书写时有意无意地把相近相似的偏旁趋向同形，以便于识读和书写，其目的和最后结果就是简化。




这样，字形的简化就使得有些用来表意或表音的偏旁，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无音无义，不能单独成字、只能用为偏旁的记号。如上述的举、雪的下部，粥的两边，奉、春等的上部。又如，塞和寒的篆字上部是绝不相同的结构和含义，隶变后趋同了，有了一个同形的记号（随着变动的有赛和褰、蹇、骞、鶱）。我想，这就给后人一个信号：可以用记号来充当偏旁，制造出新字和异体字。隶变后出现的新字“寨”和“謇”，字义不同却用了相同的记号作为偏旁，就是一个后人仿效的例子。（注16）




经过上述的简化方式，隶变后字形简化的共有3100多字，占《说文》所收9353个篆字的33％以上。如果去掉被后世废弃不用的1730个篆字，则比例可达40％以上。




当然，隶变后也有繁化的字。可以按其繁化方式分为三类：




（1）增加笔画。首先看“玉”“肉”二字。“玉”与“王”的篆字都是三横一竖，以中间一横的位置在正中或靠上来区别，“玉”篆的三横等距，“王”篆的中横靠上。隶变时，为了避免混淆，“玉”字曾出现在三横中增加两画、两点和在不同位置加一点等多种写法，最后确定加右下一点的“玉”为正体。“肉”与“月”的篆形极为相似，就把“肉”篆外面两弯拉直，把内部的两小弯写成两个“人”形。但这两个繁化字只限于单写和合体字的下部和右部（如，珏、莹、璧、玺和朒、胾、胔、腐、脔），在左偏旁仍写得和与“王、月”相同。这两个字是为了避免混淆而增加了笔画，是非常必要的。但也有几个字可以说完全是为了繁化而增加了笔画，如小篆的“肎、、盇，、緐”隶变成为“肯、制、盍、競、繁”。




(2)对一些小篆已经省写的字，隶字却不省了。如，“矧”篆是“从矢，引省声”，写成左“弓”右“矢”；“滮”篆是“彪省声”，少三撇，右旁写成“虎”；“漩”篆是“旋省声”，少了“方”；“潮”篆是“从水，朝省”，省去了“月”（潮是海洋在朝夕时出现的涨水。是会意字）这种复原而繁化的字共19个，在400个已省减的篆字中只占了5%。复原的原因，应当是因为省简后不便读音，才恢复原形的。（注17）




（3）把一些初期制造的象形字、会意字（也称“初文”）废止不用，改为形声字，因此增加了笔画。这类字总共只有十几个。其繁化主要是增加形旁。如，“燐”篆是上“炎”下“舛”的会意字，隶变后上部变成“米”，无法解释了，就增加了形旁“火”；“噪”篆作“喿”，以木（树）上众口鸣叫会意，后又再加一个“口”。增加声旁的只有一个，“冖”篆是表示覆盖的象形字，后增加声旁“幕”成“冪”。也有另造形声字的。如，“辵”“攴”以后只用为偏旁部首，不再单独使用，另作“躇”“扑”二字。这些变化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个“藝”字却加了一个无法解释的“云”旁。（注18）（这里要说明一点，此处所指的是“初文”不再作为通行文字使用，只用于偏旁的。至于“止”变成“趾”、“莫”变成“暮”、“然”变成“燃”等，属于“初文”仍在使用，后起新字承接部分字义，两字一直同时使用，有人称之为古今字，称后者为区别字或分别字，不属于字形繁化范围）




这三类字形繁化的字，数量极少（个人统计，不过三十几个），对字形的发展趋势不起任何影响。在以后大量使用的假借字中，有趋简的也有趋繁的，其绝大多数是趋简的。




总之，篆字的隶变不仅改变了字体，主要是对汉字的字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简化。同时，显示了一些简化的方法：省减、合并、草书楷化、可以用记号充当偏旁等。因而对以后的简化起到了示范作用和引导作用。




（二）文字使用上的取舍




在叙述汉字简化历程时，以上是比较了字形的变化。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在文字使用上始终存在着文字的增减和筛选。一方面，把需要的、合适的字保留下来，使用下去；把没有用的、多余的、重复的废弃掉；把音同音近的字进行合并。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制造后起字（分别字）、新字和异体字，然后再对它们进行不同的筛选。在筛选过程中，也存在繁简的取舍。




《说文解字》是我国较早的字书，它收集了汉代以前出现的全部篆字和部分古文籀文，是历来探究汉字来源的重要依据。在仔细阅读了《说文》，并对照了近现代字典后，我了解到篆字不仅以后转变成了隶字、楷字，而且在使用上也出现了存废、增减和改形。我把这种变化归纳成三种情况：




（甲）绝大部分篆字在隶变后，被后世继承下来。（其中包括隶变后有后起字的初文）




（乙）一部分被后世废弃不用了。(约有1730个废字）




（丙）被不同形的字代替。这又可以分为三类：




①《说文》中有异体的（“重文”），后来大部使用正字（字头),也有用异体字的；




②使用了音同音近的字作假借字来代替本字。




③隶变后又被后出的异体字所替代。




这（甲）、（乙）两种情况不必多说，下面就从繁简取舍的角度来看第三种情况。




（1）《说文》中异体字的取舍




《说文》在有些字头下列有“重文”，包括古文、籀文、或体、俗体和奇字。这些“重文”都可以称之为异体字。（见注2）




我们在查看有“重文”的字头的使用情况时，可以看到，以后成为通行隶楷字的，大部分承自字头，而摒弃了“重文”；少数则取自“重文”而不用字头字；也有少数是字头和重文都被后世使用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儒家经典采用而被后世必然继承。




《说文》中有重文的字头共有1000多个，其使用情况是：




①不再使用的，成为废字的，共89个。




②字头和重文都使用的，约96对。




其中，48对是一个承本义，一个用为引申义或假借义。如，“裘”和古文“求”，“裘”表本义，“求”用为动词；“西”和或字“棲”，“棲”表本义，“西”表引申义而用为方位词；“徯”和或字“蹊”，“徯”表本义（等待），“蹊”表引申义（小路）。




另一部分是两个字都以同义继续使用的，共48对。（有一个常用，另一个少用的；也有两个字以后有不同发展的）如，“圭”和古文“珪”，“续”和古文“赓”，“馗”和或字“逵”，“诉”和或字“”、“愬”。




③隶字承自字头的，约690字。与重文对比，除笔画相同的35字外，取其中笔画多的有251字，取其中笔画少的有404字。




④隶字取自重文的，约125字。与字头对比，除笔画相同的4字外，取其中笔画多的有44字，取笔画少的有77字。




由上可知，在有重文的字头中，后世大多数使用字头字，少数使用重文字，而取其中简体的占有多数（以上未统计20多个有两个以上重文，且笔画有多有少的）




在《说文》中，还有一些重文以外的异体字。因涉及字数多，且不易分辨，此处就不作分析了。（注19）




（2）用假借法减少常用字字数




在查看《说文》时，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字，却有着我们熟悉的音和义。而当我们找到那个相对熟悉的字时，又发现它不是这个字义。比如，在“走部”中有个“从走、曼声”的“”字，义为“行迟也”，就是“走得慢”。但常用的“慢”字在“心部”，字义却是“惰也。一曰，慢，不畏也”。就是“怠慢、傲慢”。再查注释书，《说文解字段注》（以下简称《段注》）在“”下注：“今人通用慢字。”原来，古人在造字时认为怠慢、傲慢是心理活动，就用“心”为形旁作“慢”字；而快慢最初是从行走中体现出来的，就用“走”为形旁作“”字。在广泛使用中，人们可能感到用两个字太麻烦，就选用了同音义近又笔画少的“慢”字表示两个词义。




《说文》中有不少篆字在隶变后不再使用，而字义保存在别的字中。对此，在各种考证注疏《说文》的专著中，都在不用的篆字下注上当时相应的通用字。其注语则不尽相同，有“今经典作某”（吴玉搢《说文引经考》）、“某即古某（篆）字”（王筠《句读》）、“某（篆）今作某”（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今某行而某（篆）废矣”（《段注》）等提法。这种字形废除，而字义被另一字继承的篆字，在《说文》中可以找到800多个。




用假借字代替本字的结果，使前者成为多义字或本义不用的通用字，而后者则消失不用，减少了用字数量。其中多数是借一代一的。如，“卒”本义是隶卒、士卒、假借“”字后具有“死亡”义（如“生卒年月”），又引申为完毕（如“卒业”）；“杜”本是树木名称（杜梨树），假借“”篆后具有“阻塞”义（如“杜门谢客”）。犯罪的“罪”篆作“辠”。秦代开始称国家元首为“皇”，因二篆相似，借用本义是捕鱼网的“罪”字。（注20）




也有一个字假借为几个篆字的。如，“强”篆在《说文》“虫部”，本是蝇类虫名。先借为“弓部”的“彊”字而有“强壮”义，又借“力部”的“勥”字而有“勉强”义（如“强人所难”“强词夺理”），又借“弜”字而有“僵硬、倔强”义（音jiang）。又如，“參”的本义是天上星宿名（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參与商。”），其篆字是“晶部”的“曑”（星是亮晶晶的，因此以“晶”为形旁），秦代已有简化为上面三个“0”的或体字，隶变时又省笔写成“參”。以后，又有多音多义，可能都是出自假借。但是现在能找到来源的只是：人参的参，篆用“蓡”；“参差（cen ci，长短、高低不平）”的“参”，在小篆中有两个同义字；“参加、参见”的“参（can)”则不知由来。（注21）




还有曾用几个假借字，最后才确定为一个的。如，书页的“页”，原来有篆字“”，后又通借树葉的“葉”，最后通用了本义是“头”的“页”。将帅的“帅”，篆字作“”，先借其声符“率”，又借本义是“佩巾”的“帥”，后因经典书《论语》用“帥”，而被长期通用至今。这两个都是最后确定用笔画最少的借字之例，也有确定用笔画最多的。如，《说文》：“才，草木之初也。”“才”是开始，刚才、方才等义的本字，但先秦古籍中已通借“哉”字，后来又通借“材”“财”“裁”“纔”四字，最后以笔画最多的“纔”为通用字。（注22）




在先秦和汉代，文人曾大量使用假借法。其中大多数在用假借字的同时，本字仍在使用，历来都称为“通假”或“通借”。这样做对常用字的字数没有影响。然而，上述这种本字不用的假借法，使汉代使用的常用字字数比篆字减少了800多个，无疑是文字使用上的一大进步。同时，在被借字的选用上，也有取简舍繁的趋势。笔者统计的结果是：假借字的笔画比本字少的占大部分，约占70%。这里，仅举《说文·艸部》状况为例：在《艸部》的445个篆字中，有27个是本字不用而用假借字的。其中只有3个是增加笔画的，而24个是假借了笔画少的，共占89%。（注23）




（3）隶变后的异体字的选用




隶变后，汉字的形体结构已确定，绝大多数从汉代至今，沿用了两千多年。但同时，由于写字的人越来越多，又没有促成统一规范的手段（如制版印刷），因而异体字大量出现。在实际使用中，有很多的异体字在造出后未被使用（只存于字书中），或仅被个别使用却没有流行，它们占了汉字总数的绝大部分；有的与本字同时使用（如针和鍼，仙和僊），但这类字不多；有的异体字则逐步代替了隶变的篆字，成为常用的正体字。




这些后出的正体字，可以说都经历了一个“试用（俗字、别字）——否定——广泛使用——被文化界确认”的过程。宋代徐铉在校注的《说文》中，在有些出现异体字的篆字下注出了异体字样，但多半给予否定。如，“鐙”下：“臣铉等曰，今俗别作燈，非是。”“榦”下：“臣铉等曰，今别作幹，非是。”“确”下：“臣铉等曰，今俗作確，非是。”但是，这种权威的否定并不能阻挡群众的广泛使用（徐铉否定的111个俗字中最后95%以上成为正体字），不能阻挡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按，上面所引的三个字，现在都已简化为“灯”“干”“确”。对于某些主张恢复繁体字的先生来说，他们所谓的传统正字居然是曾被否定的俗字）（注24）




隶变后出现的常用的异体字，可以按其变化分为以下几类：




①形声字改变形旁。




形旁又叫形符、意符或义符，是形声字结构中表示意义类别的偏旁。改变形旁的异体字，看来多半是使用者出于简化的需要，或是对所取意义的不同理解，或因社会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变化而出现的。如，“雎”和“嗟”（篆字作鴡、）的出现，是因为“隹”和“鳥”、“口”和“言”意思相近，其替代的唯一原因就是：简化。又如，“襪”，先古人的袜子是用皮革做的，篆字就以“韋（柔皮）”为形旁，曾出现以“革（皮革）”为形旁的异体字，以后发展到用布做，就改用“衣”旁；“锷”是刀剑的刃，篆字因其与“刀”有关，就以“刀”为形旁，后人因为刀剑都是用金属制造的，就改用“金”旁；农具中耕田翻地的“耜”最早是用木制的，篆字就用木旁，以后开始用金属作刃，就按其所属类别以“耒”为形旁。（“耒”本义是翻土农具的曲柄，以后“耒耜”作为各种耕地农具的总称）形旁改变后，字形有变简的，也有变繁的，但变简的稍多一些。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嗅”是要用鼻子来实施的，篆字用“鼻”做形旁应该是非常恰当的。但后人竟改用无直接关系的“口”作为形旁，并从《论语》开始沿用至今，可见古人在简化上的大胆创新。（注25）




②形声字改变声旁。




声旁又叫声符、音符，是形声字结构中表示读音的偏旁。由于汉字中同音字众多，又有方言的差异和古今音的变化，因此异体字中改变声旁的比改变形旁的多得多。如，慷慨的“慷”，篆字以“亢”为声符，后改用“慷”，是同音替代；“矊（mian)”的篆字以“縣”为声符，音xuan，后改用“绵”，是因为方言不同而形成的；稻类谷物中，以“兼”为声符的篆字“稴”以后改成“秈”，是因古音变而改。




也有特殊变化的。“衝、瘇（尰）、畽、董”的篆字都是以“童”为声符，隶变后都改用笔画少的“重”为声符。前二字可以说是因音变而改换，但畽（tuan）和“董”（dong）都与“童”同声或同韵，却改用了不同声韵的“重”字。又如，“動”在金文、秦峄山碑、汉帛书《老子》中，都是以“童”为声符的，小篆却改用了“重”。“種”和“穜”本是两个不同的篆字，“種”本义是早种晚熟的谷物，“穜”本义是种植，引申为种子、种类。汉代使用时，用笔画少的“種”表达常用词（篆为“穜”），用笔画多的“穜”代替很少使用的“種”篆。这些用“重”代替“童”作声符的例子，充分说明古人对简化的趋向。（古来还有借“鍾”为“鐘”之例，如《诗·小雅·白华》：“鼓鍾于宫，声闻于外。”但无借“鐘”为“鍾”之例）。（注26）




③形旁声旁都改变。




如，“癢”的篆字是虫旁羊声。原来大概是因为这是虫子叮咬后产生的感觉，造字时就用“虫”作形旁。以后认识到这是一种症状，就改用“疒”旁写成“痒”（与“痒”篆同形）。后来又因为经典中有“痒”本义（痈疮）和引申义（病害）的使用之例，就假借“養”字，后又加“疒”作“癢”字。“”的篆字在《说文·米部》，以后可能因为此字的形旁声旁都不太明确，就改用“麥”作形旁（米，麥都是制的原料），写成“麴”。后来又改用“曲”为声旁，简化成“”。又如，“倔”的篆字是“从力，厥声”，可能因为此字笔画太多，先借用“屈”字，以后为了区别又增加了形旁。“奩”的篆字是竹旁斂声，隶变后简化为“匳”，又书写成“匲”，最后定型为“奩”。（注27）




④象形字改为形声字。




有狒、猱二字。“猱”的篆字由头（页）、手（止、巳）、足（夂）四个独体字组成。甲骨文有字：“王国维谓像人首手足之形。……王国维释‘夒’。”（《甲骨文字典》）《说文》：“夒，贪兽也，一曰，母（猕）猴，似人。从頁，巳、止、夂其手足。”徐铉注：“皆象形也。”《段注》：“《诗·小雅》作猱，《礼记·乐记》作獶。”《集韵》：“夒，或从憂，从柔。”以后，在两个异体字中，笔画少的“猱”成为常用字，又有引申义。




“狒”的篆字更复杂。《说文》：“……人身、反踵、自笑、食人。……《尔雅》云：‘如人，被髪。’从厹，象形。”《说文引经考》：“今《尔雅·释兽》作狒。”《尔雅·释兽》：“狒狒如人，被发、迅走、食人。”




⑤形声字改为会意字。（此类字不多，以下举几例）




尖。《说文》：“鑯，铁器也。从金、韱声。”《段注》：“盖锐利之器，用为今之‘尖’字。”《句读》：“郭注《尔雅》，用为今之尖字。”《尔雅·释山》：“（山）锐而高嶠。”郭璞注：“言鑯峻。”《辞源》：“尖，古作鑯。”按，“尖”字以“上小、下大”会意。




歪。《说文》：“，不正也。”《段注》：“俗字作歪。”《辞源》：“歪，《说文》作。”按，明《正字通》：“歪，俗字。（《说文》）训不正。俗合不正二字改作‘歪’。”以后，“”字只见于“匾法”（特种书法，参见《辞源》），元代以后通行以“不正”会意的“歪”字。




拿。《说文》：“挐，持也。从手，如声。”桂馥《说文义证》：“拏，通作挐。拘捕有罪曰拏。今俗作拿。”《正字通》：“拿，俗拏字。”按，“拿”以“合手”会意。




甦，《左传》：“杀诸绛市，六日而蘇。”《小尔雅》：“死而復生谓之蘇。”《集韵》：“稣，死而更生曰稣。通作蘇，俗作甦。”按，“甦”义为“苏醒”，以“更生”会意。现仍用初行字“苏”，以“甦”为异体字。




皈。《辞源》：“皈，同歸。”佛教称身心反归向佛、法、僧为“皈依”。初作“”，以“自反”会意，敦煌发现的唐代变文中都作“皈”，以后省写为“”。（《说文》中篆字有省写的“自”——“白，此亦自字也”）




⑥另造简化的象形字。




凹、凸。《说文·新附》：“坳，地不平也。”《说文》：“堪，地突也。”《段注》：“突，因以为坳突之称，俗乃制凹凸字。”又，《说文》：“胅，骨差也。”《句读》：“窅胅，葛洪《字苑》作凹凸，今通俗通用作坳突。”




丫。《说文》：“枒，木也。”本义后作“椰”。《广韵》：“枒，杈枒。”也作“椏”，《玉篇》：“椏，木椏杈。”《集韵》：“椏，江东谓树歧为杈椏。”又，《集韵》：“丫，物之歧头者。”顾雄藻《字辨·体辨四》：“丫，物之歧头，象形。”（《异体字整理表》中“丫”有异体字“枒桠”）




傘。《说文新附》：“繖，盖也。”《晋书·王维传》：“遇雨，请以繖入。”《集韵》：“繖，亦作傘。”《正字通》：“傘，御雨蔽日，可以卷舒者。”《辞源》：“繖，傘的本字。”按，“傘”字上“人”像伞形，“十”像伞把，左右为支撑件，整体象形。




以上（1）、（2）、（3）类为数较多，都是形声字。个人粗略统计，这类替代篆字的异体字共有近550字。其中变简的有320字，变繁的180字，笔画相同的47字（如皰——疱、——躇、煗——暖）。（4）、(5)、(6)类数量不多，都是为简化而制造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隶变后出现的替代异体字中，字形变简的占有大多数。




（三）小结




以上简述了汉字在从古到今，由篆到隶到楷的发展历程中，在字形的改造和文字的使用中简化和繁化的状况。我想，其中给我们昭示了两点：




（1）汉字简化是历代人们追求的目标，它是汉字发展中的主流。这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优良传统。




（2）在汉字简化上，自古以来就采取了省减、合并、偏旁趋同、草书楷化、使用记号来造字等方法，同时运用了假借，对不断出现的异体字淘汰选用等手段。这也是我们可以继承的先例。












三、简化字的来历




对于《简化字总表》中简化字的来历，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分类。这里按其产生的先后，分为三大类：




一、简化字是出现或使用在先的古字，是初文，是本字，都有《说文解字》所列篆字；相对的繁体字则出现或使用在后。这些简化字是古人留下的瑰宝，我们应当珍惜它们、正常地使用它们。




二、简化字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是有根据的。它们是在文字使用过程中，曾经是繁体字的通假或异体字。在《汉语大字典》附录的《通假字表》中，大部分是简体字通假为繁体字的；在附录的《异体字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乎每一个主体字都曾经有过简化了的异体字。《简化字总表》在众多的通假字和异体字中（包括上述二表未收入的），选取了270多个作为推广的简化字。它们都是有使用根据的（出自出版物、字书、碑帖或实物资料），也是可以被大众接受的，数量也是不少的。我们今天使用它们，也是对于先人使用习惯的继承。




三、初见于《简化字总表》的简化字。多半是近现代人所创造，产生方式和第二类相同，也曾在群众中流行，只是找不到可作引证的具体资料。




这里，需要提示的，就是有228个繁体字在由篆转隶和以后发展中，本身就是已经简化了的。（详见附录）




以下将分类叙述。




第一类 简化字是古字，是初文，是本字




这类简化字都是出现在前或使用在前，其繁体字则出现在后或使用在后。现去繁用简，实际上只是恢复字的本来面貌。




（一）繁体字和简化字都见于《说文》，在使用中简化字被废弃




1.简化字是初文，繁体字是后出合体字




备（備）。“備”篆作“”，“备”篆作“”。《说文》：“，具也（具备）。”又：“僃，慎也。从人，声。”（义为防备）《段注》：“，具供置也；僃，慎也。然则防備字当做‘僃’，全具字当做‘’，义同而略有区别，今则专用‘僃’，而‘’废矣。”“僃”的甲骨文字形与“”同，金文后期出现加‘人’旁的‘僃’。可知，“”是“僃”的初文。隶变后，有僃、備、俻等不同字形，常用“備”字。“备”是“”的变体，现用为简化字。




虫（蟲）。《说文》：“虫，一名蝮……物之微细，或行，或毛，或赢，或介，或鳞，以虫为象。”又：“蟲，有足谓之蟲，无足谓之豸。”甲骨文中有“虫”字，像蛇形，无“蟲”字。依《说文》释义，“虫”是蝮蛇（音hui,后作“虺”），又用作微细动物之总称。“蟲”的字义与《尔雅·释蟲》同，但对此历来用两种解释，至今未有定论。在正式文辞中，“虫”字基本不用，对于昆虫及类似昆虫的小动物通用“蟲”字。但实际上，人们一直认为虫，蟲是同一类动物：（1）《说文》中“虫”有“微细（物）”一说，《句读》在此句下注：“以下别一义，谓虫即蟲字也。……虫蟲一字。”（2）《说文·虫部》的153字中，绝大部分是昆虫类动物名，《部》23字和《蟲部》5字都是昆虫名。（3）在以后的新生字中，对昆虫类动物都以“虫”为形旁。（注28）从字源看，“虫”是初文，“蟲”是后起字。宋元以后，通俗小说中又多用“虫”字，近代民间也常用“虫”字。《说文》中以“蟲”为偏旁的五个篆字只有“蠱”在隶变后使用，宋代已出现“蛊”（见辽《龙龛手鉴》）。




处（處）。《说文》：“処，止也，得几而止。从几、从夂。處，処或从虍声。”据此，则“処”为初文，后增加声符成“處”。后人将“処”改形为“处”（初见于明代官府档案《兵科抄出》）。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收入了“处”。（见《简化字溯源》，以下简称《溯源》）




从（從）。《说文》“从，相听也。从二人。”又，“從，……从辵、从，从亦声。”《段注》：“从者，今之‘從’字，‘從’行而‘从’废矣。许书凡云‘从某’，大徐作‘从’，小徐作‘從’。”（“许书”指许慎《说文解字》。“大徐”指宋代徐铉校定的《说文解字》，人称“大徐本”；“小徐”指徐锴所著《说文解字系传》，人称“小徐本”）徐灏《笺注》：“从、從，古今字。”甲骨文中有“从”字，有相随义，金文在其旁加义符“辵”。可知“从”是古本字。（“從”字小篆从“辵”，隶变时仍保持原形，没有简化为“辶”。相同的还有“徒”“徙”二字）以“從”为偏旁的古已有“苁”、“”（《玉篇》）、枞（《正字通》）、耸（《字汇》）。




电（電）。《说文》：“電……从雨、从申。”又，“虹……籀文虹从申。申，電也。”甲金文中“申”像闪电形，小篆把中间的弯曲拉直形成“申”篆。金文开始出现其上加“雨”的“電”字，小篆承其形，下部为“电”，但解释为“从申”。由古文字可知，电、申古本一字，小篆分为電、申二字。现用“電”的初文为简化字。（注29）




尔（爾）。《说文》：“尒，词之必然也。”（隶变后亦写作“尔”）又，“爾，丽爾，犹靡丽也。……尒声。”（此“疏朗”义后未见使用）《段注》：“尒之言‘如此’也，后多以‘爾’字为之。……古书‘尒’字，浅人多改为‘爾’。”又，“（爾）后人以其与‘汝’双声，假为爾汝字。又，凡训如此、训此者，皆当做‘尒’，乃皆用‘爾’。‘爾’行而‘尔’废矣。”“爾”的本义不用，常用的“如此”“此”等义本作“尒”，第二人称（你）是假借义。“爾”以“尒”为声符，可知先有“尒”字。（战国的中山王鼎铭、东汉的《三体石经》上，“爾”写作“尒”）以“爾”为偏旁的，古已有六个简化字：迩（见《说文》，邇的古文）、猕（见《玉篇》）、弥、祢（见《集韵》）、玺（见《改并四声篇海》）。




复（復、複）。《说文·夂部》：“复，行故道也，从夂，畗省声。”《段注》：“彳部又有‘復’，‘復’行而‘复’废矣。疑彳部之‘復’，乃后增也。”（《说文·彳部》：“復，往来也。”）《说文释例·累增字》：“复……案，‘从夂’义已足矣，又加‘彳’微复也。”（夂、彳都是表示双足行走的意符。有了夂，又加彳，有些重复）“復”字通行后，又有恢复、反复、重复等引申义。《说文》：“複，重衣也。”（有衬里的衣服，也引申为重复）《段注》：“引申为凡重之称。複与復义近，故书多用復为複。”以上说明，“复”是本字，“復”是增加形旁的后起字。以后，“復”使用所有引申义，“複”是表示重复专用字。现以“复”为简化字，停止使用“復”“複”二字，只是恢复其本字（初文）。




巩（鞏）。《说文》：“巩，抱也。从丮，工声。”（“丮”象手持物）又，“鞏，以韦束也。《易》曰：‘鞏用黄牛之革。’从革，巩声。”西周金文中已有“巩”。《毛公鼎铭》：“不巩先王配命”。唐复年《金文鉴赏》：“不巩，孙诒让释为丕鞏，甚确。”（此句译为：“大大巩固先王受天命而建立的周王朝的地位。”）可知，先有“巩”字，小篆才加形旁“革”。（《说文》的“抱也”与“韦束〈用皮革束物〉”都含有牢固义）




号（號）。《说文》：“号，痛声也。”（大声哭）《段注》：“凡嗁（啼）號字，古作‘号’。今字则‘號’行，而‘号’废矣。”又，《说文》：“號，呼也。从号、从虎。”《段注》：“號呼者，犹今云高叫也。引申为名號、为號令。……啼号声高，故从号；虎哮甚厉，故从虎。”由《说文》可知，先有‘号’字，后出增加形符的“號”字。隶变后，多用“號”字，“号”字也见于碑刻，近代民间常用。




丽（麗）。《说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从鹿、丽声。，古文。”（《段注》《句读》等都依《小徐本》为“丽，古文”。）《句读》：“（旅）俗作侣。……丽本盖象两鹿皮之形，后来以为不明了，始加‘鹿’耳。”《集韵》：“麗，古作丽。”现以古文作简化字。




启（啓）。《说文》：“启，开也。”又，“啓，教也。从攴、启声。”《段注》：“后人用‘啓’字，训开，乃废‘启’不行矣。”甲骨文中有“户加口”“户加手”“户加手口”三形。《甲骨文字典》：“甲骨文启、啓、啟一字。”《溯源》：“唐代敦煌变文写本中有‘启’字。1935年《简体字表》也收入‘启’字。”




杀（殺）。《说文》：“殺，戮也。从殳、杀声。”《说文》未单列“杀”篆，但“殺”的古文与之极相似。《段注》：“铉等曰：‘《说文》无杀字，相传音察。’按，张参曰：‘杀，古殺字。’”《五经文字》：“殺，从殳、杀声。杀，古殺字。”《中华大字典》：“杀，同殺，见《正字通》。”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杀即古殺字。从乂、从术，会意字。”现以古殺字为简化字。




兽（獸）。《说文》有“嘼”“獸”二篆。“嘼”为象形字，义为“牲畜”；“獸”字“从嘼、从犬”，义为狩猎。清徐灏《笺注》：“嘼与獸实本一字，相承增偏旁。”“獸之言狩也，田猎所获，故其字从犬，谓猎犬也。”高明《古文字类编》：“嘼、獸古通用。”由上可知，先有“嘼”字，后因狩猎必须用犬，又加犬旁。简化字“兽”取自“獸”的草书。




网（網）。《说文》：“网，庖牺所结绳以渔。罔，网或从亡；網，网或从糸。”（另有一古文、一籀文）“网”初见于甲骨文，像张网之形，是初文。小篆时出现二异体，一个是加声符“亡”的“罔”，一个是又加形符“糸”的“網”。长期以来，初文不用，“罔”主要用为假借义，本义都用“網”字。现恢复古本字“网”。




显（顯）。《说文》：“顯，头明饰也。”（此义是头上明显的装饰物，以后未见使用）又，“，众微妙也。从日中视丝，古文以为‘顯’字。”《段注》：“经传‘顯’字皆当做‘’。”《句读》：“丝最微妙，而日中视之必见……乃明著之义。”“‘顯’乃‘’之分别文，经典所用之‘顯’皆‘’之义。”“顯”的金文像“人面在日中视丝之形。丝本难视，持向日下视之乃明也”（林义光《文源》）。“”是表示日中看丝的会意字，是初文，后又加“頁”（头）旁作“顯”。现以古文字为简化字。元代以后出现简化的“顕”字（见《正字通》），《简化字总表》取其左部进一步简化为“显”。




与（與）。《说文》：“与，赐予也。此与與同。”又，“與，党與也。从舁、从与。”（《说文》：“舁，共举也。”）《段注》：“今俗以‘與’代‘与’，‘與’行而‘与’废矣。”又，“（从舁、从与）会意，共举而与之也。”《正字通》：“與，本作与。”按，赐予即给予，是本义；党與，同党的人，是引申义。“与”是初文，再加形旁作“與”。在常用“與”字同时，东汉《耿勋碑》、唐代敦煌变文写本中有“与”。现用初文“与”为简化字。（《集韵》：“歟，《说文》：‘安气也。’或书作欤。”）




众（衆）。《说文》：“，衆立也。从三人。”又，“衆，多也。从、目衆意。”又作、众。甲骨文有三人并列和日下三人（表示日下众人相聚）两形。金文将“日”讹变为“目”（横形），小篆承之，隶变后又讹作“血”写成“衆”。三人为“众”，是初文，又加“日”表示相聚时间。现以初文为简化字。




2.繁体字是取代本字（简化字）的假借字。




垒（壘）。《说文》：“垒，絫（累）墼也。”又，“壘，壁也。”（军营四周所筑墙壁）《段注》：“墼者，今俗谓之砖。积墼为墙曰垒。……《礼·丧服》注：‘垒墼为之。’今本‘垒’皆讹‘壘’。《急就篇》‘墼壘’亦当作‘垒’。盖俗字厽、畾不分，多矣。”徐锴《系传》：“今但作壘。”“垒”本义是堆砌，“壘”表其引申义，古来一直假借笔画多的“壘”表本义及引申义。现恢复本字“垒”。




录（録）。《说文》：“录，刻木录录也。”徐锴《说文系传》：“录录犹历历也，一一可数之貌。”《段注》：“《毛诗·小戎》‘车历録’，亦当做‘历录’。”黄侃《手批说文解字》：“即记录本字，亦即历録字。”《说文》：“録，金色也。”（铜锈呈绿色）《段注》：“録与绿同音，金色在青黄之间也。假借为省録字。”（“省録”，省察并记录。）按，铜録，以后直接称铜绿。“録”的记录、采纳、簿籍等义都是假借义，当本作“录”。（甲骨文有“录”，对之有不同解释。现取《段注》及黄侃说）




凭（憑）。《说文》：“凭，依几也。《周书》曰：‘凭玉几’。”《段注》：“依者，倚也。……《顾命》文，今《尚书》作憑，卫苞所改俗字也。”古来假借“馮”字。《说文》：“馮，马行疾也。”《段注》：“展转他用，而冯之本义废弃。……或假为凭字。”《左传》：“君馮轼而观之。”后又造专字“憑”。《书·顾命》：“香被冕服，憑玉几。”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憑，《说文》作凭，曰‘依几也’。”可知，“凭”是本字，古人先借“冯”字，又造“憑”字。后人误以“憑”为本字。




气（氣）。《说文》：“气，云气也。象形。”甲骨、金文中已有“气”字。“氣”在《说文》的“米部”：“氣，馈客刍米也。从米，气声。餼，氣或从食。”古来一直假借“氣”字代替“气”字。“气”又用作“乞求”义（后又简化为‘乞’）。“氣”本义则用“饩”字。现以古本字为简化字。




万（萬）。《说文》：“萬，虫也。象形。”《段注》以为“与虫部‘蠆’同”，“假借为十千数名。而十千无正字，遂久假不归，学者昧其本义矣”。“万”字未见于《说文》，但西周金文有“万”字，高明编《古文字类编》：“万，（见）倗万，周早。《说文》无，《集韵》：‘同萬’。”。汉代古钵、碑刻中有“万”字（汉《建平郫县碑》：“贾二万五千。”）。《韩非子·定法》：“故讬万乘之劲韩。”王羲之、柳公权都有把“萬”写成“万”之例。《集韵》：“万，数也，通作萬。”现停用假借字，重新启用“万”为简化字。




无（無）。《说文》：“無，亡也。从亡，無声。无，奇字。”在甲骨、金文中，“無”像人两手执物跳舞状， 是“舞”的初文。在金文中已假借为有无之无。小篆在“無”下加“亡”作为“没有”义的专用字，隶变后去掉“亡”，只用“無”。在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汉墓帛书和汉代碑刻中，“无”字常见。先秦古籍中都用“無”字，而《易》中全用“无”字。《易》是未被秦始皇焚书而保留下来的，这是秦以前曾用“无”的铁证。（《句读》：“唐元度《十体书》曰：‘……秦焚《诗》《书》，唯《易》与史篇得全。’”）




（按，至今学界未对“万、无”是否本字作出定论。窃以“万、无”都是有根据的古字，而“萬、無”都是假借字，就都列入此类。）（《正字通》：“芜，同蕪，俗省。”）




3.繁简字是不同偏旁的异体，以后用繁不用简。




达（達）。《说文》：“達……从辵、羍声。达，達或从大。”甲骨文从“大”，金文字从“羍”。可知，“达”是初文，“達”是后出异体字。




礼（禮）。《说文》：“禮……从示、从豊，豊亦声。礼，古文禮。”《说文》中的“古文”是战国时期通行的文字，当在小篆使用之前。




还有三个“篆省隶不省”的字例，也都归入此类，说明简化字来源于篆字，而繁体字出现在隶变后。




浆（漿）。《说文》：“浆，酢浆也。从水、將省声。”作为声旁的“將”，在小篆中省去了“寸”。隶变后正字的声旁是不省形的“將”，这才出现了繁体的“漿”字。但书写中，汉《武威简》中隶书“漿”字，仍继承篆形，上部左旁已写为二点，右部又变月（肉）为夕，与现简化字相同。（参见“酱”）




奖（獎）。《说文》：“……从犬、將省声。”隶变后，正字由“从犬”变为“从大”省去一点，声旁为不省形“將”，写成“獎”。但书写时也有简化的字形，如隶书及今草中都与现简化字相同。（参见“酱”）




酱（醬）。《说文》：“，醢也。从肉、从酉、爿声。”古代最早用肉末、酒、盐制成酱，所以篆字是“从肉、从酉”。与“将”同音，隶变后，上部也写成“將”。现行简化字也是恢复篆形，又循草书写法作“酱”。




（二）简化字是古本字，繁体字是后出分别字




文字在使用过程中，会在本义的基础上产生相关的引申义，也会因音同或音近被借为别的字（词）而产生假借义。在字义增多的状况下，就出现了分担其部分意义的新字（都是增加形旁成为新的形声字）。二者是长期同存，同时使用的，也称为古今字。现在恢复一部分人们不陌生的古字作为简化字，容易被人接受，还起到了减少常用字数的作用。（在《说文》中就有这种分别字，但以后没有被使用，仍用本字。详见〈注30〉。这说明废除一些多余的分别字，是文字使用上的必然趋势，也是历史的传统。）




按照分别字的使用范围，可分为以下三类：




1.繁体字表本义，本字反而表别义




回（迴）。《说文》：“回，转也。”本义是旋转，又有多个引申义。以后，“回”多用为返转、答复、谢绝等引申义，另出加形旁“辵”的分化字“迴”表本义。《尔雅·释天》：“迴风为飘。”郝懿行《尔雅义疏》：“迴者，《说文》作回。”“迴”在使用中也有“回”的引申义，但没有用为量词和民族名。值得注意的是，分别字出现后，本字並没有被停止。如宋《景德传灯录·义能禅师》：“师曰：方便呼为佛，迴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同时的悟明《联灯会要》中为：“……直须回光返照，亲近明师。”宋孙奕《履斋示儿编》中指出：“回”作“迴”，“岡、莫……”作“崗、暮……”都是“偏旁又赘者”。可见古人对这种增加“多余偏旁”的字有否定的看法。




卤（鹵、滷）。《说文》：“鹵，西方鹹地也。”（盐碱地）《尔雅·释言》：“滷，苦也。”《句读》：“《释言》之滷，即鹵字也。”《玉篇》：“滷，苦地也。”又，“滷，醎水”。可知，“滷”是“鹵”的分别字，是其本义及引申义（卤水）的常用字。“鹵”字则常借为“鲁”“虏”，如卤莽、卤钝、卤掠，不用“滷”字。现以“卤”为简化字，是恢复本字，又依草书楷化而成。




须（鬚）。《说文》：“須，面毛也。”《易》《汉书》及杜甫诗中都有“须”用为本义之例。由于“须”假借为“需”（需要），引申为必须，另出加形旁“髟”的“鬚”字表本义（不涉及“须”的等待、“须臾”的专门用法）成为常用字。宋元以后，民间又有恢复“須”本义的用法，如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有“并不细画須眉”之句。现以“须”为“鬚”的简化字，是恢复本字，又依偏旁简化为“须”。




云（雲）。《说文》：“雲，山川气也。从雨，云象雲回转形。云，古文省雨。”按，甲骨文像空中云彩形，小篆又增加形旁“雨”。“古文”承甲骨文字形，不是“省雨”。以后，“雲”表本义，“云”假借为“曰”，如“诗曰子云”“人云亦云”，又用为语助词。现代语文中，“云”已没有假借用法，偶尔用为助词（如“云云”）。以“云”为“雲”的简化字，是恢复本字。




制（製）。《说文》：“制，裁也。”（“裁，制衣也。”）又，“製，裁衣也。”《句读》：“製即制之累增字也。”“製”是表制造义的分别字。在使用中，“制”和“製”都有多个引申义，但“製”常用为制造，没有“制”的拟订（制定）、约束（限制、管制）、制度等引申义。现以“制”为简化字，只是把“製”的常用义归还给本字。（“製”曾有式样、撰写等引申义，只見于古书，现代不再使用。）




2.繁体字只是某引申义的分化字




克（剋）。“克”本义是胜任、能够，引申为制胜、约束等。战国时已出现能表其本义和引申义的“剋”字（《说文》未收）。以后在使用中，在胜任、能够、战胜义上，仍多用“克”字，如“克复”“攻无不克”“克勤克俭”，只在约束（严格限定）义上常用“剋”字。“剋”又假借为“刻”，如“剋心”“剋薄”。现以“克”为“剋”的简化字，只是把约束义还给本字“克”。需要注意的是，古人有把“克己”写成“剋己”的，但“克己复礼”一词因出于《论语》后人不敢更改，一直沿用至今。“剋”假借义不用，仍作“刻薄”。在北方口语也有用为“骂打申斥”义的kei,《新华字典》作“剋”（kei），《现代汉语词典》作“克”（kei）。《通用规范汉字表》作“剋”（keì），表“打人、训斥”义。




夸（誇）。《說文》：“夸，奢也。”本义是“过度”，引申为自大、夸张，又引申为赞美、夸奖。《吕氏春秋》：“富有天下而不骋夸。”高诱注：“夸，诧而自大也。”《史记·韩长儒传》：“驱驰国中，以夸诸侯。”《说文》：“誇，譀也。”（譀，说大话）“誇”是“夸”引申义的分别字，以后成为常用字。但“夸”字仍在继续使用，如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夸耀于后之人矣。”鲁迅《书信·致台静农》：“瞿氏之文， 其弊在欲夸博。”




致（緻）。《说文》：“致，送诣也。”（送去，送到）《段注》：“引申之为召致之致，又为精致之致。……汉人只作致。系部‘緻’字，徐铉所增。”《说文·部》的“緻，密也”是徐铉在校注《说文》所加“新附”字。从《说文》中“素，白致缯也”可知，汉代时只用“緻”的初文“致”，以后才以“緻”为表引申义的常用字。现以“致”为“緻”简化字，只是把引申义还给本字。




朱（硃）。《说文》：“朱，赤心木，松柏属。”（中心部位是红色的松柏树）引申为红色，成为常用义。南北朝时，称红色的硫化汞为“朱砂”。《南史·陶景弘传》：“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宋代始出现“硃”字，《广韵》：“硃，朱硃。”这只是为了与“砂”字相配而造的同偏旁专用字，现废除这个多余的专用字，恢复原用字。




3.繁体只是某假借义的分别字。




蒙（矇、濛、懞）。《说文》：“蒙，王女也。”（一种草本植物，又叫女萝，现名莬絲。）古已假借為“冡，覆也”。“覆盖”成为“蒙”的实用本义，由此引申为笼罩（蒙蔽）、为遭受（蒙难）、为昏暗（天蒙蒙亮）、为昏迷、愚昧（发蒙、蒙昧）、为欺骗（蒙混）、为目失明。以后出现多个分别字，这里三个是常用字。




（矇）。《说文》：“矇，童（瞳）矇也。一曰，不明也。”《句读》：“童（瞳）子为瞖蒙也。”（瞖，眼病，白内障，也叫白翳。）“矇”是反映眼被蒙盖的分别字，只有“蒙”的目失明和昏暗义。由唐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师有金各篦术，如何为发蒙”可知，“矇”并未完全取代“蒙”。




（濛）。《说文》：“濛，微雨也。”《说文》释义有偏差（见注31.2）。“濛”有“蒙”的笼罩义（徐铉《梦游》：“香濛蜡烛时时暗”），也有“蒙”的昏暗义，是用于反映雨雪密布的分别字。“濛濛”和“蒙蒙”、“濛汜”和“蒙汜”、“冥濛”和“冥蒙”都是古人所用的同义词。




（懞）。《说文》无“懞”有“懜”。《集韵》：“懜，《说文》：‘不明也。’或作懞、瞢。”又，“懵，《广雅》：‘闇也。’或从蒙。”“懞”具有与“蒙”相同的昏昧无知义，但极少使用。《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都有“懵”无“懞”，也未将“懞”作为“蒙”的繁体字列入。




由上可知，“矇、濛、懞”三字常用义都出自“蒙”，再分别按其使用范围增加不同形旁而成。现在完全可以回归本源，只用原来的“蒙”字。（注31）




舍（捨）。《说文》：“舍，市民曰舍。”金文中有“舍”，已假借为赐予义，西周《墙盘铭》：“武王令（命）周公舍寓。”（“舍寓”就是赐予居住之地）又引申为舍施、放弃，《克鼎铭》：“王命……舍命于成周。”《说文》另有“捨 ，释也。”（释放）。《句读》：“此舍之分别文也，故经典皆用舍。”按，先秦古籍中只用一“舍”字。汉魏以后，“舍”主要用于本义（客馆、居室）及引申的住宿、止息和谦词，而假借义则常用“捨”字。现在以“舍”为简化字，是恢复本字。应当提醒的是，成语中“舍己从人”（《书·大禹谟》）、“舍生取义”（《孟子》）、“舍近谋远”（《后汉书》）、“舍短取长”（《后汉书》）等，本来就用舍字。只有“捨身”“捨身崖”“捨本逐未”才是一开始用“捨”的。




涂（塗）。“涂”字甲金文已有，用为地名。《说文》中“涂”为河水名，但已假借为“涂抺”义。如《说文·木部》：“杇（圬）所以涂也。”（《段注》：“涂、塗，古今字。涂者，饰墙也。”）《说文·土部》：“墐，涂也。”（《诗·七月》：“塞向墐户。”毛传：“墐，塗也。”）《说文·土部》有新附字“塗，泥也。”郑珍《说文新附考》：“凡以物傅（敷）物皆曰涂。俗以泥涂，字加土作‘塗’。”可知“塗”是“涂”的分别字。（“涂”古曾假借为道路，后作“途”。）




向（嚮）。《说文》：向，北出牗也。《诗》曰：“塞向墐户。”（“向”是朝北的木窗。）《诗·豳风·七月》：“塞向墐户。”毛传：“向，北出牗也。”甲骨文“向”字为房中一窗口，字形确示其义，但甲骨文卜辞中只用为地名。在先秦古籍中，用为朝向、方向义的，有“向”“鄉”“嚮”三字。甲金文中，“鄉”字形为二人相对跽坐，中间有一食具，卜辞和铭文中，用为飨祀、宴飨、向背义。对此，学者们都认为，作为方向用字，“鄉”是此义的初文，“向”是古假借字。“嚮”字未见于《说文》，当是后出的加“向”作为声旁的分别字。后世，“嚮”字成为“向”的方向、朝向、接近义的常用字，但没有“向”的“偏袒、向来”义和介词的用法。又，作为常用词，“向背”“向隅（而泣）”“（欣欣）向荣”都见于古文辞，没有用“嚮”的。现在只用“向”字，仅仅是废去一个表达局部用法的后起字。




（三） 简化字是古本字，繁体字是假借（通借）的另一字




假借字出现并长期使用时，本字仍在使用的历来称为通假。在本字与借字并存情况下，借字常用为本字的某一义，不影响本字的继续使用。现规定借字作为繁体取消，只不过是恢复本字，减少一个多余字。




才（纔）。《说文》：“才，艸木之初也。从丨（gǔn）上贯一，將生枝叶。一，地也。”甲骨文“才”象草木初生，从地面冒出。卜辞皆用为“在”，而不用其本义。《段注》：“才，有茎出地，而枝叶未出。……故人之能曰才，言之所蕴。引申为凡始之称。”《通训定声》：“引申之为本始之义，又引申为仅、暂之义。”《句读》：“凡始义，《说文》作‘才’，亦借材、财、裁，今人借纔。”“才”本来就有“方、始、仅仅”之义，古来就有用例，但同时亦借材、财、裁、哉、纔等字。可能古人认为前四字各有其常用义，不宜长期通借。而“纔”字本义未见使用（《说文》：“纔，帛雀头色。一曰，微黑如绀。”）。就把“纔”的通借用法长期延续下来了。现在以“才”为“纔”的简化字，是在副词用法上不再用借字，而用本字。这样，不涉及“才”的才能，才质、有才能的人等用法，不会误解。（参见注22）




范（範）。《说文》：“範，也。从车，笵省声。”（範，古时出行前祭祀路神之仪。）《段注》：“《周易》‘範围’字，当做‘笵’，而‘範’其假借字。”《说文》：“笵，法也。竹，简书也，古法有竹刑。”《段注》：“玄应曰：‘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竹曰笵。”可知，在模子、法则、范围义上，本字是“笵”，“範”是其假借字。但先秦及汉代古书中，只有用“范”而无用“笵”之例。如，《荀子·彊国》：“刑范正。金锡美。”《礼记·礼运》：“范金合土。”汉扬雄《太玄》：“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注：“范，法也。”《句读》：“《礼运》字从艸者，隶书艸竹不分也。”原来，在隶变时，艸和竹作为上偏旁，常有写混的情况，就把“笵”写成了“范”，和《说文》的“范、艸也”成了同形字。后世，多借“範”为常用字，如“範围”（《易·系辞》）、规範（《北史·宇文愷传》）、模範（汉扬雄《法言》）。现以本字“范”（由“笵”所变）为简化字，不用借字“範”。




荐（薦）。《说文》：“荐，薦席也。”（草席）“薦，兽之所食草。”《段注》：“荐与薦同音，是以承藉字多假借为之。”又，“凡注家云‘薦，进也’者，皆‘荐’之假借字。荐者，藉也，故引申之义为‘进也’、‘陈也’”。先秦古籍中二字通用。如，《楚辞·九叹》：“薜荔饰而陆离薦兮。”王逸注：“薦，卧席也。”《左传·襄公四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孔颖达疏：“荐，草也。”汉代以后，在用“荐”的同时，多用“薦”字。“薦”不仅表“荐”的席、重、再等本义以及引申义，且由此又引申出进献、推举等义，都与“兽食之草”无关。现恢复本字。




借（藉）。《说文》：“借，假也。”《段注》：“古多用‘藉’为‘借’，如言藉令，即假令也。”《说文》：“藉，祭藉也。”（祭藉是古代祭祀朝聘时，陈列礼品的垫物）《段注》：“引申为承藉、蕴藉之义，又为假藉之义。”长期以来，多假借“藉”表示凭借、假托义，但“借”（借入、借出）字仍通用。如，借光、借助、借重、借问、借鉴、借刀杀人、借花献佛等，都只用“借”字不用“藉”字。现规定凭借、假托义用本字“借”，不再假借“藉”；而狼藉、慰藉、蕴藉、枕藉而坐等词语仍用“藉”字。（注32）




卷（捲）。《说文》：“卷，厀（膝）曲也。”《段注》：“引申为凡曲之称。又引申为舒卷。《论语》：‘邦无道，则可卷怀之。’即手部之捲收字也。”《诗·邶风·柏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席子是可以卷的）《说文》：“捲，气势也。《国语》曰：‘有捲勇’；一曰，捲收也。”“捲”本义是气壮有声势，音quan。古书中都改用“拳”字。由“一曰”可知，“捲”也可以借为收卷。《集韵》：“卷，敛也。或从手。”在先秦古籍中，都用“卷”字，而“捲”字未见。汉代以后，“卷”多用为名词（圆筒形的物件，如书卷、试卷、案卷）和量词，“捲”多用为动词。现以“卷”为“捲”的简化字，只是恢复“卷”的动词用法（音juan，用为名词读去声，用为动词、量词读上声），不再假借“捲”字。




系（係、繫）。《说文》：“系，繫也。籀文系，从爪丝。”甲骨文作手（爪）持丝状，与籀文同。《段注》：“系者，垂统于上而承于下也。系与係可通用……引申为世系。”“系”本义是连接、连属，引申为继承，为世系、谱系，为系东西的带子。




（係）。《说文》：“係，絜束也。”《段注》：“絜束者，围而束之……束之则缕与物相连，故凡相联属谓之係……俗通用繫。”《句读》：“係者，系之累增字也，系下云‘繫也’，繫即系之假借字，谓古作系，今借繫为之也。”




（繫）。《说文》：“繫，恶絮。”《段注》：“六朝以后，舍系不用而假繫为系。”




由上可知，“系”是本字，“係”古已与“系”通用，“繫”是长期使用的假借字（本音ji，后音xi）。在古来使用中，“係”除了本义（束缚）外，连续、关联是其常用义，另有一个特殊用法：是、属。“繫”本义不用，借为“系”，有“系”的各常用义，并有“係”的束缚义（吉诣切，音ji）。现以“系”为“係”“繫”的简化字，是回归三字的本源。这里要提出注意的是：（1）在“世系”义上，自古以来，只用“系”字；（2）“系统”、地质学名词、高等学校中的教学行政单位等，是现代使用的词语，都与“係”“繫”无关。




旋（鏇）。《说文》：“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从、从疋。”（“”，旌旗飞扬貌；“疋”，人足）徐锴《系传》：“人足随旌旗而周旋也。”本义是转动、旋转，有多个引申义（返还、顷刻等）。《说文》：“鏇，圆炉也。”此义未见使用。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旋谓以绳转轴裁木为器。”（“旋”就是用绳子旋转木料加工成器物）《玉篇》：“鏇，转轴之裁器也。”二者用字不同而意思相同。前者是加工的技术，后者是加工的设备，都是采用了旋转木料加工的方法。在表达上，有使用本字“旋”，也有假借“鏇”的。以后“鏇”成了表示“转轴、用转轴切削加工”义的专用字。现代，起初把这种技术称为“鏇”，这种设备称为“鏇床”。后来，因为改称为“车”和“车床”，“鏇”字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仍旧用本字“旋”。（温酒用的“旋子”，本来就用“旋”字，如《水浒传》第九十回：“酒保旋了两角酒，一盘牛肉……”）




御（禦）。《说文》：“御，使马也。……驭，古文御。从又，从马。”“御”本义是驾驭车马，引申为治理，为侍奉，为抵挡，为禁止，后又长期用为与皇帝有关的事物的专字，本义则常用“驭”字。在“抵挡”义上，先秦多用“御”字，亦假借“禦”字，《诗·邶风·谷风》：“亦以御冬。”《诗·小雅·常棣》：“兄弟鬩于墙，外禦其务。”《说文》：“禦，祀也，从示，御声。”是一种祭祀，但此义少用。《段注》：“后人用此为禁禦字，古只用御字。”此后“禦”成为常用字，以至于曾有人认为“禦”是本字，“御”是通借字。现仍用本字，不用假借字。




折（摺）。《说文》：“折，断也。”本义是折断，有多个引申义，其中就有折叠义。《后汉书·郭义传》：“时人乃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说文》：“摺，败也。”《段注》：“败者，毁也。今义为摺叠。”本义是毁损，摧折，汉代有使用的，音la。（见下）南北朝时已用为折叠义，当是假借义。以后，在“折叠”义上，二字同时使用，“摺”多用于正式书面文字。现《简化字总表》的规定，是用正字不用假借字。因“摺”有其他音义，《总表》有注解：“在折和摺意义可能混淆时，摺仍用摺。”




（汉代史书中，有折、摺二字同时使用之例。《史记·范雎传》：“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脅摺齿。”《索隐》：“摺音力答反，谓打折其胁，又拉折其齿也。”《汉书·扬雄传》：“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颜师古注：“晋灼曰：‘摺，古拉字也。’”《集韵》：“拉，《说文》：‘摧也。’或作摺”，引用此文时“摺”不简化。）




（四）简化字是古本字，繁体字是后出专用异体字




本类中的繁体字都是本字的后出分别字，都只是表示本字某一含义的专用字，绝不具备本字的其他含义。




表（錶）。《说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为表。”（篆字作“”，隶变省作“表”）本义是外衣，引申为外面，为标志，为表示。古代也曾称测量日影以计时的标竿为“表”。如《史记·司马穰苴传》：“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庄贾）。”《索隐》：“按，立表谓立木为表以视日影。”可知，“表”早就有“计时器”这一引申义，近代才出现“錶”字。起初，民间统称计时器为“錶”，如“座錶”“挂錶”。以后，才把大的摆设的叫“钟”，小的可带在身上的称为“錶”。《中华大字典》《辞源》都未收“錶”字，就是因为它只是一个民间使用的专用字，现停止使用。




出（齣）。宋代以來，称一段独立的剧目或节目为一出。如，宋《景德传灯录》：“（药山）曰：‘弄得几出？’师（弄狮人）曰：‘弄得六出。’”“齣”是后出专用字，始见于清代《字汇补》。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传奇以一折为一齣。古无是字，始见吴任臣《字汇补》，注曰‘读尺’。相沿已久，遂不能废。”按，“齣”字无法用造字法（六书）解释。旧时，戏台背幕上有“出将”“入相”二门，用“出”表示剧目的开始，很形象，也很好理解，完全不必用这个说不清由来的“齣”字。（《字汇补》：“齣，传奇中一迴为一齣，俗读作尺。”）




当（噹）。作为象声词，本来就用“當”字。如，宋师道《黄鹤楼绝句》：“楼上當當彻夜声。”宋元后通俗小说中出现“噹”字。这是一个多余字，《中华大字典》《辞源》都未收列。（“当”是草书楷化字。见后。）




赶（趕）。《说文》：“赶，举尾走。”朱骏声《通训定声》：“谓兽畜急走，字作亦趕。”本音巨言切（qian），本义未见用例，但已含有急走、追逐义。《正字通》：“赶，追逐也。今作趕。”因读音变为“古旱切（gan）”，就出现异体“趕”，以后成为常用字。宋元以来，“赶”又见于俗书。




个（個）。作为量词，汉及先秦古书中，“个”字常见，（如《左传》《国语》《仪礼》《礼记》《史记》《汉书》），“箇”字极少见，而“個”字不见。《说文》无“个”“個”篆，有“箇”篆，“箇，竹枚也”。（《段注》：“一枚谓之一箇也。”）历代学者都认为“个”是本字。《仪礼·士虞礼》：“俎释三个。”汉郑玄注：“个，犹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唐贾公彦疏：“人旁著固，字虽不同，声音相近，同是一个之义。”对于《说文》中没有“个”篆，清代的《说文》注家或以为“个”是“介”字的讹变，或以为是《说文》缺漏应补篆。（《段注》在“箇”篆下补“个”篆：“箇或作个，半竹也。”）




刮（颳）。《说文》：“刮，掊把也。”本义是用手扒土，引申为刮削，又引申为搜刮，为风吹。唐杜甫《前苦寒行》：“寒刮肌肤北风利。”“颳”字后出但不同义，《中华大字典》：“颳，恶风，见《字汇》。”《辞源》未收“颳”字。元代通俗小说中开始出现用“颳”表示“刮风”。




合（閤）。《说文》：“閤，门旁户也。”《段注》：“按汉人所谓閤者，皆门旁户也，皆于正门之外为之。”字音ge，后曾与“阁”字互用。清末始见用为“合”的恭称。《中华大字典》：“閤，今俗借为‘合’义，如閤第，閤府。”《辞源》的“閤”音gě，无“合”的音义。《汉语大字典》中“閤”亦无“合”音义。可见閤只是近代出现的一个专用俗字。其使用范围极窄。




胡（鬍）。《说文》：“胡，牛顄垂也。”指哺乳动物颔下垂肉。《汉书·郊祀志》：“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古因须髯生于胡下，民间已俗称须为胡子。“鬍”字是后出俗字，南宋赵与时撰《宾退录》：“，音鬍，言多有髭也。”但以后字书未收录。首见于《中华大字典》：“鬍，俗称须曰鬍子。《篇海类编》‘’下云，俗鬍字，是此字俗用之久矣。”




伙（夥）。“伙”是“火”的后出分化字。“伙伴”本作“火伴”，《乐府诗集·木兰诗》：“出门看火伴，火伴始惊忙。”古兵制以十人为火，共用一灶起火，故称同火者为火伴。清代出“伙”字（《中华大字典》未收）。“夥”篆作“”。《说文》：“，齐谓为。”本义是多。宋元以后，引申为聚集、组合、同伴。明阮大《燕子笺》：“夥计，今年规矩森严。”以后在同伴（伙伴、伙计）、结群（合伙、散伙）、联合（伙同）等义上，“伙”“夥”二字通用，现在停止使用繁写的“夥”字。但“众多”是“夥”的本义，因此作此义的“夥”不简化，如“获盖甚夥”。《简化字总表》“伙（夥）”注：“作多解的夥不简化。”




家（傢）。元明时，民间称日用器物为“家火”，文字首见于《水浒传》，以后又写为“家伙”“傢伙”。“傢”只是用于“家伙”一词中的俗字，是一个多余的分化字（《中华大字典》未收），完全应该停用。近年来，“傢”是民间在广告、招牌上滥用最多的应废止的繁体字。2002年国家发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将“傢伙”“傢具”“傢什”列入明确作为非规范词形予以废除的《附录》中。




困（睏）。“困”本义为艰难、使处于艰境险地。（《说文》释义含糊，未引）引申为贫乏、精力不济、疲惫，方言又用为睡。《老残游记》：“我困在大门旁边南屋里。”清代才出现分化的俗字“睏”，但很少使用。《中华大字典》《辞源》都未收“睏”字。在“困”下都引《后汉书·耿纯传》：“世祖劳纯曰：‘昨夜困乎？’”《中华大字典》又有：“困（三）倦也。苏轼诗：‘三杯卯困忘家事。’”




秋千（鞦韆）。“秋千”是原用词。宋徐铉校定《说文》后，在《叙录》中将“鞦韆”列入“二十八俗书讹谬不合六书之体”中，注为：“案，词人高无际作《鞦韆赋·序》云：汉武帝后庭之戏也。本云千秋，祝寿之词也，语讹转为秋千。后人不本其意，乃造此字。非皮革所为，非车马之用，不合‘从革’”。按，后世爱用繁体字之人，借用“鞦”字（拴在牛马股后的革带），又造出相同“革”旁的“韆”字。现在使用“秋千”是恢复这个词的本来面貌，又可以使人们了解它的历史来源。




苏（囌）。“囌”是只用于词“噜囌”中的语素，有音无义。“噜囌”是用来指说话絮叨，或事情琐碎、麻烦。文字中最早写作“苏噜”，《景德传灯录》：“问：‘水陆不涉者，师还接否？’师曰：‘苏噜苏噜。’”也作“啰嗦”。以后为了与“噜”相配，才出现这个多余的“囌”字。现代书面、口语多用“啰嗦”，少用“噜苏”。（“苏”是后出简化字，见后）




台（颱）。清代人记载台湾气候的文中始见“颱”字，清沈复《浮生六记》：“琉（球）人每言大风，必曰颱飓。”《中华大字典》未收“颱”字。《辞源》：“颱，字书所未载，或谓系外来词，或谓系粤语‘大’之音译。”可知本是表音字，因用于单音词而增加“風”作形旁。现代语不用单字，称为“台风”，改用简化的“台”字，是完全合适的。｛台（臺，檯）另见后｝（英语中typhon是“台风”的音译。）




踊（踴）。《说文》：“踊，跳也。”唐慧琳《一切经音义》：“踴，《说文》作踊。”《集韵》：“踊，或从勇。”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踴即俗踊字。”《三国演义》《水浒传》中都用“踊”字。《辞源》中“踴”字只注“同踊”无引文，无复词。可知“踴”是后出异体字，且使用不多。




（五）简化字是古本字，繁体字是同音近义字，古曾通用

冲（衝）。“冲” 篆作“沖”（后出俗字“冲”），本义是“冰涌摇”，引申为水力浇灌、冲洗。“衝”篆作“”，隶变后省写为“衝”。本义是交通要道，引申为冲撞、冲击（冲突）、快速向前闯（冲锋）。古来二字有相互通用之例。“衝”用同“冲”的，如唐李白《蜀道难》：“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冲”用同“衝”的，如《史记·滑稽传》：“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明《白兔记》：“妹夫，昨晚我醉了冲撞，休怪休怪。”现延用古人先例，以“冲”为“衝”的简化字。要注意的是：“冲账”用的是“冲”的引申义，“冲虚”用的是假借义（《说文》作“盅”），“冲喜”是迷信用语（初见于《红楼梦》），方言中称山区间平地为冲，如韶山冲，都与“衝”无关。




丰（豐）。甲骨文中“丰”字像以林木为界，是“封”的本字。《说文》：“丰，草盛丰丰也。”是引申义（草林茂盛）。又引申为丰满，《诗·郑风·丰》：“子之丰兮。”毛传：“丰，豐满也。”郑玄笺：“面貌丰丰然豐满。”“豐”字也见于甲骨文，象豆（古代食器）中装满东西。《说文》：“豐，豆之豐满者也。”也引申为丰满、丰盛。《段注》：“丰与豐二字音义皆同。”以后在丰满，丰盛义上多用“豐”字，又引申为大、多，如“豐功伟业”“豐衣足食”。“丰”则主要用为形容人的仪表举止美好，如“丰采、丰姿”。（是“风”的假借用法，也作风采，风姿。）现以“丰”为音义相同的“豐”的简化字。




了（瞭）。《说文》：“了，尥也。”意思是走路足胫相交，或手弯曲。《段注》：“……假借为憭悟字。”（《说文》：“憭，慧也。”《玉篇》：“了，慧也。”）《后汉书·孔融传》：“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由聪明、有才智引申为明白。《晋书·杜预传》：“臣心实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瞭”曾见于先秦古籍，《孟子·离娄上》：“胸中正，则眸子瞭矣。”《说文》未收，《玉篇》：“瞭，目明也。”也引申为明白，东汉王充《论衡》：“言瞭于耳，则事昧于心。”“了”“瞭”二字都有“明白”义，但“瞭”字使用较少，未能完全取代“了”字。民国顾雄藻《字辨·词辨二》：“ 了解：彻底明白曰了解，与释家所说‘了悟’同。讹作‘瞭解’，非。”《中华大字典》和《辞源》中，“瞭”字没有“明白”义。现在，停止在“明白”义上用得不多的“瞭”字，仍用广泛使用的“了”字，是完全合适的。只是用眼远看的“瞭”字不简化，如“瞭望、瞭哨”。（注33）




扑（撲）。《说文》有“攴”“撲”二篆，“攴”主要用为偏旁，单字隶变作为“扑”，义为轻轻敲打；“撲”义为重击。古曾用“撲”为“扑”，如杜甫诗有“空翠撲肌肤”句；也曾用“扑”为“撲”，如《史记·剌客列传》：“高渐离举筑扑秦皇帝。”因二字音同义近，古已互相通用。《集韵》：“攴，《说文》‘小击也。’或作撲、扑、剥。”“撲”字使用较多，有多个引申义，如“满”“赌”（现代汉语已不用）；“扑”在重击义上仍长期使用，如《儒林外史》：“又尽力往上一扑。”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其有过失者，则扑责之。”现停止使用多笔画的“撲”字。




确（確）。《说文》：“确，磬石也。（徐铉注：‘今俗作確，非是。’）”（《说文》：“磬。坚也。”）《段注》《句读》都有“俗称確”。“确”的本义是坚硬、瘠薄，引申为真实、牢靠。《后汉书·崔寔传》：“指切时要，言辨而确。”先秦古籍中有“確”字，今本《说文》未见。《易·乾》：“確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確乎，郑云‘坚高之貌’，《说文》云‘高至’。”可知唐代《说文》中有“確”篆。以后在“确实”“确定”义上常用“確”字。现规定本字“确”为常用字，停止使用异体字“確”。




洼（窪）。《说文》：“洼，深池也。”引申为低凹、小水坑。《庄子·齐物论》：“大木百围之窍穴……似洼者，似污者。”《说文》：“窪，清水也，从水、窐声。一曰，窊也。”（按“窪”的“清水”义可疑。《段注》：“未详。”《一切经音义》引作“小水也”。《玉篇》：“窪，牛蹄迹水也。”桂馥《义证》：“馥谓‘清’当为‘积’。”“窪”的第一义应为“积水小坑”。）“窪”又有第二义“低凹”（“窊也”）。《老子二十二章》：“窪则盈。”《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为“洼则盈”。可知“洼”“窪”二字古已相通，而“窪”并未完全替代“洼”字。《水浒传·第五十五回》：“扫尽水洼，擒获众贼。”《红楼梦·七十六回》：“山之低洼近水处，就叫凹晶。”“洼”和“窪”是古代常用异体字，现停止使用“窪”，只用“洼”。




小结：以上这类属于古本字的简化字共有72个，占有全部简化字（487个）的14.8%。












第二类 简化字是有根据的早出字




这类字都是在《简化字总表》制定前，就已在出版物、字书、碑帖或实物资料中出现过的，是前人创造使用的有根据的成果。下面按简化字与其相对繁体字的关联，分为假借关系和异体关系来解说。




（一）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早已有假借通用关系




历史上就有简化字通假为繁体字之例，现在使用它只是沿用古人的传统。这类字中，因假借用字也有其本义和引申义，因此我们得必须了解它们使用的范围、界限，不能认为简化字的所有用法原来都是用繁体字的。




坝（壩）。《玉篇》：“垻，蜀人谓平川曰垻。”川、滇、黔有些地方就把有小平原的地区称为坝。“壩”字后出，《集韵》：“壩，堰也。”（防水堤）二字曾通用。有用“壩”为“坝”的，如清阮元《西台》：“远见层坡近壩。”原注：“滇人呼岭路皆曰坡，凡平土皆呼曰壩。”也有用“坝”同“壩”的，《正字通》：“垻，障水堰。”这样，“壩”“垻”都同时具有山区平地和河堰两种含义，现只用“垻”，并依“贝”简化为“坝”。




板（闆）。民国24年《麻城县志续·方言》：“称店主人曰老闆。”《辞源》：“闆，1.pan。门中视。见《玉篇》2.ban。旧称店主人曰老闆，也作老板。”按，此词出自民间方言，旧时店铺关门时，门窗都用木板拼合，因此称店主人为老板。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先有词后有字。“板”作为常用多义字，很可能被人们首选，以后被文人改用笔画繁多的“闆”字。事实上民间流传的写法是“老板”。




别（彆）。《说文》无“彆”篆，《诗·小雅·采薇》：“象弭鱼服。”汉郑玄笺：“弭弓反末彆者。”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彆，《说文》：‘方血反。’”郑玄与许慎是同时代人，可见唐陆德明所见《说文》中本有“彆”篆，以后缺漏。《段注》据此补“彆”篆，并按《集韵》释为“弓戾也”（弓末端反曲处）。“彆”有执拗、别扭等引申义。明代《水浒全传》等已借“别”为“彆”。现在，“别扭”义上是“彆”的简化字。




丑（醜）。《说文》：“醜，可恶也。”引申为厌恶，可恥，为相貌难看。“丑”甲金文像爪之形，本义不详。（《说文》释义荒诞，不可取）古来只假借为地支第二位名称，以后也无他意。元乔孟符《金钱记》：“丑扮马求上。”明徐渭《南词序录》：“丑，以粉墨涂面，其形甚醜，今省文作‘丑’。”可知，对于戏剧中一种扮相难看的角色，元代已借用笔画少的“丑”字作为这种角色的名称。这时起‘丑’就有了“醜”的含义。《简化字总表》确定“丑”为“醜”的简化字，只是延续了古人用法，让“丑”字多了一个假借义。




担（擔）。“擔”篆作“儋”。《说文》：“儋，何也（负荷）。”《段注》：“儋，俗作擔。”《玉篇》：“担，拂也。”此义以后写作“掸”，“担”字不用。元《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中用“担”为“擔”。清《通俗编·杂字》：“担，俗以此通擔负之擔。”可见早已借无用的“担”为“擔”的简化字。




胆（膽）。《说文》：“膽，连肝之府（腑）。”“胆”字后出，有多个音义（见《广韵》《集韵》），但无用例。元以后通俗小说中已有用“胆”为“膽”之例，明《正字通》：“俗以胆为膽。”可见早已借用“胆”为“膽”了。




党（黨）。《说文》：“黨，不鲜也。”此义后作“曭”。古来用“黨”为地方基层组织名称，汉《释名·释州国》：“五百家为黨。”引申为亲族，同伙的人，党派。“党”字后出，先用为古民族名（党项，汉代西羌的一支）。作为姓，本亦作“黨”，《万姓统谱》：“党，与黨姓通，晋大夫黨姓之后也。”元代以来，《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等通俗小说，已用“党”为“黨”。现在把只用于姓氏的“党”作为“黨”的简化字。




灯（燈）。“燈”是“鐙”篆的俗体。《说文》：“鐙，锭也。”徐铉注：“锭中置烛，故谓之鐙。今俗作燈。”“灯”字后出，《玉篇》：“灯，火也。”音ding，此音义未见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已借“灯”为“燈”。《正字通》：“灯，俗燈字。”《字辨·体辨三（正俗字）》：“燈（正）灯（俗）。”现在把俗用的“灯”作“燈”的简化字。




淀（澱）。《玉篇》：“淀，浅水也。”（浅水湖泊）《说文》：“澱，滓滋也。”（沉积的泥滓）《句读》：“因之多泥之湖亦曰澱。……字又作淀。”晋郭璞《江赋》：“栫澱为涔。”李善注：“澱与淀古字通。”现以古通用的“淀”为简化字，具有沉淀和浅水湖泊（多用为地名）二义。




冬（鼕）。“鼕”是“”篆的简化。《说文》：“，鼓声也。”本音long，唐代改音dong，另出“鼕”字，韩愈《石鼎联句诗序》：“斯须，曙鼓声鼕鼕。”但同时也直用“冬”字。白居易《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叩门声冬冬。”可见，作为拟声词，音同即可，不必用表示鼓声的“鼕”字。（现也作“咚”）




干（幹）。“幹”是“榦”篆的简化。《说文》：“榦，筑墙耑（端）木也。”（《段注》补：“一曰本也。”）徐铉注：“今别作幹。”本义是树木的本、躯体。“干”在甲金文中，像狩猎用工具，也用为能攻击也能防卫的武器。在使用中，“干”一方面引申为触犯、冒犯，为追求，为涉及；另一方面由防卫引申为捍卫。借“干”为“幹”的最早用例是古语词“干支”。《辞源》：“干：（七），通幹。”“干支，古人用以纪年月日的十干、十二支的合称。……取义于树木的幹枝。”现延续古例，以“干”为“幹”的简化字。




（乾）。“干”又曾借为“乾”。《说文》：“乾，上出也。”《段注》：“此乾字之本义也，自有文字以后，乃用为卦名。而孔子释之曰‘健也’，健之义生于上出。上出为乾，下注则为湿，故乾与湿相对。”“乾”本义古代已用为八卦之一，音qian；也用为干燥，音gan。以“干”为“乾”的借字首见于汉刘煕《释名·释饮食》：“干饭，饭而暴（曝）乾之也。”清毕沅《疏证》：“干与乾音同得相假借。”现承古例，以“干”为“乾”（gan)的简化字。音qian的“乾”不简化。




按，“干”现为“幹、乾”二字的共同简化字，因三字历史上各有其长期用法，我们应当弄清现在使用的“干”的词语中，那些是“干”的本义和引申义，那些是哪个字的简化字。现将干、幹、乾三字历史上用法列举如下：




“干”：“干戈”“干城”用的是本义，“干犯，干预、干涉、干扰、干卿何事”用的是引申义，“干将”是古人名，也是其所铸宝剑名。这些都与被借二字（乾、幹）无关。




“幹”：“树干、骨干”用的是本义，“干吏、能干、干练、干部”和“干流、干线、干道”用的是引申义。




“乾”：“干湿、干燥、干粮、干瘪、干打垒、干电池”用的是本义，“干净、干笑、干薪、干杯”用的是引申义，“干妈、干儿”是民间用语。“乾坤、乾象（天象)、乾纲（君权、夫权）、古代年号都音qian。




谷（穀）。“穀”是粮食作物的总称，古时有养育、生、活、俸禄等引申义，又用为复姓“穀梁”。“谷”本义是山谷。古已有假借“谷”为“穀”之例。如汉陆贾《新语·慎微》：“捐骨肉，绝五谷。”又有用为引申义之例，如《诗·邶风·谷风》：“习习谷风。”孔颖达疏：“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风者，生长之风也。”现以“谷”为“穀”的简化字。“谷”字古来除“山谷”本义外，又有引申义，如成语“进退维谷”出自《诗·大雅·桑柔》，用“谷”比喻困境；针灸穴位的“合谷”。又古代少数民族“吐谷浑”的“谷”音yu。这些用例都与“穀”无关。




后（後）。《说文》：“后，继体君也。”《段注》：“后之言後也。先创之君在先，继体之君在後也。”《句读》：“后之为言後也，故经典借后为後。”“继体君”是后续的君主，即“后”字本身就有先后、前后含义。古来，“后”字早期用以称君主、诸侯，以后专称帝王之妻。先秦时已借“后”为“後”，《礼记·大学》：“知止而后有定。”朱熹注：“后与後同。”现以“后”为“後”的简化字。（“后稷”“后羿”是古人名，与先后无关。）




几（幾）。《说文》：“几，踞几也。”是古人席地而坐（踞）时所依靠的木器，引申义为搁放东西的茶几。《说文》：“幾，微也，殆也。”其本义及直接引申义秦代以后多借用“机（機）”字。“幾”则多用为再引申的几乎，多少、表不定数量等。宋代已有借“几”为“幾”之例，如王森《王公仪碑铭》：“几欲掩瘗。”现以“几”为“幾”简化字。（古书中“几杖”“几案”“窗明几净”用的是本义，与“幾”无关。）




据（據）。《说文》：“据，戟据也。”即拮据（喻艰难困顿，或境况窘迫）。又：“據，杖持也。”（本义是依仗，引申为占有，凭据）《段注》：“據，或作据。《扬雄传》：‘三摹九据。’晋灼曰：‘据，今據字也。’按，何氏公羊传注：‘據，亦或作据。’是假借拮据字。”“据”古来多用于“拮据”一词，亦借为“據”。《汉书·酷吏传赞》：“赵禹据法守正。”颜师古注：“据，音據。”现以“据”为“據”简化字。（“拮据”用的是本义，与“據”无关。）




腊（臘）。“腊”在《说文》中是“昔”的籀文，音xi，本义是干肉。“臘”本是冬至后的祭祀名，后用以称农历十二月。冬季醃制的肉叫“臘肉”。1932年顾雄藻《字辨·音辨三》：“腊，音昔，干肉也。俗讹作臘。”《辞源·肉部》：“臘肉，冬季醃制的肉类。腊肉为干肉，与臘肉不是一物。”由于近代民间不吃干肉，“臘肉”也可以写成“腊肉”。《溯源》：“这种用法最早见于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现以“腊”为“臘”简化字。




离（離）。《说文》：“離，離黄，仓庚也，从隹、离声。”《段注》：“今用鹂为鹂黄，借離为離别。”“離”一直使用假借义。《说文》：“离，山神兽也。”此义后作“魑”（chi），“离”又有li音，古已用同“離”，《晋书·宣帝纪》：“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離。”清武英殿刻本作“离”。《广韵》：“离，卦名。案，《易》本作離。”又《韵会》：“离，同離，卦名。”《篇海类编》：“离，亦作離。”多次见于字书，说明借“离”为“離”是古来通常用法。现以“离”为“離”的简化字。




里（裏）。《说文》：“里，居也。”指人居住的地方，引申为街坊，为长度单位。《说文》：“裏，衣内也。”《段注》：“引申为凡在内之称。”出土先秦义侯鼎铭中，“裏”作“里”。陈炜湛《古文字纲要》：“金文先作里，后加衣。”古也用“里”为“裏”，《素问·剌腰痛论》：“肉里之脉，今人腰痛。”王冰注：“里，裏也。”近代民间已常用“里”为“裏”。现假借“里”为简化字后，凡是不涉及“与外相对”的词，都是“里”本义和引申义的应用，与“裏”无关，如里弄、故里、里程、万里长征等。




帘（簾）。《说文》：“簾，堂簾也。”指挂着起遮挡作用的用具。“帘”字后出，是酒家悬挂的标志。唐刘禹锡《鱼腹江中》：“斜日青帘背酒家。”《广韵》有“帘，青帘，酒家望子”，又有“帘，幕也”。由此可知，宋代时“帘”已可以用同“簾”。民国顾雄藻《字辨·义辨五》：“帘、簾：酒家帜也，酒帘。门上幕曰门帘。”说明民间有混用二字的习俗。现以本义相近的“帘”为“簾”的简化字。




灵（靈）。“灵”是后出字，宋《广韵》：“灵，《字类》云：‘小热貌。’”此义未见使用。后因音同，假借为“靈”。明《正字通》：“灵，俗靈字。”顾雄藻《字辨·体辨三（正俗字）》：“靈（正）灵（俗）。”




蔑（衊）。《说文》：“蔑，劳目无精。……人劳则蔑然。”意为人因劳累或受伤而目不明，引申为没有、为小、轻视。《说文》：“衊，污血也。从血蔑声。”引申为污蔑。《韩非子·外储说》：“宋君无道，蔑污长老。”《汉书·文三王传》：“污衊宗室。”二书用字不同而含义相同。明《正字通》：“凡毁人善行，非其实而横诬之者曰污衊，通用蔑。”说明二字古已相通。现在以“蔑”为“衊”的简化字是假借法。不涉及“蔑”的其他用法（如轻蔑、蔑视、蔑以复加等）。




辟（闢）。《说文》：“辟，法也。”（音bi，有君王、征召、躲避等引申义）又：“闢，开也。”（音pi）先秦古籍中已多次用“辟”表示开、开拓义。如《荀子》：“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国语·晋五》：“晨往则寝门辟矣。”《诗·大雅·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清代以来，也有使用之例。如蒲松龄《聊斋志异·山魈》：“俄而房门辟矣。”鲁迅《书信·致李烨》：“可另辟一境界也。”现以“辟”为简化字，是古来用例的继承。必须注意“闢”只有开、开拓、排除等义，没有“辟”的bi声和其他字义，如“君主”义的“复辟”，“躲”义的“辟嫌”，“刑法”义的“大辟”。（去除，排除义的“辟邪”有bi、pi二音、词义有差别。“辟谣”词本用闢，音pi。）




苹（蘋）。“苹”古有二义。（1）《说文》：“苹，蓱也，无根，浮水而生者。”又有同义的“蓱”“萍”二篆，以后“萍”为常用字。（2）《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郑玄笺：“苹，藾萧（青蒿）。”此义只见于《诗》，以后未见使用。“蘋”本是“薲”的后出字。《说文》：“薲，大蓱也。”《玉篇》：“蘋，大萍也。”“蘋果”是外来植物，《汉语外来词词典》：“苹果。一种水果……又作频果，频婆罗……（共九名）源自梵文。”由《中华大字典》和《辞源》中“蘋”字无“蘋果”义可知，“蘋果”是现代新出的同音假借字。现以“苹”为“蘋（果）”的简化字，只不过改用少笔画的，实际上不再使用的“苹”字而已。同时，仍保留“蘋”字本义（田字草）的使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都有单独的“”字。《诗·召南·采蘋》：“于以采蘋。”宋玉《风赋》：“起于青蘋之末。”都指大萍，即田字草，不能简化为苹。




仆（僕）。《说文》：“仆，顿也。”本义为以头碰地（如“顿首”），引申为向前倾倒。《说文》：“僕，给事者。”本义是侍从，供役使的人，古时曾用为自己的谦称，用为官名（如太僕，僕射）。“因仆、僕音近，所以仆被用来代替僕。这种用法最早见于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溯源》）现以“仆”为“僕”的简化字。但成语“前仆后继”用的是“仆”的引申义，也作“前赴后继”，与“僕”字无关。




朴（樸）。《说文》：“朴，木皮也。”又：“樸，木素也。”指未经加工成器的木材，引申为真实、本质、质朴。古已借“朴”为“樸”，如《老子》：“朴散则为器。”《庄子·山水》：“其民愚而朴。”作为“樸”的简化字“朴”音pu。“厚朴”用的是本义，《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如古注：“朴，木皮也。此药以皮为用而皮厚，故呼‘厚朴’云。”；“朴刀”是宋代使用的兵器，音po。用为姓的“朴”音piao。都与“樸”无关。




洒（灑）。《说文》：“灑，汛也。”《段注》：“凡扫者先灑。”桂馥《义证》：“《通俗文》：‘以水掩尘曰灑。’谓以水灑散之也。”《说文》：“洒，涤也。从水西声。古文用为灑扫字。”《段注》：“凡言某字‘古文以为某字’者，皆谓古文假借也。”即“洒”的本义是洗涤（音xi），在古文中已假借为“灑”。《诗·唐风·山有枢》：“弗洒弗扫。”毛传：“洒，灑也。”《辞源》：“洒sa，分散落下。同灑……按，洒、灑古今字。《周礼》《毛诗》《古论》作‘洒’，《三家诗》《鲁论》作‘灑’。”“洒”因本义已改用“洗”字，“洒”成为“灑”的常用异体字，音也改为sa。以后在“分散落下”的引申义上，二字通用，如“灑落”也作“洒落”，“灑脱”也作“洒脱”，“潇灑”也作“潇洒”。现依古来常例，用“洒”不用“灑”，作为简化字。（“洒”因使用更广泛，在古书还有其他音义，都与“灑”无关。五代、宋以后，北方人称自己为“沙家”，通俗文学作品作“洒家”。）




沈（瀋）。“沈”的甲骨文像牛淹没于水中，本义是“沉没”。“沈”在使用中又有深、重、降等引申义，音chen；又作为诸侯国名、地名、人姓，音shen。现代为了区别不同音义，前者用异体字“沉”字，后者用“沈”字。“瀋”本义是汁液（《说文》：“瀋，汁也。”）先秦时已假借“沈”为“瀋”。《礼记·檀弓》：“为榆沈。”汉郑玄注：“以水浇榆白皮之汁。”陆德明《经典释文》：“沈，本又作瀋。”《集韵》：“瀋，《说文》：‘汁也。’或作沈。”“瀋”以后主要用于地名（辽宁有瀋水，辽金时设立瀋州，元明时称瀋阳），新中国成立前，当地人已把本地写成“沈阳”。现以只用为姓的“沈”作只用为地名的“瀋”的简化字。（古书中用“沈”的词语，现在改用“沉”，音chen，如沉重、沉淀、沉浮、沉痛、沉寂、深沉、沉思、沉鱼落雁等。）




松（鬆）。《玉篇》：“鬆，乱髮貌。”引申为松散（与“紧”相对）。曾引申为“不中用”（明汤显祖《南柯记·启寇》：“有这样一个鬆驸马。”）。“松”是常绿乔木，因其经冬不凋、树龄长久，常用以喻坚贞，祝寿考。清代出现假“松”为“鬆”，《字汇补》：“松，与鬆同。”清代初期的《目连记弹词》中有（《溯源》）。现以“松”作“鬆”的简化字。（现在“松”的“松口”“松手”“松弛”“松软”“松懈”“肉松”等用语，在古书中未见用“鬆”之例，当是近代的用法。）




台（臺）。《说文》：“臺，观，四方而高者。”指高而上平的四方形土筑物，引申为古代中央官署名。《说文》：“台，说也。”《段注》：“台说者，今之怡悦字。”本义是喜悦，音yi，后作“怡”。“台”古又用为三台（星名）的简称，音tai。“三台”又用来称朝廷之最高官员，也作“三臺”，引申之，对人尊称之词如台甫、兄台，也用“臺”字。又，“擡”又作“抬”（《辞源》：“抬，本作擡。”），“檯”又作“枱”（《汉语大字典》：“枱，同檯，桌类。”）。因二字曾通用，现以“台”为“臺”简化字。（注34）




（檯）“臺”。由高而平的建筑引申为高而平的家具。唐韩渥《席上有赠》：“好将心力事妆臺。”以后出现表此义的分别字“檯”，《中华大字典》：“今俗谓桌曰檯。”《辞源》：“檯，今称几案为檯。”《汉语大字典》中“檯”“枱”出于明代出版物，未见于字书。可知“檯”是明代出的俗字。现依其本字简化为“台”。




听（聽）。《说文》：“聽，聆也。”又：“听（音yin），笑貌。”辽代李三畋《张绩墓志铭》中书写“廳”为“厛”，可见当时已借“听”为“聽”。《正字通》：“听，俗借为聽字，省文。”（按，当是明代俗字“”的省写。《刘知远诸宫调》：“你祝付。”）现承古例，借“听”为“聽”的简化字。（古书中，“听”有使用本音义之例，如《史记·司马相如传》：“无是公听然而笑。”）




痒（癢）。《说文》：“痒，疡也。”本义是痈疮，后借用“疡”字。《诗》《礼记》《周礼》中都有“痒”，指病害，是引申义。搔痒的痒，篆字作“蛘”。《说文》：“蛘，搔蛘也。”此字少用，古已假借“痒”字。汉《金匮要略》：“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华佗《华氏中藏经》：“内虚而外实者，多痒而少痛。”《玉篇》：“痒，痛痒也。”古也有借“养”字之例。“癢”字后出，《集韵》：“痒，肤欲搔也，或作癢。”由知可知，“痒”早已假借为“蛘”，以后才出现改用繁体声旁的“癢”。现恢复古例，以“痒”为简化字。先秦古书中，“痒”有用为本义及引申义之例，要仔细辨别。




义（義）。“义”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75年《简化字表》都收入了“义”字。（《溯源》）按，古书中有“乂”。《说文》：“乂，芟草也。刈，乂或从刀。”本义后作“刈”，本字则由割草引申为治理，为安定，为才德过人。《书·皋陶谟》：“俊乂在官。”孔颖达疏：“马（融）、王（肃）、郑（玄）皆云：‘才德过千人为俊，百人为乂。’”“義”有相同用法，宋洪迈《容斋随笔》：“至行过人曰義，義士、義侠、義姑、義夫、義妇之类是也。”“義”和“乂”都有“过人”之意，窃以为“义”当是借“乂”之形加上一点以别之。




药（藥）。“药”古有二义：（1）白芷。屈原《九歌·湘夫人》：“辛夷楣兮药房。”注：“药，白芷也。”《广雅·释艸》：“白芷，其叶谓之药。”（2）花中雄蕊生出花粉的部分叫药。近代把“药”用同“藥”。顾雄藻《字辨·体辨三》：“藥，正；药，俗。”《中华大字典》：“药，俗作藥省，非。”《辞源》：“药，藥的省写。”现将俗字转正，以“药”作“藥”的简化字。




佣（傭）。《说文》：“傭，均，直也。”本义是均等，公平，此义少用。古来多用同“庸”，有平庸，被雇用为劳动者（仆役）等义，又引申为雇用劳动者，工钱。“佣”字近代出现，《辞源》未收，只在“用”字下有“用钱，旧日商业用语，即经纪人的酬金。也作‘佣钱’”。近代民间称家中仆人为“用人”，也写作“佣人”。“佣”是近代人所造的“用”的分化字，含雇用之意。现借字义相近的“佣”作“傭”的简化字，具有雇用和被雇用的人之意。（“佣金”本作“用金”、“用钱”是近代使用词，不是“傭”的简化字。）




郁（鬱）。“鬱”本义指茂盛貌，又是香草名（本是两个不同的篆字，以后合而为一。见注35）。引申为幽深、为蕴结、阻滞、为忧闷。“郁”本是地名，又用为姓。在古书中，“郁”有多个假借义，而假借为“鬱”是最早最多的。如《史记·司马相如传》：“郁郁菲菲，众香发越。”（“郁郁”为香气发散）《论语·八佾》：“郁郁乎文哉。”（此“郁郁”有茂盛义，表示文采盛貌）晋孙楚《笑赋》：“怫鬱唯唯转，呻吟郁伊。”（“郁伊”意为忧闷，也作“鬱伊”）晋左思《蜀都赋》有“郁毓”（盛多貌），三国魏曹植《洛神赋》有“郁烈”（形容香气浓盛），宋《文苑英华·王起〈东郊迎春赋〉》有“郁霭”（形容云盛）。由上可知，“郁”假借为“鬱”古已成风，现承古例，以“郁”为简化字。（古有假借“郁”为“彧、薁、燠”之例，要仔细辨别）。




余（餘）。《说文》：“餘，饶也。”本义是丰足，宽裕，引申为剩余、其他的。在《说文》中，“余”释为“语已词”，未见用例。《甲骨文字典》：“余象以木柱支撑屋顶之房舍，为原始地上住宅，卜辞借为第一人称代词。”先秦古籍中已借“余”为“餘”。《周礼·地官·委人》：“凡其余聚以待颁赐。”郑玄注：“余当为餘。”以后亦有此用例，《清平山堂话本》：“这奚宣赞年方二十余岁。”现代除了“余”姓，已不再用“余”为第一人称代词。因此，假借“余”表示“餘”的本义及引申义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在书写古文时，应按《简化字总表》的规定：“在余和餘意义可能混淆时，仍用餘。如文言句“餘年无多”。在古代，“余”曾用为地名：梼余（tu）山，余（xu）吾水。




园（園）。《说文》无“园”字。《庄子·齐物论》：“五者园而几向方矣。”《经典释文》：“园，崔音刓。司马云，圆也。”《玉篇》：“园，削也。也作刓。”“园”本义是削去棱角使成为圆状物，音wan。以后多用“刓”字，少用“园”字。宋元以来，通俗文学中已假借“园”为“園”，如《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三国志平话》等（《宋元以来俗字谱》）。现代民间曾用“园”为“園”和“圆”，比较混乱，现以“园”为“園”简化字“圓”简化为“圆”。




愿（願）。《说文》：“願，大头也，从页原声。”（“页”本义是“头也”）此义未见用例，先秦古籍中都假借为心愿，愿意，思念。《说文》：“愿，谨也。”义为谨慎，老实，此字在汉代以后很少使用。1934年顾雄藻纂辑的《字辨》的《义辨一（音义相似）》一章中列有“愿、願”。说明当时人“行文则随手拈来，只求音似，不须字确”（见《字辨·自序》）已有用“愿”为“願”之例。按，古人曾先假借“”字，以后为了简化，又改借“願”字，并进一步更改了先秦古籍中的所有“”字（这点已由汉及汉以前的实物证实）。现沿用近代习俗，另假借形旁更切合的“愿”字。《改并四声篇海》引《龙龛手鉴》：“，古文願字。”按，“原”是由篆字“厡”隶变省减而成，“”“愿”是同一字，可知“愿”字古已用同“願”。（注36）




征（徵）。《说文》：“徵，召也。”本义是征召，引申为征收、租税、寻求、证验。《说文》：“征，正行也。”本义是远行，引申为征伐。先秦古籍中已借“征”为“徵”。《孟子·梁惠王》：“关市讥而不征。”《孟子·尽心下》：“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前例为征收，后例为赋税。现以“征” 为“徵”的简化字，承“徵”的征召、征收、征求、征验、征候等义，而远行、征伐等是“征”的本来字义，古来都与“徵”字无关，如万里长征、南征北战。




证（證）。《说文》：“證，告也。”此义少用，古多用其假借义验证、证据。《说文》：“证，谏也。”此字使用不多。唐代已用同“證”。《敦煌变文集·妙法莲华经讲经文》：“西方净土証无生。”《段注》：“今俗以証为證验字。”《正字通》：“証，与證通。”现以简化偏旁类推为“证”。（参见注42）




只（祇）。《说文》：“只，语已词也。”语气词，多见于先秦诗词，后世少用。《段注》：“宋人诗用‘只’为‘祇’，但也。今人仍之。”（如王安石的“钟山只隔数重山”，苏轼的“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在宋代以前已有此例。南朝梁刘孝标在《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晋阳秋》：“我只见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见人送汝作郡。”唐贾岛《寻隐者不遇》：“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古来表示副词的“祇”“衹”“秖”都是假借字。（《说文》中，“祇”本义是地神，音qi；“衹”本义是橘红色丝织品，音ti。“秖”见《玉篇》，本义是豰始熟，音zhi。《段注》“衹”：“凡古语词皆取诸字音，不取字本义，皆假借之法也。”）与“只”的区别是，使用得较早（“祇”初见于《诗》，“衹”初见于《左传》，“秖”初见于《汉书》。后来又有近似字。）后人以为是本字，是一种误解。现用“只”而不用三个繁体字，只不过是在使用过的假借字中选取笔画少的而已。（这种做法在历史上已有先例，如前述的“页”“帅”二字。）（注37）




（隻）。《辞源》：“只，量词，同隻。”说明民间已用“只”为“隻”，只是没有文字记录。《溯源》：“把‘只’作为‘隻’的简化字，最早见于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




筑（築）。《说文》：“築，（捣）也。从木，筑声。”本义是捣土使之坚实（捣土所用之杵，亦称“築”）引申为建造。《说文》：“筑，以竹曲，五弦之乐也。”“筑”是古代击弦乐器，用竹尺击弦成曲。《战国策·燕策三》：“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古已有把“築”写成“筑”之例。出土《睡虎地秦简》：“可以筑羊卷（圈）。”《书·金縢》：“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築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築，本亦作筑。”现以早已不用的乐器“筑”为“築”的简化字。




（二）简化字是繁体字省去笔画的异体字




汉字古来就有省笔的写法，即在原来字形结构上作部分省略。在篆字中就有不少，如《说文》：“孝，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家，从宀，猳省声。”隶变后也有过这样的省形字，现在在其中选取了一部分作为简化字。




1.省去左右上下




如：“务”是“務”省去左边，“亲”是“親”省去右边，“画”“恳”“雾”都是上下省去一部分，“独”是省去小半，“声”是省去大半。




宝（寶）。《说文》：“寶，从宀，从玉、贝、缶声。”汉代中山王印篆已作“宝”。《中华大字典》：“宝，俗寶字。”（《说文》：“寚，古文寶省貝。”）




缠（纏）。宋《广韵》中“纏”有俗字“緾”。《中华大字典》：“緾，纏省字，见《集韵》。”“厘”曾是“廛”的俗字（见《篇海类编》《正字通》），又是“釐”的省形字（见《篇海类编》），有chan、li二音。《简化字总表》在采用俗字时，为避免读错字音，因“廛”曾有异体“”（《集韵》：“廛亦作。”），定简化字为“缠”，又加注：“缠：右从，不从厘。”




触（觸）。《宋元以来俗字谱》：“觸，《岭南逸事》作触。”




籴（糴）。唐《干禄字书》中“糴”有俗字“籴”。《广韵》：“糴，市谷米。籴，俗。”《中华大字典》：“籴，糴省字。见《集韵》。”（参见“粜（糶）”）




点（點）。明《薛仁贵跨海东征白袍记》有。《中华大字典》：“点，俗點字。”




独（獨）。《宋元以来俗字谱》：“獨，《列女传》《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作独。”《中华大字典》：“独，獨俗字。”




妇（婦）。“最早见于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收入‘妇’字。”（《溯源》）




广（廣）。“‘广’最早出现在1935年《简体字表》中。”（《溯源》）按，《说文》有“广”，义为依山建造的房屋，音yan。以后单字不用，只用为部首。现以“广”为“廣”简化字，不会引起误解。




沪（滬）。“‘沪’字最早见于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溯源》）




画（畫）。《说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笔）所以畫之。”隶变时，省去“田”的左右两界，简化为“畫”。以后又出现省去“聿”而保留有四界的“画”。《字汇·田部》：“画，与畫同。”《中华大字典》：“画，同畫，绘也。见《字汇》。”




际（際）。“‘际’最早见于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溯源》）




茧（繭）。“‘茧最早见于1949年《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溯源》）按，“茧”也可能是以“虫在艸中（结茧）”会意的新字。




节（節）。《说文》：“節，竹约也。”本义是竹节，有多个引申义，其中之一是符节（古代朝廷用作凭证的信物）。如《周礼·地官·掌節》：“守邦国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道路用旌節。”《说文》：“卪，瑞信也。守国者用玉卪，守都鄙者用角卪……道路用旌卪。”（此篆隶后作“卪”，用为偏旁部首作“卩”。）《玉篇》：“卪，瑞信也。今作節。”可知，“卪”是“節（符節）”的本字。在其上加“艹”字头，是因为在隶变中艸、竹不分，“節”也写作“莭”。居延汉简中有接近“节”的写法。“印刷物中的‘节’最早见于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溯源》）




竞（競）。初见于唐《敦煌变文集补编》。（《溯源》）




旧（舊）。宋黄庭坚《山谷外集·六》：“笑谈与世殊臼科。”“臼科”比喻陈旧的格调，可见“舊”能省去上部。王羲之父子、唐李邕，元赵孟行书中“舊”的下部写成“旧”。辽《龙龛手鉴》：“旧，其九切。”（音同，缺义）。元《京本通俗小说》中已有“旧”用为“舊”之例。（《溯源》）




壳（殻）。清《字汇补》：“壳，殻字省文。”（字的中间留有一短横，后省去）《字辨·体辨三（正俗字）》：“殻（正），壳（俗）。”“‘壳’最早见于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化字表》。”（《溯源》）




恳（懇）。“‘恳’最早见于明代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1935年《简化字表》收入‘恳’字。”（《溯源》）




亏（虧）。《说文》：“虧，气损也。从亏，雐声。”又：“亏，于也。”“亏”隶变作“于”，也作“亐”。“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中有‘亐’。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收入了‘亐’字。”（《溯源》）现《简化字总表》依篆文作“亏”。




累（纍）。《说文》无“累”字，但先秦古书中多见，且有多音多义，清代学者有分析解说。《说文》：“纍，缀得理也（相连缀得有条理）。一曰，大索也。”《段注》对前一义释为“连缀，有条不紊”，对后一义注为：“《论语》作‘缧’，字之误。亦误作‘累’，《孟子》‘系累其子弟’是。”《句读》注基本相同，只是认为是“省作累”。“纍”又有假借义：（1）《说文》：“絫，增也。”《段注》：“凡增益谓之积絫。絫之隶变作累，累行而絫废矣。”《句读》：“汉《司马相如传》：‘絫台增成。’颜注：‘絫，古累字。’案，今作累者，乃借纍为之，又省之也。”（2）《说文》：“儽，垂貌。一曰，嬾解（懒懈）。”本义是困乏、颓丧。《句读》：“《玉藻》‘丧容纍纍。’案，纍盖儽之省，有忧者垂头丧气也。”“累”作为“纍”的省形字，古来就具有连续、牵连、连累、绳索和堆积、疲困等“纍”的本义和假借义，汉代以后，成为接替“纍”的常用字。现在以“累”为“纍”的简化字，只是古人用例的延续。（汉代及以前，“纍”又有“盛甲的器具”和“无罪而被迫致死”等用例，未见用“累”之例。）（注38）




类（類）。《改并四声篇海》引《俗字背篇》：“类，同類，义同，俗用。”《字汇补》：“类，同類。”《中华大字典》：“类，同類，见《五音篇海》。”“類”省去右边后又省去一点，下从大，不从犬。




么（麽）。“麽”本作“麼”，《说文·新附》：“麼，细也。从幺，麻声。”《说文》：“幺，小也。”音yao。“么”是“幺”的俗字，《古今韵会举要》：“幺，今俗作么。”“么（幺）”、“麽”是同义异音字，古时曾有“幺麽”一词（微小，多指微不足道的人）。唐宋以后，“麽”主要用为语气词，再以后，“么”被俗用为“麽”。“明代的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中，开始出现以‘么’代‘麽’的用法。印刷物中最早出现这一用法的是清刊《金瓶梅奇书》。1932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以‘么’为‘麽’的简化字。”（《溯源》）按，在1949年前，中学生在笔记中普遍用“么”。




庙（廟）。《说文》：“廟，尊先祖貌也。庿，古文。”（金文中有写作“庿”的）《仪礼·士昏礼》：“主人迎宾于庿门外。”后中间又被省去作“庙”。《字汇》：“庙，俗廟字。”《字辨·体辨三》：“廟（正），庙（俗）。”




亩（畝）。“畝”篆作“畮”。《说文》：“畮，……畞，畮或从田、十、久。”隶变时，由或体写成“畝”。“‘亩’最早见于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溯源》）




恼（惱）。“‘恼’最早出现在清代初年刊行的《目连记弹词》上，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收入了‘恼’字。”（《溯源》）




脑（腦）。“‘脑’最早出现在清代初年刊行的《目连词弹词》上，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收入了‘脑’字。”（《溯源》）




亲（親）。金《改并四声篇海》引《俗字背篇》：“亲，与親义同。”




扫（掃）。“掃”篆作“埽”，后“埽”用为治河工程的设施，另出“掃”字。《集韵》：“埽，或从手。”“‘扫’最早见于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将‘扫’字收入。”（《溯源》）




声（聲）。金《改并四声篇海》引《併了部头》：“声，音聲，俗用。”《中华大字典》：“声，俗作聲字，见《字汇》。”




双（雙）。明《字汇》：“双，俗雙字。”《辞源》：“双，雙的简体字。宋刊本《古列女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雙’多作‘双’。”按，“雙”篆以又（手）持两隹会意，曾有异体字“”，其下部就是“双”。




虽（雖）。元明时《太平乐府》《目连记》《金瓶梅》《岭南逸史》等“雖”均作“虽”。（《宋元以来俗字谱》）




坛（壇、罎）。《说文》：“壇，祭场也。”古代用于祭祀的人工所筑土台，后也泛指土台。“罎”，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器，本作“壜”，以后曾有墵、等异体字。其中“”字二用：元尚仲贤《单鞭夺槊》：“赏你一只羊、两酒。”用为“罎”；明《八义记·宣子争朝》：“台上弹打人。”用为“壇”。可见，壇、罎二字早已有共用一个简体字的先例。“‘坛’最早见于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1935年《简体字表》也以‘坛’作为‘壇’的简化字。”（《简化字溯源》）现《简化字总表》依先例以“坛”为“壇”“罎”二字共用的简化字。（按，“罎”本作“壜”，古已省形为“墵”，现在也可以说省形为“坛”。）




条（條）。《字辨·体辨三》：“條（正），条（俗）。”《中华大字典》：“条，俗條字。”




粜（糶）。唐《干禄字书》中，“粜”是“糶”的俗字。《字汇补》：“粜，《广韵》与糶同。”（《广韵》中字作“”，《康熙字典》引作“粜”。）在《说文》中，“糴”为“从入，从（榖物）”的会意字，“糶”为“从出，从” 的会意字。买是入，卖是出。现简化为“籴”“粜”，也可以说是会意字。




务（務）。“‘务’最早见于元代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溯源》）




雾（霧）。“‘雾’最早出现在元代刊行的《古今杂剧三十种》上。”（《溯源》）




县（縣）。元明《通俗小说》《金瓶梅》已有省去半边的“県”字。后又简化为“县”，“最早见于明代的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溯源》）




爷（爺）。“‘爷’最早出现在清代初年刊行的《目连记弹词》上。”（《溯源》）




医（醫）。“‘医’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溯源》）（《说文》：“医，盛弓弩矢器也。《国语》曰：‘兵不解医。’”《段注》：“今《国语》作翳，假借字。”此字以后废弃不用。）




杂（雜）。“‘杂’最早见于1936年陈光尧《常用简字表》。”（《溯源》）按，汉隶中“雜”曾写作“雑”，明《字汇》：“雑，俗雜字。”现取其左半而为“杂”。




凿（鑿）。“鑿”的上部左边是上“丵”下“臼”，后出异体字上部左边已省去“臼”，写成“”。（见《急就篇》）“1936年陈光尧《常用简字表》收入‘凿’字。”（《溯源》）




烛（燭）。“‘烛’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收入了‘烛’字。”（《溯源》）按，《中华大字典》：“烛，同爞……俗借作燭字，非。”说明当时民间已有写“燭”为“烛”的习惯。




准（準）。《说文》：“準，平也。从水，隼声。”本义是如水之平，引申为标准、准则、确切、准许。汉代出现省写的“准”字，如《桐柏庙碑》：“准则大圣。”《玉篇》：“准，俗準字。”唐、五代起，公文中表示许可、依照等意思时，为了方便、快捷，把“準”字换成简化的“准”字。对此，前人有不同的解释。《段注》：“準，《五经文字》云：‘《字林》作准。’按古书多用‘准’，盖魏晋时，恐与‘淮’字乱，而别之也。”又，《正字通》：“準，或谓宋寇準为相，行文书不敢成字，去其‘十’则嫌于‘淮’，故改氵为冫。”“准”是只用为官府批语的俗字，在正式书文中仍用“準”。现在把这个通用久远的俗字，规定为“準”的简化字。




浊（濁）。“‘浊’最早出现在元代刊行的《古今杂剧三十种》上。”（《溯源》）




总（總）。在南京的明代城墙砖上有“总”字。“‘总’最早出现在明末的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和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上。”（《溯源》）按，“總”有异体字“総”。古人写字厶、口不分，“忩”也可写成“总”。




2.省中间，留外廓




夺（奪）。“‘夺’最早见于明代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清代刊行的《岭南逸史》中也使用了‘夺’字。”（《溯源》）




堕（墮）。《隶辨》：“东汉《陈球后碑》有‘堕我梁’。”《龙龛手鉴》：“堕，同墮。”（“隋”sui作为东周诸侯国名，也省写作“陏”。）




粪（糞）。敦煌汉简有此字。“糞”的篆字是双手推畚除屎的会意字。本义是弃除。隶变为由“米、田、共”三个不相干的字构成的“糞”，现省去中间仍保持总体外形。




奋（奮）。《宋元以来俗字谱》：“‘奮’，《岭南逸史》作‘奋’。”




随（隨）。汉代隶书中，“隨”已写作“随”，六朝诸碑中有楷字“随”。《字辨·体辨三（正俗字）》：“隨（正），随（俗）。”按，篆字是“从辵、隋声”，隶变后，把辵旁移入作“隨”。后因“隋”省写作“陏”而形成“随”。（参见堕）




压（壓）。“‘压’最早见于1935年《简体字表》。”（《溯源》）




厌（厭）。“‘厌’最早见于1936年陈光尧《常用简字表》。”（《溯源》）




隐（隱）。出土睡虎地秦简、《老子》帛书、定县竹简及汉《曹全碑》中，“隱”省作“隠”。金元好问、元张宪的诗中作“隠”。汉武威简、六朝诸碑中作“隐”。《中华大字典》：“隐，隠俗字。见《字学举隅》。”（按，在书法上“爫”经常简化，如“爭”在隶书行书中常写作“争”。）




（三）简化字是改变本字偏旁的异体字




1.繁体字改用简化的偏旁（大部分是改变声旁的形声字，变后仍起表音作用，有几个会意字“辞、乱、断、继、联”变后无法表义。）




碍（礙）。《说文》：“礙，止也。从石，疑声。”本义是阻止，引申为限制、障碍、妨碍。唐代已有“碍”字，唐齐已《船窗》：“举头还有碍，低眼即无妨。”《正字通》：“碍，俗礙字。”（《集韵》：“礙，《说文》：‘止也。’《南史》引《浮屠书》作‘’。”《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四年》：“九月丙午，设无大会于太极殿。”胡三省注：“，与礙同，释氏书也。”佛教书籍用“”为“礙”，后人又承“礙”增加“石”旁作“碍”。）《字辨·体辨三（正俗字）》：“礙（正），碍（俗）。”




袄（襖）。明《正字通》：“襖，俗作袄。”《中华大字典》《辞源》：“袄，襖俗字。”




帮（幫）。“幫”曾有简体字“幇”“幚”。《字辨·体辨三（正俗字）》：“幫（正），幇、帮（俗）。”“‘帮’字最早出现在太平天国印书中。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收入了‘帮’字。”（《溯源》）




宾（賓）。“‘宾’字最早出现在清朝刊行的《岭南逸史》上。”（《溯源》）




称（稱）。“稱”在唐代已有异体字“穪”，以后依“爾”也作“尔”，写成“称”。宋朱熹有草书“称”。元明《列女传》《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中“稱”作“称”。（《宋元以来俗字谱》）




惩（懲）。“‘惩’最早见于太平天国文书。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了‘惩’字。”（《溯源》）（参见“征（徵）”）




聪（聰）。汉代隶书中，“聰”亦写为“聡”。（《玉篇》：“聡，聰的俗字。”《字汇》：“忩，与悤同。”）楷化后写成“聪”。“最早出现在清代刊行的《岭南逸史》上。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收入了‘聪’字。”（《溯源》）




递（遞）。《玉篇》：“遞，远也。递，同上。”《集韵》：“遞，更易也。或从弟。”《中华大字典》：“递，同遞。”




坟（墳）。“‘坟’最早见于太平天国文书。1935年《简体字表》收入了‘坟’字。”（《溯源》）




肤（膚）。《玉篇》：“膚，皮也。肤，同上。”《广韵》：“肤，同膚。”《中华大字典》：“肤，同膚。”（按，“膚”的篆字是“盧省声”，作为声旁而音不同，改用同音的“夫”作声旁就便于识读。）




盖（蓋）。汉《张迁碑》《赵宽碑》有“盖”隶字，六朝诸碑有“盖”楷字。《中华大字典》：“盖，蓋俗字。见《正字通》。”《辞源》：“盖，蓋的俗体字。”




构（構）。《正字通》：“构，俗構字。”《中华大字典》：“构，同構，楮木也。见《篇海》。”（“構”本义是“架屋”，有结构和构造义，又用为楮树的别称。）




柜（櫃）。“因一些方言中櫃、柜读音相同，所以将‘櫃’也写作‘柜’。这种用法最早见于清刊本《金瓶梅奇书》。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以‘柜’作为‘櫃’的简化字。”（《溯源》）按，江浙方言中把“櫃”称为ju。又，《说文》有“柜”篆，后作“榉”，“柜”字不用。




价（價）。《说文新附》：“價，物直也。（物之所值，价值）”《说文》：“价，善也。”音jie，少用。顾雄藻《字辨·体辨三（正俗字）》：“價，价（价同介，今俗價）。”“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以‘价’作为‘價’的简化字。”（《溯源》）




硷（鹼）。近代出现“鹼”的简体字“碱”“礆”。《中华大字典》：“碱，鹼俗字。”又，“礆，同險，见《字汇》。（俗误以为鹼字，非）”《简化字总表》依简化偏旁类推为“硷”。按，现习惯通用“碱”字，“硷”字实际不用。




惊（驚）。“驚”本义是马惊骇，历来字典都归在“马部”。现代群众认为，惊和怕、惧、恐都是心理活动，就造出了心形京声的“惊”字。“最早见于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溯源》）




惧（懼）。清龙启瑞《字学举隅·正讹》：“惧，懼的俗字。”顾雄藻《字辨·体辨三（正俗字）》：“懼（正），惧（俗）。”《中华大字典》：“惧，懼俗字，见《字学举隅》。”




块（塊）。“‘块’字最早见于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溯源》）（“夬”有guai、jue二音）




联（聯）。“‘联’字最早见于清代刊行的《岭南逸史》。1935年《简体字表》将‘联’字收入。”（《溯源》）按，“關”字的内部与“聯”字偏旁同形。《玉篇》已有俗字“関”，近代成为常用字。“聯”简化为“联”当是依此类推。




怜（憐）。唐韦应物《休暇东斋》：“扪竹怜芬污。”《集韵》：“憐，《说文》：‘哀也。’或作怜。”




粮（糧）。《墨子·鲁问》：“取其狗豕食粮衣裘。”汉《礼器碑》《韩碑》上都有隶字“粮”。《玉篇》：“糧，谷也。粮，同糧。”




邻（鄰）。“鄰”亦作“隣”。《广韵》：“鄰，俗作隣。”明代已有简体的“阾”，郑之振《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东舍与西阾。”可知声旁可改用“令”。“‘邻’最早见于1936年陈光尧的《常用简字表》。”（《溯源》）




庐（廬）。《宋元以来俗字谱》：“‘廬’，《列女传》作‘庐’。”按，户、廬叠韵，可通假。又，“廬”本义是崖旁小屋，是“广旁盧声”的形声字。改为“庐”可能是“户在崖下”的会意字。（参见“广（廣）”）




炉（爐）。《篇海类篇》：“炉，俗爐字。”




芦（蘆）。明《字汇》：“芦，俗以芦为蘆。”（《说文》：“芐，地黄也。”因音hu，与声旁不合，曾出异体字“芦”，但未见使用。）




驴（驢）。金《改并四声篇海》引《俗字背篇》：“馿与驢同，俗用。”《字汇》：“馿，俗驢字。”《简化字总表》依简化偏旁类推为“驴”。




霉（黴）。《说文》：“黴，物中久雨青黑。从黑，微省声。”（衣物因久雨潮湿生黑点）宋周密《苹州渔笛谱》：“虹雨霉风。”《正字通》：“霉雨善污衣服，故又云‘霉涴（污）’，义与黴通。”《中华大字典》：“霉，梅雨也。（引《正字通》）今俗语谓潮湿污点，通曰霉。”（按，把笔画多、看不出是形声字的“黴”改成易理解的“霉”。）




梦（夢）。《宋元以来俗字谱》：“‘夢’，《太平乐府》《白袍记》《目连记》《岭南逸史》中作‘梦’。”《中华大字典》：“梦，夢俗字。见《字汇》。”




拟（擬）。“‘拟’最早出现在1935年的《手头字第一期字汇》和《简体字表》上。”（《溯源》）




签（籤）。《说文》：“籤，验也。一曰锐也，贯也。”《系传》：“籤出其处为验也。”“籤”有标识义，引申为在简札上、竹片上写文字作标识，小竹棍削尖也叫“籤”。“簽”字后出，宋代开始用同“籤”，《篇海类编》：“簽，簽书文字也。”《正字通》：“簽，同籤。”二字长期通用，但使用上也有区别。（喜欢用繁体字的人应注意）现在用“簽”不用“籤”，又因简化的“佥”简作“签”。




迁（遷）。明《正字通》：“迁，俗遷字，旧注‘徒也’，‘迁葬也’，与遷训近。”《中华大字典》：“迁，俗遷字，见《正字通》。”




窃（竊）。“明代《兵科抄出》中有‘窃’。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都收入了‘窃’字。”（《溯源》）《字辨、体辨三（正俗字）》：“竊（正），窃（俗）。”




琼（瓊）。“‘琼’是近代群众造的新形声字。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正式将‘琼’字收入。”（《溯源》）




让（讓）。“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作‘言旁上’。”（《溯源》）《简化字总表》依简化偏旁类推为“让”。




晒（曬）。唐李商隐《自桂林……感怀寄献尚书》：“乱鸦冲晒网。”《正字通》：“晒与曬同。”《中华大字典》：“晒同曬，见《字汇补》。”［“洒”古已假借为“灑”，参见“洒（灑）”］




铁（鐵）。“鉄”曾是“紩”（缝、索）的异体（见《玉篇》），但以后未见用例。明《字汇》：“鉄，今俗鐵字，非。”《中华大字典》：“鉄，古紩字。见《玉篇》。（俗用为鐵字，误）”现在发现在宋元以来通俗文学中多处使用（如《古今杂剧》《三国志平话》《太平乐府》等）。民间也普遍使用。《简化字总表》选定，并依简化偏旁类推，定“铁”为简化字。




厅（廰）。“元明《古今杂剧》《三国志平话》中有‘’。”（《宋元以来俗字谱》）因“”曾有多个字义，如《玉篇》“平也”，《通志》“病创”“倚也”。但未见用例。又因“廳”曾有以“厂”为形旁的俗字（参见（注43）），《简化字总表》改“”为“厅”。




袜（襪）。“襪”篆作“韤”，《玉篇》：“韤，足衣，亦作袜。”唐慧琳《一切经音义》：“袜或作襪。”《字辨·体辨一》：“袜，襪。袜为正。”




牺（犧）。“牺”是现代群众造的新形声字。1936年陈光尧的《常用简字表》中有‘牺’字。（《溯源》）




虾（蝦）。“‘虾’字最早见于1935年《简体字表》。”（《溯源》）




吓（嚇）。“‘吓’字最早见于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溯源》）




响（響）。“‘响’最早出现在明代刊行的《清平山堂话本》上。太平天国文献中‘响’字使用很普遍。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都收入了‘响’字。”（《溯源》）《字辨·体辨三（正俗字）》：“響、响（响俗字，字书无）。”（按，古代曾假借嚮为響，如《易·系辞上》：“其受命也如嚮。”《经典释文》：“嚮，又作響。”将“嚮”换偏旁作“响”。）




选（選）。“‘选’最早见于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1935年《简体字表》也收入了‘选’字。”（《溯源》）




样（樣）。“‘样’最早见于1936年陈光尧《常用简字表》。”（《溯源》）




亿（億）。“‘亿’是现代群众创造的新形声字，最早见于1936年陈光尧《常用简字表》。”（《溯源》）




忆（憶）。“‘忆’是现代群众创造的新形声字，最早见于1936年陈光尧《常用简字表》。”（《溯源》）




优（優）。“唐代敦煌变文写本中有‘优’字，与现行简化字接近。1936年陈光尧《常用简字表》收入‘优’字。”（《溯源》）（按，《龙龛手鉴》：“优，五谷精如白发也。”此字未被使用。）




犹（猶）。“犹”曾有“兽名”（见《集韵》）、“犬吠声”（见《龙龛手鉴》）二义，均未见使用。《正字通》：“犹，与猶通。”《中华大字典》有“犹，兽名。见《集韵》（《正字通》云：与猷，猶通）”（“猶”本是猴类动物，性多疑。引申为犹豫、相似、尚且。）




远（遠）。“‘远’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收入了‘远’字。”（《溯源》）




赃（贓）。南北朝《搜神后记·朱弼》：“以其賍诬弼而实自入。”唐张《朝野佥载》卷三：“被建昌王推得賍万余贯。”顾雄藻《字辨、体辨三（正俗字）》：“贓，賍（賍俗字，字书无）。”《中华大字典》：“賍，贓俗字。”《简化字总表》依简化偏旁类推为“赃”。




脏（臟）。“‘脏’作为‘臟’的简化字最早见于1936年陈光尧《常用简字表》。”（《溯源》）




毡（氈）。宋王禹偁《和庐州通判李学士见寄》：“山城坐客清无毡。”元王仲元《斗鹌鹑》：“唤家僮且把毡帘下。”《正字通》：“毡，俗氈字。”《中华大字典》：“毡，氈俗字，见《正字通》。”




战（戰）。“明末的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和清初的《目连记弹词》中都有‘战’字。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收入了‘战’字。”（《溯源》）《中华大字典》：“战，戰俗字。”




钟（鐘、鍾）。《说文》：“鐘，乐器也。”本义是打击乐器，亦专指佛寺悬挂的钟，引申为报时器和时间、钟点。《说文》：“鍾，酒器也。”引申为容量单位，为集聚专一。先秦古籍已有用“鍾”为“鐘”之例，如《诗·小雅·白华》：“鍾鼓于宫，声闻于外。”明《正字通》：“鍾，《汉志》黄鐘，《周礼》作‘鍾’，《诗》鍾鼓亦作鐘。古二字通用。”“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把‘鐘’简化为‘鈡’。”（《溯源》）《简化字总表》因“古二字通用”，确定“鈡”为“鐘”“鍾”二字共用的简化字，又依简化偏旁类推为“钟”。必须注意：在乐器、计时器、钟点、时间义上，“钟”是“鐘”的简化字。在酒器，量度单位和集聚义上（如钟爱、钟情、钟灵毓秀），“钟”是“鍾”的简化字。“鐘鼎文”“鐘乳石”二词出自“鐘”的本义，但古来亦用 “鍾”字；“龙鍾”（身体衰老，行动不灵便）与“鍾”本义无关，是从唐代出现并流行至今的叠韵形容词。《通用规范汉字表》规定，作为姓氏人名，“鍾”简化为“锺”，不作“钟”。




庄（莊）。唐《干禄字书》已将“庄”列为“莊”的俗字。明《正字通》：“莊，田舍曰莊，俗作庄。”顾雄藻《字辨·体辨三（正俗字）》：“莊（正），庄（俗）”。《辞源》：“庄，莊的异体字。《京本通俗小说》《三国志平话》等旧刊本‘莊’均作‘庄’。”




2.用符号代替偏旁




前面在“隶变的简化”—章中曾经讲到，由于省形或书写的变异，使一些本是用来表义或表音的偏旁变成了一种无音无义、不能单独成字的部分。笔者用了“记号”这个词，是因为笔者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中看到，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记号字，并指出“记号字的字形跟它代表的词没有内在联系”。




在元、明、清时代出现的简化字中，有一些合体字的偏旁找不出与省形或书写有关的联系（或者可能出自草书，但找不到依据）。它们有的不像字，有的虽然也和独体字相同，但不具备其音和义（如又、不、文、夕、力）。对这类偏旁，笔者就把它们当做“记号”。把它们集中归入“用符号代替偏旁”一类，一方面是因为无法归入其他类，另一方面也想引起读者注意，能由此进一步去探究它们 的由来。




用“又”作符号的有：




观（觀）。“‘覌’最早出现在明刊本《薛仁贵跨海东征白袍记》中。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化字表》都收入了‘覌’字。”（《溯源》）现按简化偏旁类推简化为“观”。




欢（歡）。“‘欢’最早见于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收了‘欢’字。”（《溯源》）




权（權）。“‘权’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收入了‘权’字。”（《溯源》）




劝（勸）。《宋元以来俗字谱》：“‘勸’，《通俗小说》《金瓶梅》作‘劝’。”




以上“又”代替相同偏旁“雚”。




汉（漢）。“‘汉’来源于汉代草书，在东汉《章帝千字文断简》中有‘汉’字。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中收入了‘汉’字。”（《溯源》）




艰（艱）。“‘艰’最早见于明刊本《薛仁贵跨海东征白袍记》，明代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中也使用了‘艰’字。1935年《简体字表》收入了‘艰’字。”（《溯源》）




难（難）。“‘难’最早见于明代的《薛仁贵跨海东征白袍记》，明末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也有‘难’字。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收入了‘难’字。”（《溯源》）




叹（嘆）。“‘叹’最早见于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溯源》）




以上，“又”代替相同偏旁“”。




对（對）。“‘对’最早见于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收入了‘对’字。”（《溯源》）




凤（鳳）。“‘鳳’，《目连记》作‘凤’。”（《宋元以来俗字谱》）




鸡（鷄）。《中华大字典·补遗》：“，鷄俗字。”现依简化偏旁类推为“鸡”。




圣（聖）。《说文》中有“圣”篆，义为“致力于地（掘）”，音ku，此字极少使用。宋元时民间已有用“圣”为“聖”之例。《宋元以来俗字谱》：“‘聖’，《古今杂剧》《东牕记》《目连记》《金瓶梅》《岭南逸史》均作‘圣’。”（按，“聖”字下部是“壬”。“壬”的篆字是“人在土上”，隶变时就有下部为“土”的隶字。以后，“聖”字有多个异体字，其中有4个是以“土”为下偏旁的，如武则天所造的“”，宋元时俗字“垩”。）




戏（戲）。“‘戏’最早见于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1935年《简体字表》也收了‘戏’字。”（《溯源》）




以上“又”代替不同偏旁。




怀（懷）。顾雄藻《字辨·体辨三（正俗字）》：“懷（正），怀（俗）。”“‘怀’最早见于明代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1935年《简体字表》收入‘怀’字。”（《溯源》）




坏（壞）。《宋元以来俗字谱》：“‘壞’，《目连记》作‘坏’；《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作‘坯’。”《说文》有“坏”篆，以后通行字作“坯”。为区别二字，《简化字总表》选定“坏”为“壞”的简化字。




环（環）。“‘环’最早见于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1932年《简体字表》收入了‘环’字。”（《溯源》）




还（還）。宋元明《通俗小说》《娇红记》《白袍记》中“還”作“还”。《中华大字典》：“还，還俗字，见《龙龛手鉴》《篇海类编》。”




以上，“不”代替两个同声的偏旁，以下符号用于不同偏旁：




刘（劉）。金《篇海类编》：“刘，同劉。”《宋元以来俗字谱》：“‘劉’，《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三国志平话》《太平乐府》作‘刘’。”




这（這）。宋元明《目连记》《金瓶梅》中，“這”作“这”。（按，“這”初见于唐卢仝《送好约法师归江南》：“這回应见雪中人。”唐宋时，曾用音近的“者、遮、只”为指示代词。“這”作为合体字，其中“言”既不表音也不表义，也只是作为符号使用。）




罗（羅）。金《篇海类编》：“罗，俗羅。”




岁（歲）。“歲”曾有异体字“嵗”，简体字“亗”“”。“‘岁’最早见于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1935年《简体字表》也收入了‘岁’字。”（《溯源》）




区（區）。元《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有“駆”，《古今杂剧》有“瓯”。单独的“区”初见于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见《溯源》）




赵（趙）。“‘赵’最早出现在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上。”（《溯源》）




乔（喬）。“（乔）最早出现在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上。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收入了‘乔’字。”（《溯源》）




养（養）。“‘养’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溯源》）




边（邊）。《宋元以来俗字谱》：“‘邊’，《通俗小说》《目连记》《金瓶梅》作‘边’。”




过（過）。金《改并四声篇海》引《俗字背篇》：“过与過同，今列俗。”《篇海类编》：“过，俗過字。”《通俗小说》有“过”。




动（動）。宋元时出现俗字“动”。（陈政《字源趣谈》）




苏（蘇）。“‘苏’最早见于1935年的《手头字第一期字汇》和《简体字表》。”（《溯源》）




以下是两种表示重复偏旁的符号：




轰（轟）。《宋元以来俗字谱》：“‘轟’，《目连记》作‘’。”《简体字总表》依简化偏旁类推为“轰”。




聂（聶）。“‘聂’最早出现在明末的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中。”（《溯源》）（清《字汇补》：“蹑，俗躡字。见《四史篡要》。”）




办（辦）。“辦”篆字从刀，《说文》：“辧，判也。从刀，辡声。”隶变后分为“辨”“辦”二字。汉代已有在“刀”的边各加一点的简体字，《隶辨》：“刅，《羊窦道碑》：‘治状刅明。’按，《易·剥卦》：‘剥状以辨。’古《周易》作‘刅’。”以后，因小篆有“刅”（“创”的本字），二者会相混，依“辧”隶变为辦，改成“办”。《宋元以来俗字谱》：“‘辦’，《通俗小说》《古今杂剧》等作‘办’。”




搀（攙）。“‘搀’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溯源》）




馋（饞）。宋梅尧臣《戏答仲文惠海味》：“吻未能忌。”《宋元以来俗字谱》：“‘饞’，《太平乐府》《目连记》《金瓶梅》作‘’。”现依简化偏旁类推为“馋”。（注39）




协（協）。“‘协’最早出现在明代的官府文书档案《兵科抄出》上。1935年《简体字表》收入了‘协’字。”（《溯源》）




枣（棗）。“‘枣’最早出现在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上。1935年《简体字表》也收入了‘枣’字。”（《溯源》）




（四）简化字是另造的会意字，指事字。




罢（罷）。“清朝刊行的《金瓶梅》《岭南逸史》中都有楷化的‘罢’字，1935年《简体字表》将‘罢’字收入。”（《溯源》）按，《说文》：“罷，遣有罪也，从网、能，言有能而入网，而贳（赦免）遣之。”本义是对有罪的能人不处罚而遣送之，引申为遣去，免除，取消、停止。“罷”既有去除义则可以另造“入网而去之”的会意字。




笔（筆）。《集韵》：“筆，或作笔。”《溯源》：“‘笔’最早见于北齐《隽敬碑》《房周陁墓志》。”按，“筆”本作“聿”，甲文是手持笔。因笔用竹制而出现“从聿，从竹”的会意字。以后又因为需在竹管上加毛才能做成笔，就另造成了“从竹、从毛”的会意字“笔”。




蚕（蠶）。唐代《敦煌变文集·卷五》中已有“蚕”字。宋《广韵》：“蠶,俗作蚕。”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三》：“（王安石曾说）四马曰駟，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定非无义。”按，古代人对养蚕很重视，在朝廷中有蚕官，传说中有蚕神，认为蚕是上天所赐，因而造出“天虫会意”的“蚕”字。




尘（塵）。《集韵》：“、塵，《说文》：‘鹿行扬土也。’或省。俗作尘。”《字汇补》：“尘，同塵。”《中华大字典》：“尘，古塵字。见《字汇补》。”按，在籀文中，字为三鹿二土，小篆为三鹿一土，是以鹿群行走扬起灰土会意。隶变后，又省减为一鹿一土。由此可见，这个会意字古来就已简化过两次，最后又以“尘”是可以扬起的细土，另造以“小、土”会意的“尘”字。




国（國）。“國”金文为“或”，小篆加形旁“囗（古围字）”。在历史上曾出现不少“國”的简化会意字，如：以国有王作“囯”，以国有八方之土作“囶”“圀”，以国中有民作“囻”。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国、孑、齐、斎、斈、今市侩书之，皆起于宋，见孙奕《示儿编》云。”（《汉语大字典》在引后有“按，《履斋示儿编》卷二十二作‘囯’”。则“国”是“囯”的变异。）现确定“国”为简化字，是因为资料中显示“囯”在历史上使用最多。




穷（窮）。“‘穷’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收入‘穷’字。”（《溯源》）按，《说文》：“窮，极也。”本义是极端，有极力、寻根究源等引申义，含有用力的意思，穷人都是劳力者，因而造出这个会意字。




体（體）。“‘体’最早出现在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收入了‘体’字。”（《溯源》）按，《玉篇》有“，俗體字。”《大戴礼记·盛德》：“此御政之也。”“”当是指體为身之本，以后又用人本会意的“体”字。（宋代有与“笨”同义的“体”字，少用。）




头（頭）。“‘头’是六朝通行的简体字，见于《玉篇》。”（陈政《字源趣谈》）“1935年《简体字表》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都收入了楷化后的‘头’字。”（《溯源》）按，《说文》：“大，……大象人形。”在“大”字的上部加两点指出此处是人头。如在“刀”字的左边加上一点为“刃”，都是指事字。




衅（釁）。《说文》：“釁，血祭也。”《段注》：“（名器上）以血涂之，因薦而祭之也。”先秦时已有“衅”字（见《礼记》）。《玉篇》：“衅，牲血涂器祭也。亦作釁。”鲁迅《书信·致郑振铎》：“与并非真正之敌寻衅。”按，“半”有不完全、部分、一片等引申义，“衅”当是以半（一片）血会意的字。




阳（陽）。《中华大字典》：“阳，同陽，见《字汇补》。”按，“陽”是“从阜，昜声”的形声字，其义离不开太阳（日），而造以“日”会意的“阳”字。




阴（陰）。《中华大字典》：“阴，同陰，见《字汇补》。”按，“陰”本是“从阜，侌声”的形声字，其义与阳相背，古称日为太阳，月为太陰，遂造以“月”会意的“阴”字。




灶（竈）。《中华大字典》：“灶，俗竈字，见《五音集韵》。”按，古代炉灶都是挖土而成，故其字“从穴”（“穴，土室也。”）。以后都是用砖土垒成生火的设备，因而造出“火土会意”的“灶”字。




（五）简化字是草书楷化形成的异体字




爱（愛）。草书中有近似写法，明代人的行书“暧”中完全相同。“楷化的‘爱’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溯源》）




报（報）。汉居延简，唐怀素有相似的草书。“楷化的与今天简化字‘报’完全相同的字形，见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溯源》）




贝（貝）。草书初见于汉史游《急就篇》。以后的草书中，“貝”单字很少这样写，作为偏旁的则较多。以楷化“贝”作偏旁的俗字在宋代以后出现较多，据《宋元以来俗字谱》统计有负、财、贤、败、贫、货、质、贯、资、贼、贿、赁、赏、赐、買等。“单字‘贝’见清刊本《目连记弹词》。”（《溯源》）




参（參）。王羲之草书作“”。以楷化“参”作偏旁的俗字有《娇红记》《白袍记》《目连记》中的“惨”。（《宋元以来俗字谱》）顾雄藻《字辨·体辨三（正俗字）》：“參（正），参（俗）。”（“參”，在《左传》《史记》中已用同“三”，“三”的大写字早已写成“叁”。)




长（長）。在古行书、草书中已有“长”。如史游《急就篇》和唐孙过庭及李靖、皇象等人所书。另有王羲之的“怅”、唐高宗的“涨”、怀素的“帐”“张”等。




尝（嘗）。唐代草书已有近似写法，元虞集所写与“尝”完全相同。“1935年《简体字表》收入了‘尝’字。”（《溯源》）




车（車）。“車”的单字在草书中，仅唐代怀素所书近似。作为偏旁则多见，如晋卞壶的“库”，王羲之的“辈”、“浑”，唐孙过庭的“军”，宋欧阳询的“辇”等。《简化字总表》定“车”为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




刍（芻）。书法字典中未见“刍”的单字，作为偏旁则多见，如米芾的“趋”、赵孟的“皱”、文征明的“雏”等。楷化字有辽《龙龛手鉴》的“邹”、明《字汇补》的“绉”，《中化大字典》：“雏，雛俗字，见《字学举隅》。”《简化字总表》定“刍”为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




辞（辭）。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五经字体乖替者多，至如鼋鼍从龜，亂、辭从舌……直是字讹。”在此之前，北魏《张猛龙碑》已有楷字“辞”。又，《说文》：“辤，不受也。辝，籀文辤。”《段注》：“《世说新语》蔡邕题《曹娥碑》：‘黄娟幼妇，外孙齑。’解之曰：‘齑所以受辛，辤字也。’按此正当作‘辭’，可证汉人‘辤’‘辭’不别耳。”（蔡邕所题喻“絶妙好辭”）“辤”是“辭”的常用异体字。王羲之行书作“辞”出自籀文。明《正字通》：“辞，俗辭字。”




带（帶）。草书有史游《急就篇》的“带”，米芾的“滞”。《宋元以来俗字谱》：“帶，《古今杂剧》《目连记》作带。”




单(單)。草书初见于汉居延简，以后有王羲之的“单”“弹”，怀素的“禅”，苏轼的“蝉”，赵孟的“禅”等。“最早出现‘单’字的印刷物是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溯源》）




当(當)。在王羲之等草书中有近似“当”的写法。《中华大字典》：“当，當俗字。”




东（東）。草书初见于汉史游《急就章》。作为偏旁的草书有晋卞壶的“冻”，唐孙过庭、陆柬之的“陈”，元赵孟的“栋”等。“1935年《简体字表》收入‘东’字。”（《溯源》）




断（斷）。宋米芾行书作“断”。《玉篇》：“断，同斷，俗。”《中华大字典》：“断，斷俗字。”




发（發）。汉居延简、敦煌简中有近似写法，王羲之的“发”“泼”几乎相同。《集韵》：“墢，發土也，或从犮。”又：“鱍，鱼游貌，或省，亦作鮁。”可知，“發”也可以写作“犮”。“1935年《简体字表》收入‘發’简化字‘发’。”（《溯源》）按：因为以“犮”为声旁的有“、沷、拔、钹”等字，为了区别，简化字写作“发”。




冈（岡）。以“岡”为偏旁的，草书有王羲之等的“纲”。楷字，在《太平乐府》《娇红记》《白袍记》《目连记》《金瓶梅》中“剛”作“刚”。（《宋元以来俗字谱》）《简化字总表》定“冈”为可用为偏旁的简化字。




顾（顧）。王羲之、怀素有草书“顾”。此字楷化后常写成“頋”（左旁是五画），如晋《张郞碑》《孙夫人碑》等六朝诸碑。元马致远《藨福碑》第一折：“再谁承望三頋茅庐。”《中华大字典》：“頋，顧俗字。见《玉篇》。”在清《增广字学举隅》中已作“頋”（左旁为四画）。现按简化偏旁类推作“顾”。




归（歸）。《敦煌变文集》中有一个略为简化的“帰”。宋元以来通俗作品中有以“帰”为“歸”俗字之例（见《宋元以来俗字谱》）。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有似“归”而左旁是一点的简体字。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中有“归”。（见《溯源》）




龟（龜）。“龜”的草书有与“龟”相似的，古陶文中“鬮”内写成“龟”［见《古匋（陶）文字征》］。近代曾有用“黾”为“龟”之例（顾雄藻《字辨·体辨三（正俗字）》：“龜（正），黾（俗）。黾，俗黽字，复俗龜。”“楷书的‘龟’最早见1923年钱玄同的《汉字革命》一文。”（《溯源》）




会（會）。唐怀素、李靖、孙过庭有草书“会”。作为偏旁有王羲之的“桧”、赵孟的“鲙”、明人的“绘”。楷化字有《岭南逸史》的“刽”。“楷化的‘会’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中。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都收入了‘会’字。”(《溯源》)




继（繼）。汉代隶字有“継”，唐代草书有“继”。《玉篇》：“継，同繼，俗。”《中华大字典》：“継，繼俗字。”《简化字总表》依简化的偏旁作“继”。




夹（夾）。草书初见于汉史游《急就章》，汉隶中“夾”大都作“夹”（见《隶辨》）。今草中有米芾的“夹”，王羲之的“箧”，苏轼的“惬”、“挟”等。楷体字有唐碑的“陕”，黄庭坚的“侠”，解缙的“峡”等。《中华大字典》：“侠，俗俠字。”“挟，挾俗字。见《龙龛手鉴》。”“狭，狹俗字。”“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收入了‘夹’和‘侠’。”（《溯源》）《简化字总表》以“夹”为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注40）




戋(戔)。“戔”单字使用较少，书法字典中未见。作为殘、賤、箋、錢的偏旁，草书与“戋”近似（如王羲之的“钱”旁多一横，颜真卿的“残”旁少一点）。楷化字，在《宋元以来俗字谱》中可以看到“殘、淺、錢”的俗字都比现行简化字右旁多一横（当是以“二戈”代替“戔”）。《简化字总表》以“戋”为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




监（監）。王羲之、王献之有草书“监”。作为偏旁的“蓝、滥、槛”都有草书字。“楷化的‘监’最早见于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和元刊本《全相三国志平话》。”（《溯源》）




拣（揀）。“揀”是“柬”的后起字。《集韵》：“柬，《说文》：‘分别简之也。’或从手。”王羲之的草书“柬”有“”“东”的两种写法，在以后的草书中，以“柬”为偏旁的“練、鍊”也有两种写法。元赵孟有楷字“拣”。《简化字总表》未将“柬”简化是为了避免与“东”混淆，而将以“柬”为偏旁的三字统一简化为“拣”“练”“炼”。




见（見）。王羲之、怀素、孙过庭、祝允明草书作“见”。以“見”为偏旁的字，草书都有作“见”的。楷化字最早见于清初《目连记弹词》上。（《溯源》）




将（將）。草书初见于出土汉帛书《老子》及定县竹简中，《熹平石经》中隶字作“将”。南朝宋《爨龙颜碑》有楷字“将”。《中华大字典》：“将，同將。《韩勑碑阴》：‘孔宙季将’。”以上诸例中，“将”的右上部有的是三画，有的是四画。《简化字总表》确定简化字为“将”（这样，将、奖、浆、桨、酱五字上部都统一了。）




尽（盡）。唐代以后草书已有近似的写法，孙过庭的“烬”字则完全相同。宋孙奕《履斋示儿篇》：“诚斋先生……见卷子上书‘盡’字作‘尽’，必欲摈斥……”可见宋代民间已相当流行，以至于能写在试卷上。《篇海类编》：“尽，音盡。俗用。”《中华大字典》：“尽，俗盡字，见《字汇》。”




（儘）。“儘”有听任、放任义，是“盡”的后起俗字。宋范成大《入城》：“船到儘阊门未关。”自注：“儘字俗用已久，据理只合用盡字。”明《正字通》：“盡。唐人诗‘盡君花下醉青春。’注：盡君，犹言任也，俗作儘。’”由上可知宋代虽然俗用“儘”字已久，但并没有被充分认可。现减去多余的俗字，仍用本字“尽”。




举（舉）。宋米芾草书有“举”。“印刷物中的‘举’最早见于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溯源》）




来（來）。草书初见于汉武威简，汉隶字已有“来”（如礼器碑）。以后今草中多人写“來”为“来”。唐欧阳询所书《醴泉铭碑》（后世推为唐楷第一）有“来”。《中华大字典》：“来，來俗字。”（按可能是因为王羲之草书有“来、耒”二形，在正式推行简化字以前，民间普遍用“耒”字。《简化字总表》取“来”字是为了与耒耜的“耒”有区别。）




乐（樂）。汉史游《急就章》已有草书“乐”。王羲之有草书“乐”以后，作为偏旁有唐孙虔礼的草书“铄”，元赵孟的草书“泺”。“印刷物中的‘乐’最早见于清朝刊行的《岭南逸史》。”（《溯源》）




练（練）。唐高宗、明香光有行书“练”。1935年《简体字表》中有与“练”相似字。《简化字总表》定为“练”。（参见拣）




炼（煉）。《说文》中有同音同义的“煉”、“鍊”二篆，以后常用“鍊”字（如鍊丹、鍊气、鍊石补天），少用“煉”字。“鍊”的草书，王羲之为金旁“”，唐高宗、元赵孟为金旁“东”。1935年《简体字表》中“炼”的右旁也是“东”。《简化字总表》定为“炼”。（参见拣）




两（兩）。宋米芾草书有“两”。“楷化后的‘两’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和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上。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了‘两’字。”（《溯源》）《中华大字典》：“两，兩俗字。”（“”由“廿、会意”组成，“”是古“兩”字。《简化字总表》将以“”为偏旁的满、瞒等字列为类推简化字。)




临（臨）。晋王羲之、唐太宗、怀素等草书极简略：左为长短两竖，右上为人下两点。“‘临’最早见于1935年《简体字表》。”（《溯源》）




娄（婁）。单字的草书少见。作为偏旁的字，草书有《急就章》和王羲之的“楼”，唐高宗的“镂”，怀素、李邕的“屡”，浑寿平的“缕”，祝允明的“蝼”等。楷化字：宋《古列女传》有“娄”，《逸周书》有“蝼”，清《岭南逸事》有“褛”。《中华大字典》：“娄，婁俗字。”




陆（陸）。草书有近似字。“楷化后的‘陆’最早见于太平天国文书。”(《溯源》)




乱（亂）。北魏《郑文公下碑》，唐欧阳询有楷字“乱”。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序”中引为乖替字［见“辞（辭）”］。《中华大字典》：“乱，俗亂字，见《正字通》。”《辞源》：“乱，亂的简体字，见《字汇》。”




仑（侖）。“侖”义为伦理、次序，后作“倫”，单字少见，草书未见。作为偏旁，古来草书曾写为人下两点（如唐孙过庭的“綸”，宋米芾的“輪”）。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中“論”的偏旁为“仑”。（《溯源》）《简化字总表》将“仑”定为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




卖（賣）。“賣”和以“賣”为偏旁的读、渎、椟等字，草书有极似的写法——下部相同，上部保留“土”头。“楷化字初见于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见《溯源》）（注41）




麦（麥）。秦睡虎地简，汉居延简中有近似“麦”的写法，唐太宗、祝允明有草书“麦”。汉代《西狭碑》《史晨碑》隶字作“麦”。《玉篇》：“麦，麥的俗字。”《中华大字典》：“麦，麥俗字。见《玉篇》。”




门（門）。草书“门”常见（有的左上为两点）。宋元时已有楷化字门、闪、闭、闲、间、闹、阁、闻等（见《宋元以来俗字谱》）。（《简化字总表》第三表内，以“门”偏旁的简化字中，把三个本从“鬥”的“鬧”“鬩”“鬮”列入在内。这是因为这三字早已有讹为“門”的异体，如唐白居易《雪中晏起》：“红尘閙热白云冷。”唐唐彥谦《游南明山》：“令促传觞。”《玉篇》《广韵》有“”。现都按其异体简化为“闹”、“阋”、“阄”。）




黾（黽）。唐代敦煌变文写本中有草书“黾”，隋释智永有“黾”，宋陆秀夫有“蝇”。楷字有：唐沈亚之《宿白马津寄冠立》：“蝇鼻落灯花。”宋《广韵》：“繩，俗作。”明《字汇》：“黾，俗黽字。”




齐（齊）。草书字典中已有“齋”草书为“斎”之例，可见“齐”是由草书变来。明《正字通》有“”。清梁同书《直语补正》：“国、孑、齐、斎、学，今市侩书之，皆起于宋，见孙弈《示儿编》云。”




岂（豈）。王羲之草书有“岂”。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及1935年《简体字表》都作“岂”。（《溯源》）《简化字总表》定型为“岂”（按，王羲之书写为“岂”，当是因“己”与“豈”同韵）。




寝（寢）。“寝”在汉代隶字中已有，草书多见。“楷化后的‘寝’最早出现在元代刊行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声》上。”（《溯源》）（按，在草书中，凡是以“爿”为声旁的字都写成“点挑竖”，如壮、妆、状、将、牀、牆、臧等。）




热（熱）。草书有近似形。“楷化后的‘热’最早出现在元代刊行的《古今杂剧三十种》上。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收入了‘热’字。”（《溯源》）（参见“势”）




丧（喪）。王羲之草书有“丧”。《碑别字新编》中有魏《元飏妻王夫人墓志》的楷书“丧”。“1935年《简体字表》收入了‘丧’字。”（《溯源》）




啬（嗇）。在草书中，唐李邕、怀素有“啬”。作为偏旁，王羲之有“穑”，米芾有“蔷”“樯”。清《岭南逸史》有“樯”。《简化字总表》定“啬”为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




伤（傷）。草书有近似形。“楷化后的‘伤’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溯源》）




师（師）。赵孟有草书“师”。1935年《简体字表》收入了‘师’字。”（《溯源》）




时（時）。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有草书“ 时”，《龙龛手鉴》有“時”的古文“”，又有“”的古文“时”。“楷化后的‘时’最早见于宋代刊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体字表》都收入了‘时’字。”（《溯源》）




实（實）。王羲之有草书“实”，唐张旭也有。“楷化后的‘实’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1935年《简体字表》也收入了‘实’字。”（《溯源》）




势（勢）。草书有近似形。《宋元以来俗字谱》：“‘勢’，《列女传》《古今杂剧》《三国志平话》《岭南逸史》作‘势’。”




寿（壽）。王羲之草书近似、吴说草书同“寿”。《宋元以来俗字谱》：“‘濤’，《通俗小说》《东窗记》《目连记》作‘涛’。”“宋代刊行的《古列女传》上也有‘寿’字。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手头第一期字汇》都收入了‘寿’字。”（《溯源》)




属（屬）。“屬”在《说文·尾部》：“从尾，蜀声。”在已出土的汉代简帛所见早期隶字中，下部作声符的“蜀”已写成“禹”。正规的碑刻隶书中“属”字多见（《桐柏庙碑》：“春侍祠官属。”）。《广韵》：“屬，付也，足也。属，俗。”《中华大字典》：“属，俗屬字。见《正字通》。”《辞源》：“属，屬的异体。”（《说文·尾部》的另二字隶变后都省去尾毛：“从尾，出声”的“屈”，“从尾，从水”的“尿”）




帅（帥）。赵孟草书有“帅”。1935年《简体字表》有“帅”。（《溯源》）




孙（孫）。汉史游《急就章》已有“孙”，王羲之、米芾有草书“孙”。“1935年《简体字表》收了楷化的‘孙’字。”（《溯源》）




为（爲）。汉代隶书已有稍微简化的“為”，以后成为常用书写字。王羲之、王献之、怀素等都有草书“为”。“1935年《简体字表》收入了‘为’字。”（《溯源》）




稳（穩）。唐吕向、明董其昌有草书“稳”。辽《龙龛手鉴》有俗字“穏”。《宋元以来俗字谱》：“‘穩’，《通俗小说》《金瓶梅》《岭南逸史》等作‘稳’。”（参见“隐”）




亵（褻）。草书有近似写法。“楷化后的‘亵’最早出现在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上。”（《溯源》）(参见“热”“势”)




兴（興）。草书有近似写法。“楷化后的‘兴’最早出现在唐代敦煌变文写本《李陵变文》上。”（《溯源》）




页（頁）。“頁”本义是“头也”，单字少用。书页本用“”，后用“葉”，最后假借“頁”，显示了汉语用字上的逐步简化。作为偏旁，因“页”是部首，属字很多，草书中常见其相同、相似形。汉史游《急就章》中已有项、颈、颊等字。楷化偏旁字在清《目连记弹词》和《金瓶梅奇书》中数见。（据《溯源》）《简化字总表》定“页”为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




应（應）。王羲之、裴体、怀素有草书“应”，南京明代城墙砖上有楷化的“应”。“楷化的‘应’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1935年《简化字表》收入了‘应’字。”（《溯源》）




鱼（魚）。《简化帛书字典》中武威汉简及《敦煌俗字索引》都有“鱼”。以后草书多写为“鱼”，草书中作为偏旁更简化为上面只有一撇。“印刷物中的‘鱼’最早出现在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上。”（《溯源》）




誉（譽）。隋释智永草书“誉”的上部与之相同，下部更简化。“楷化后的‘誉’最早见于1935年《简体字表》。”（《溯源》）（参见“举”）




渊（淵）。草书有近似形。楷体字初见于宋《列女传》《三国志平话》《太平乐府》等。（《宋元以来俗字谱》）《中华大字典》：“渊，淵俗字。见《字鉴》。”




斋（齋）。由“齐(齊)”可知，“齋”在宋代以前已有草书、楷书“斎”。《康熙字典》：“斋，《篇海》：‘同齋’。”按，字下部作“而”，是草书的讹变。




郑（鄭）。唐虞世南、裴休草书近似。“楷化后的‘郑’最早出现在清代刊行的《岭南逸史》上。”（《溯源》）




执（執）。草书有近似写法。作为偏旁，唐高宗草书“挚”，宋苏轼“贽”上部完全相同。“楷化后的‘执’最早出现在宋代刊行的《古列女传》上，在宋元以来的通俗文字刻本中普遍使用。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简化字表》都收入了‘执’字。（《溯源》）




质（質）。汉隶中已有“貭”（东汉《北海相景君铭》），楷化字初见于清代，《岭南逸史》作“貭”，《目连记》作“质”。顾雄藻《字辨·体辨三（正俗字）》：“質（正），貭（俗）。”《简化字总表》按简化偏旁类推作“质”。




昼（晝）。在草书中、晝、畫、盡三字上部都有近似“尺”的写法。“楷化后的‘昼’最早出现在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上。1935年《简化字表》也收入了‘昼’字。”（《溯源》）




专（專）。《居延汉简》有草书“传”。单字“专”有 近似写法。草书中作为偏旁，唐怀素的“转、传”，赵孟的“啭”，完全相同。“楷化后的‘专’最早出现在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上。”（《溯源》）




壮（壯）。汉隶中已有“壮”。以后草书中普遍写作“壮”。唐《干禄字书》、金《改并四声篇海》都有“壮”。（右旁从“士”，不从“土”）




装（裝）。《敦煌马圈湾竹简》有“装”。以后草书中普遍写成“装”。金《改并四声篇海》和《篇海类编》有“装”。（参见“壮”）




状（狀）。汉流沙简有“状”。以后草书普遍写成“状”。唐《干禄字书》有楷字“状”，明《正字通》：“狀，俗作状。”




（六）简化偏旁




简化偏旁大部出自草书。在《简化字总表》制订前，凡是有楷化印刷字出现的都列在 本类，其余的见第三类。




纟(糹)。在草书中，“纟”是普遍写法。“楷化后与‘纟’完全相同的写法见宋刊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纷）。”（《溯源》）




(臤)。《说文》：“臤，坚也。古文以为贤字。”本义未见使用，汉代碑文中曾有用为“贤”之例，后世未有用例。作为合体字偏旁，草书有坚、贤、紧。楷化字：《改并四声篇海》：“坚，音堅，俗用。”《通俗小说》《三国志平话》有“坚”“”。《目连记》有“贤”。（《宋元以来俗字谱》）




（）。《说文》中有二十多个以“”为偏旁的篆字，但没有单独的“”。草书：马王堆出土竹简有“萦”，东晋有“劳”，明代有“荣”“莺”“萤”。楷化字：唐欧阳询《皇甫诞碑》有“荣”，明朝人楷字“萤”。《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中“勞”作“劳”。（《宋元以来俗字谱》）




（）。“”是“監”的变形。王羲之将“監”草书为“监”的同时，又写出“览”“鉴”二字。（省去了右下的“四”）楷化字：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有“揽”，1935年《简体字表》有“览”。（据《溯源》）




()。作为上部偏旁，最早出现在篆字“學”上；以后，嶨、覺、嚳（见《说文》）都是“學省声”。草书：《急就章》有“学、觉”，王羲之有“学、觉”，唐人草书有“黉”。楷化字：“《1935简体字表》收入“学、觉二字。”（《溯源》）




（睪）。小篆有“睪”字，以后单字少用，只见于偏旁。草书有与“”近似之形。“楷化的‘’最早见于《太平天国印书》（泽）。”（《溯源》）




（）。小篆有“”字，以后只见于字书，无单字用例，只用为偏旁。草书有唐人的“弯”，明人的“峦”。楷化字有元《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的“銮”，明《正字通》的“栾”，《字汇》的“恋”，《直音篇》的“蛮”，《三国志平话》的“脔”。“1935年《简体字表》收入了‘恋、变、蛮、弯、鸾。’”（《溯源》）《简化字总表》将“亦”统一定为简化偏旁。（“變”的下部小篆是攴，楷字作夂，草书有作乂，又的。现将下部定为又，字作“变”。）




呙（咼）。小篆有“咼”字，本义是“嘴歪”，字后作“喎”，本字不用。作为偏旁，隶字中曾有“口”在上面的写法，草书有与“呙”相似的写法。楷化字“最早见于清初刊行的《目连记弹词》（剐、祸、窝、鍋等字）”。《(溯源)》




小结。以上这类在《简化字总表》发表前就已见于文字实物的简化字共有275个，占全部简化字（487个）的56.5%。












第三类 初见于《简化字总表》的简化字




本类简化字多半是近现代人所创造，产生方式与第二类相同（假借、省写、新出异体字、草书楷化），也曾在群众中流行，因而被《简化字总表》吸收。因为找不到可以引证的具体资料，就列入本类。




（一）假借为繁体字




卜（蔔）。萝蔔，在小篆中本作“蘆菔”，以后又称为芦萉、莱萉、萝蔔。在汉语中，对同一物种使用几个音同音近的别称是常见的。由此推论，民间也可能用过“卜”字，只是找不到例证。现在规定，“卜”假借为“蔔”后，改音bo（只用于“萝卜”这一单纯词中）。“卜”的本音是bu，本义是占卜（引申为预料、选择），仍继续使用。




斗（鬥）。“鬥”本义是战斗、争斗，引申为比赛争胜、为凑集。“斗”的本义是量具、容量单位，引申为像斗的东西和天象。现以“斗”代“鬥”，因音不同，使用范围不同，不会引起误解。（在古汉语中，战斗、争斗义的常用字是“鬬”字，金《改并四声篇海》，明《字汇》中有异体字“鬦”，“斗”也可以看做是“鬦”的省写。）又，“鬭”本义是遇、合，引申为凑集。从古汉语实际用例看，“斗”对应的繁体字多数应当是“鬭”。




划（劃）。“劃”本义是用刀割开，引申为分开、分拨、擦括、谋划、计划。“划”字后出，本义是划船（宋《广韵》：“划，拨进船也。”）。现以“划”假借为“劃”后，仍保留本义，因使用范围不同，不会引起误解。需要注意的是，在“合算”义上（如划得来，划不着），只见用“划”字，未用“劃”字。饮酒时，两人出手猜数，本作“豁拳”（见《聊斋》），或“搳拳”（见《红楼梦》），也作“划拳”，不作“劃拳”。




姜（薑）。“薑”篆作“”，隶变后简化为“薑”。“姜”是最早古姓，别无他意。因音同假借为“薑”，不会误解。




隶(隸)。《说文》：“隶（音dai），及也。”又：“逮，及也。”二字音义同，以后多用“逮”字，“隶”字基本不用。“隸”在《说文》中属“隶”部，现假借“隶”为简化字。




面(麵)。“麵”篆作“”，宋代出现改声旁的“麵”。《集韵》：“，《说文》：麥末也。或从面。”古汉语中，“”是常用字，而繁化了的“麵”未被认可。1923年，钱玄同《汉字革命》一文中提到，近代群众有用“面”代替“麵”字而在商店中普遍使用的情況。（《溯源》）现以“面”代“麵”不会出现误会。




曲（麯）。《说文》米部有“，酒母也。”（酿酒或制酱用的发酵物）隶变后简化为“麹”。以后又简化为“麯”。“曲”本义是弯曲，又用为委曲、乐曲，使用广泛。现在所见“曲”字，只是在与酿酒或制酱方面有关的词语中（如曲酒、曲霉），是“麯”的简化字。




术（術）。《说文》：“術，邑中道也。从行，术声。”本义是城市中街道，引申为途径，方法、技术。“术”是“秫”（粘高粱）的本字，音shu，单字无用例，只用为声旁。建国前解放区群众已用“术”为“術”，这其实是用声旁作简化字这一方法的延续。（从前面第一、二类简化字述说中可以知道，古来就有以简化字为声旁造繁体字和把繁体字去掉形旁进行简化之多例。）又，古人曾用“术”为“”的简体。《说文》：“，山薊也。”《句读》：“《尔雅·释草》省作术。《本草》有白术，苍术。”这样，“术”又音zhu，但只用于中药的白术、苍术。




咸（鹹）。《说文》：“咸，皆也，悉也。”现代书面词语仍用同“全、都”，如“老少咸宜”“鹹”是盐味。现在“咸”有两个不相干的字义，不会引起误解。




叶（葉）。“叶”在《说文》中是“協”篆的异体，古人在读诵使用古音的韵文中，曾有“叶（xie）韵”一说，也叫“协句”（以后废除不用）。在吴方言中，“协”与“葉”音近，近代已出现茶叶，百叶窗等写法。




忧（憂）。“憂”篆本义是“平和行走”，以后一直假借“”而有憂愁、憂虑等义。《说文》中有“忧”，本义是“不动也”，《段注》据《玉篇》改为“心动也”。此字本义不清，古来未见使用，现借其形为“憂”的简化字。（注42）




吁（籲）。《说文》：“籲，呼也。”又：“吁，惊也。”音xu，用为叹词、叹息，如“长吁短叹”，也用为象声词，如“气喘吁吁”。《方言》有“吁，然也”，用为应答声，音yu。现因“吁”与“籲”音同，用为其简化字，表示“为某种要求而呼喊”，但仍保留其本义，本音。《简化字总表》注：“喘吁吁，长吁短叹的吁读xu（虚）。”




症（癥）。关于病象、病情，古来用“證（证）”字，宋代出现简化的“症”字。宋李昴英《上殿奏札》：“症候转危，景象愈蹙。”以后“症”字常用。“癥”本指“腹中结块之病”，清代起以“癥结”一词比喻事务疑难之处或不能解决的关键，现借“症”为“癥”但只用于“症结”一词。（注43）




种（種）。“種”篆本作“穜”，后改用简笔的“種”。《玉篇》：“种，人姓。”音chong，汉代有种嵩，《水浒传》有“种老相公”。因与“種”叠韵而假借，又与“钟”的简化相同。




（二）繁体字的省写




标（標）。省去右边上部。




产（產）。省去下部。




厂（廠）。“廠”有俗字“厰”，现按此省去下部。（注44）




齿（齒）。中间的四个齿形，省去三个。南朝刘岑草书相似。




吨（噸）。省去右边。（“噸”是外来词，是日本音译英语ton而成，近代引入我国。）屯、顿同声，简化后不影响读音。




发（髪）。“髪”本是“从髟，声”，“”与“发（發）”相似。“髪”“發”二字音同而字义相差较大，现共同简化为“发”，在使用中不会产生误会。




儿（兒）。《说文》：“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此字只用为偏旁，不单用。《说文》：“兒，孺子也。从儿，象小兒头囟未合。”现省去“囟未合”的头部。




飞（飛）。《增订碑别字》引《周段摸墓志》：“‘飛’作‘’。”现进一步省去一个，留下一个。




关（關）。《玉篇》有“關”的俗字“関”。《宋史·文天祥传》：“无一人一骑入関者。”《中华大字典》《辞源》都有“関，關俗字。”新中国成立前，“関”是民间常用字。现省去形旁“門”。




汇（匯、彙）。在《说文》中，“彙”的本义是刺猬（有异体篆“蝟”，后作“猬”）。先秦古籍中，“彙”已有同类、繁盛义。（如，《易·泰》：“拔茅茹，以其彙。”疏：“彙，类也。”《段注》：“类也，以为‘会’之假借也。”）引申为聚合、聚集，如彙集、彙报、词彙等。“匯”本有河流相会合之义，后世也用为聚集、综合义。清代以来，二字在聚集义上通用。“匯”曾有异体“滙”（见《正字通》）。近代在银行业中，把款项从甲地划付到乙地称为“匯兑”，为工作方便，把“匯”省写成“汇”。




击（擊）。“擊”的上部左边，草书有写成“击”的，现依此再省去别的部分。




疖（癤）。里面大部省去，只留下偏旁“卩”。［按，“卩”是“節”的古字。參见“节（節）”］




开（開）。省去外廓（形旁）。




垦（墾）。省去上部左边。艮、貇叠韵。（也可按《说文》的方法，说成“从土，貇省声”。）




岭（嶺）。省去下部右边，再把“山”字移到左边。（按，令、领同音，此字也可以说是更换偏旁。又，《玉篇》：“岭，岭巆，山深小貌。”用“岭”代“嶺”也可说是假借。）




虏（虜）。省去中间（汉居延简上有相似写法）。




虑（慮）。省去中间。（“慮”本是“从思、虍声”，可以说成“从思省，虍声”。）




疟（瘧）。省去中间。（按，作为声符的“虐”，篆字下面有个“人”，隶变时被省去。——参见《附录》）




宁（寧）。省去中间。甲骨文、小篆有此字，象橱椟形，隶变作“宁”。《说文》释其义为积聚，后作“貯”；引申为久立，后作“佇”；又引申为门屏之间。在“寜”简化为“宁”之后，为避免混淆，对于以“宁（zhu）”为声符的“佇、苧、紵、貯”四个常用字改为“伫、苎、纻、贮”，另有一些非常用字不改。《简化字总表·第二表》在“宁（寧）”下有注。




农（農）。把“農”字中间省去，由前二笔和后四笔组“农”。（采取了草书的笔法）




盘（盤）。省去上部右边。




伞（傘）。篆作“繖”，以后出现象形的简化字“傘”，现去掉中间多余部分直接用两个杆代替，变得更加象形了。（参见《附录》）




涩（澀）。省去右边一半。（‘歰’是“澀”的初文，宋代出现省去一半的异体。《说文》：“歰，不滑也。从四止。”篆字为下二“止”正写，上二“止”反写，隶变后作“歰”。晋以后又加形旁作“澀”。《集韵》《字汇补》都有“歰”的异体“”。）




誊（謄）。省去左边。（《说文》：“謄……从言，朕声。”这里的“月”是形声字“朕”的形旁，由篆体“舟”省简而成。“誊”可以说成“从言，朕省声”。）




椭（橢）。省去右边的中间，参照“随、堕”二字，也可以说是草书楷化字。




习（習）。省去下部和上部的一半。此简化字，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群众常用，如学习，习惯。




乡（鄉）。省去中间和右边。（按，“鄉”的篆字的两边是正反两“邑”，隶变后右边作“阝”，左边作“乡”。“邑”是人聚居的地方，与“鄉”有相同含义。）




寻（尋）。省去中间。由《碑别字新编》可知魏唐间曾有多种“尋”字中间省简的写法，北魏《奚康生造像碑》中有“寻”中间多一横的写法。（注45）




严（嚴）。文天祥、唐寅所写的“嚴”的上部成此形，以后民间也经常这样写。现省去下部。




业（業）。省去下部。




（三）新出异体字




1.形声字换偏旁，象形、会意字改为形声字。




肮（骯）。作为形容“不干净”的书面词，宋元时作“腌臢”（azan），明代以后作“骯髒”。由上可知，此词本来就用“月（肉）”旁。




毕（畢）。《说文》：“畢，田网也。”一种田猎用的长柄网。“畢”是象形字，下部是长柄。现取其下部，再加声旁“比”，这样便于读音。




毙（斃）。“斃”篆是“从死，敝声”。比、敝音同。改为“比声”。




补（補）。“補”篆是“从衣，甫声”。“甫”音fu,又音pu（同“圃”）；“卜”音bu，甫、卜同韵。现改为“从衣，卜声”。




灿（燦）。“燦”篆是“从火，粲声”。“粲”音can，与“山”同韵，现改为“从火、山声”。




忏（懺）。“懺”是外来词，由梵文音译而制成的“从心，韱声”字。“韱”音xian，与“千”同韵；又，吴方言中，“韱”读为“千”。现改为“从心，千声”。（参见“歼”“纤”）




偿（償）。“償”音chang，“尝”是“嘗”的简化字，音同。“償”以“赏”为声旁是取其同韵，现改为“尝”旁则是完全同声。




彻（徹）。“徹”的甲金文像手持鬲，表示“食毕而徹去之”（罗振玉说）。小篆变形，《说文》又误释为“从彳、从育、从攴”的会意字，因为以后又以“徹”为字源，出现了“撤、澈、辙”等字，人们由此误以为“徹”是形声字，现改为“从彳，切声”。




衬（襯）。《玉篇》：“襯，近身衣。”因内衣与身体相亲而造此会意字。“襯”用为“陪衬、协助”义时，曾用“寸”字。《西游记》六十回有“傍寸”，蒲松龄《穷汉辞》有“帮寸”（《儒林外史》作“帮襯”）。“寸”“襯”声近，现仍以“衣”为形旁，另用“寸”为声旁。




迟（遲）。“遲”“尺”同声。“遲”篆字依古音以“犀”为声旁，以后“犀”音xi，与“遲”音大不相同。现改为以“尺”为声旁，便于准确识读。




础（礎）。“礎”本是“从石，楚声”。“出”“楚”声同，现改为“从石，出声”。




丛（叢）。《说文》：“叢，聚也。从丵，取声。”（“丵，丛生草也。”）“叢”有“密集生长的（草木）”之义。草木生长于地，现在以“一”为形，以“从”为声作“丛”字，既形象又便于读写。（由《说文》可知，旦、且、丘等字下面一横都表示地。）




窜（竄）。“竄”，《说文》：“竄……从鼠在穴中。”是会意字。本义是隐藏，引申为放逐、逃跑、纵跑、改易，以后本义少用，多用各引申义。在会意字不易理解的情况下，改为形声字，以笔画少的同声的“串”为声旁。




敌（敵）。“敵”与“適”声旁相同，而音不同，是因为“啇”是“啻”的变形，本有di、chi二音。现“適”简化为“适”，类推简化为“敌”。［见适（適）］




矾（礬）。“礬”是以“樊”为声旁的形声字，现改用“凡”为声旁。




沟（溝）。“溝”本是“从水，冓声”。“勾”“冓”同声，现改为“从水，勾声”。（《康熙字典》：“沟，音勾，水声。”未见用例。现简化作“沟”，也可以说是假借。）




购（購）。“購”本是“从貝，冓声”。“勾”“冓”同声，现改为“从贝，勾声”。（《篇海类编》：“购，治也。”《直音篇》：“购，禀给。”均未见用例。也可以说是假借。）




护（護）。“護”本是“从言，蒦（huo）声”。因为救助、保护少不了用手，改用“手”旁；又因“蒦”字极少使用，音又不同，改用同声的“户”为声旁。解放区群众常用，如“爱护群众”“白衣护士”。




华（華）。“華”是“花”的古字，下部像花托。现保留下部，加同音的“化”表声。这样更便于读音。




积（積）。“積”本是“从禾，責声”。“責”音不同，无法表音。“只”“積”同韵，可以表音，现简化为“积”。“积极”一词解放区群众常用。




极（極）。“極”本是“从木，亟声”。“及”“亟”同声，现改为“从木，及声”。（《说文》有“极”篆，义为驴背上木架，未见用例。也可以说是假借。）




歼（殲）。“殲”本是“从歹，韱声”。“韱”“殲”“千”同韵，现改为“从歹，千声”。解放区军民常用，如“歼灭敌人”。




舰（艦）。“艦”是以“監”为声旁的形声字，现改用“见”为声旁。




讲（講）。“講”本是“从言，冓（gou）声”。“井”“講”是双声字，现改为“从言，井声”。




胶（膠）。“膠”本是“从肉（月），翏声”。“翏”音lu，无法表音。“交”“膠”同声，可准确表音。现简化为“胶”。




阶（階）。“階”本是“从阜，皆声”。“皆”“介”同声，现改为“从阜，介声”。解放区群众常用，如“阶级”。




洁（潔）。“潔”本是“从水，絜声”。“絜”“吉”同声，现改为“从水，吉声”。《玉篇》：“洁（ji），水也。”古水名，但史书未见。也可以说是假借。




进（進）。“進”被《说文》释为“从辵，閵省声”。高鸿晋《字例》：“（甲骨文）字从隹，从止，会意。止即脚，隹（鸟类）脚能进不能退，故以取意。……周人变为‘隹、辵’，意亦同，不当为形声。”“進”本应是会意字，但由《说文》开始，历来都认为是形声字。现按形声字结构，以“井”为声旁，简化为“进”。




剧（劇）。“劇”本是“从刀，豦声”。“豦”“居”同声，现改为“从刀，居声”。




蜡（蠟）。“蠟”和“臘”声旁相同，现依“臘”简化为“腊”而类推为“蜡”。按，小篆已有“蜡”（qu）是“蛆”的古字。古代天子在年终祭万物，《礼记》作“大蜡”（音zha，也作“”。）现因前者早已用“蛆”字，后者早已不举行，以“蜡”为“蠟”的简化字，不会引起误解。




历（歷、暦）。《说文》：“歷，过也。从止，厤声。”甲骨文像人足在禾丛中走过，本义是“经过”。由人行走引申为天体运行，为推算这种运行规律的方法。《易·革》：“君子以治歷明时。”注：“修治曆书，以明天时也。”以后出现专表此意的“曆”字。现将两字合并，只用古本字。“歷”“力”同声，现简作“历”。




疗（療）。“遼”本是“从疒，尞声”。“尞”“了”同声，现改为“从疒，了声”。




辽（遼）。“遼”本是“从辵，尞声”。“尞”“了”同声，现改为“从辵，了声”。




猎（獵）。“獵”和“臘”声旁相同，现依“臘”简化为“腊”而类推为“猎”。




卢（盧）。以“盧”为声旁的字中，古已有庐、芦、炉、驴等简化字。现不直接用简化的偏旁是为了与“户”区别，就保留了最上部，写作“卢”。




酿（釀）。“釀”本是“从酉，襄声。”因“娘”篆作“孃”，隶变后改用简化偏旁写作“娘”。现依此类推为“酿”。




纤（縴、纖）。《正字通》：“縴，挽船索也。”现改用同声的“千”作声旁。《说文》：“纖，细也。从系，韱声。”音xian。因与“千”同韵，又可仿“忏”“歼”简化为“纤”。“纤”成为“縴”“纖”二字共同的简化字后，就有了不同的音义。在“纤绳、纤夫、拉纤”词语中，是“縴”的简化字，音qian。在“纤长、纤毛虫、纤巧、纤柔、纤维、纤小”词语中，是“纖”的简化字，音xian。“纤手”一词，若见于古诗词（如，汉宋子侯《董娇娆诗》：“纤手折其枝，”《古诗十九首之二》：“纤纤出素手。”）本作“纖”；若用为给人介绍买卖的人，也叫拉纤的，则本应作“縴”。




窍（竅）。“竅”本是“从穴，敫声”。“敫”有篆字，未见使用，成为废字，不能起表音作用。现改用同声的“巧”作声旁。




扰（擾）。小篆中“擾”字是以“夒（nao）为声旁，隶变时简化成与“憂”同形。现以尤、憂同声，改为“从手，尤声。”




认（認）。“認”是南北朝时出现的形声字，以“忍”为声旁。现改用同声的“人”为声旁。（《列子·天瑞》：“仞而有之。”集释：“仞即認。”语言中有此音，先借“仞”，音同即可。）




审（審）。“審”篆是“从宀，从番（fan）”的会意字。（“兽足谓之番”）现保留顶部，以同声的“申”为声旁作“审”。




胜（勝）。“勝”本是“从力，朕声。”现保留左部，以同声的“生”为声旁作“胜”。按《说文》中有“胜（xing）”篆，隶变后改用声旁为“星”的“腥”字。古书中曾有“胜遇”（《山海经》中的奇鸟，音qing）。也曾假借为“省”（《管子》：“身之瘠胜而哀怜之”）。近代化学界曾经把“肽”（一种有机化合物）称为“胜”，以后只用“肽”字。现都不再用。




适（適）。“適”本是“从辵，啻声”（“啻”本音chi，以后也音di），现改用“舌”为声旁（適、舌双声）作“适”。按，《说文》有“”，音kuo，隶变后作“适”。古来只用为人名，如南宫适、洪适。现为了避免混淆，古人名仍用本字“”。（《简化字总表》“适”下有注：为了避免有混淆，可恢复本字“”。《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都有“”。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规定只用“适”字，有kuo、shi二音。）




态（態）。《说文》：“態……从心，从能。”按此说解，“態”是会意字。但清代研究《说文》的四大家中有二人认为是形声字。王筠《说文句读》：“桂氏（桂馥）曰：‘当做能声，能读如耐。’”现按形声字，以同声的“太”为声旁。




宪（憲）。《说文》：“憲，敏也。从心，从目，害省声。”《段注》：“心目並用，敏之意也。”（“害省声”是古音，《广韵》为“许建切”）本义未见使用，自古以来都用为法令，效法等义。 为便于读音，现以同声的“先”为声旁作“宪”。




悬（懸）。“懸”篆本作“縣”，以后因“縣”专用于行政区划单位名，另出分别字“懸”。（《说文》：“縣，系也。”徐铉注：“此本是縣挂之縣，借为州縣之縣，今俗加心，别作懸，义无所取。”）现依“縣”简化为“县”，类推为“悬”。




钥（鑰）。篆本作“”本义是门的直下木闩，所以造“从门、龠声”字。以后出现金属制的锁和锁匙，随之出现改用“金”为形字的“鑰”字。现改用同声的“月”为声旁（有yao、yue二音）。




艺（藝）。篆作“埶”（有甲金文），本义是种植。以后加形旁作“蓺”，后来又增加一个没有意义的“云”作“藝”（参见注18）。现以同声的“乙”为声旁作“艺”。解放区群众常用，如“文艺”。




拥（擁）。“擁”本是“从手，雝声”，隶变后“雝”简化为“雍”。现改用同声的“用”作声旁。




痈（癰）。“癰”本是“从疒，雝声。”现改用声的“用”作声旁。




邮（郵）。“郵”本义是古代传递文书，供应食宿，车马的驿站。是“从邑、垂”的会意字（“垂”本义是边疆，后作“陲”）。现改为形声字，以同声的“由”作声旁。




跃（躍）。“躍”本是“从足、翟声”。按，《中华大字典》中，“躍，音藥”。《辞源》“躍”读音为yue。可见“躍”本有二音（现在有些方言中，也读为yao）。现以同为yao声的“夭”为声旁。




运（運）。“運”本是“从辵，军声”。现改用同声的“云”为声旁，可以准确识读。




酝（醞）。“醞”本是“从酉，昷（wen）声”。现改用同声的“云”为声旁，可以准确识读。




脏（髒、臟）。在上述第二类字中，“脏”已有用为“臟”简化字的先例。在“肮（髒）”中说到此词可用“月（肉）”旁。《简化字总表》在不会引起误解的前提下，以“脏”作为“臟”“髒”二字共用的简化字。




肿（腫）。“腫”本是“从肉，重声”，现改用同声的“中”为声旁。与“鍾、種”简化为“钟、种”相同。




桩（樁）。“樁”本是“从木，舂（chong）声”。现改用同声的“庄”为声旁。




钻（鑽）。“鑽”本是“从木，贊声”。赞和占二字同韵，现改用“占”为声旁。按，《说文》有“钻”篆，音qian，本义极少使用。《后汉书·章帝纪》中有“钻鑽之属，惨苦无极”。此处“鉆鑽”是古代的酷刑（《辞源》：“鉆，以铁束颈；鑽，凿去髌骨。”）晋代时禁用。（在需要引用古文时，必须保留原字。）




2.用符号代替偏旁。




币（幣）。近代金融界因“幣”字使用较多，就出现简化的“币”字，在内部通用。




谗（讒）。与“搀、馋”偏旁相同，现类推简化为“谗”。（参见注38）




导（導）。以“巳”为符号。（不是“己、已”）




邓（鄧）。以“又”为符号。




风（風）。“風”曾有由草书楷化的简体字“凨”（见《宋元以来俗字谱》）。现因同声的“凤”作“鳳”的简化字，将“風”简化为“风”。




仅（僅）。“僅”篆字偏旁与“漢、難”篆字偏旁相同，隶变后分为二形。现仿“漢”等用符号“又”简化，类推而作“仅”。




兰（蘭）。近代曾有人把“蘭”“藍”二字都简化为“兰”。现将“蘭”的简化字定为“兰”，而“藍”则按简化偏旁作“蓝”。




栏（欄)。“欄”曾有异体字“欗”，《正字通》：“欗，俗欄字。”现按偏旁“蘭”简化为“兰”，定“栏”为简化字。




烂（爛）。“爛”的篆字是“从火，蘭声”，隶变后行书、楷书都省去声旁的草字头作“爛”。现按篆字，以“兰”类推为“烂”。




拦（攔）。与“栏，烂”二字偏旁相同，类推为“拦”。




树（樹）。以“又”为符号。（草书有近似写法）




团（團、糰）。“圑”的本义是圆、圆形，引申为围绕、聚集，为圆球形物。人们把纸揉成的球状物叫纸团，把线缠绕成球的叫线团，用米或粉揉成的球状食物也可以叫米团、汤团。“糰”是后出的分化字，应当同异体字一样停止使用。现以“才”为符号作“团”。




卫（衞）。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出现“卫”字，群众常用。




胁（脅）。“脅”有异体字“脇”，古有用例。现依“協”简化为“协”类推而得。




（四）新造会意字




队（隊）《说文》“隊，从高隊也。从阜，声”。本义是坠落，后作“墜”。在甲骨文中，“隊”是阜（土山）旁一倒人或倒子（小儿），表示人从高处落下，是个会意字。小篆字变形成形声字。现简化字是仿甲骨文而造人在阜旁的会意字。




灭（滅）。“滅”是“从水，烕声”的形声字。“滅”的初文是“烕”，《说文》：“烕，滅也。从火，从戌。”又：“戌，滅也。”可见本来是在火上加压东西使之熄灭的会意字，后来才增加熄火的水写成“滅”。现在恢复原来的造字本意，以火上加“一”（物体）作新会意字“灭”。




（五）草书楷化字




仓（倉）。草书有近似写法。《说文》中“倉”篆的奇字作“”，极似。




层（層）。草书有近似写法。以“會”的下部与“曾”相同，现以其草书楷化的“会”为简化字，类推而简化“層”为“层”。




壶（壺）。唐孙过庭，元赵孟草书“壶”完全相同。




获（獲、穫）。晋王羲之草书“獲”有极似写法，现楷化为“获”。“獲”的本义是猎获，引申为获得；“穫”本义是收割谷物，也引申为收获。二字形似，义近，音同。古有借“獲”为“穫”之例。《荀子·富国》：“一岁而再獲之。”杨倞注：“獲，读为穫。”古书中“獲”字常用，现规定以“获”为二字共用简化字。




桨（槳）。草书有近似写法。现按“浆、奖、酱”类推作“桨”。(参见“酱”)




龙（龍）。《隶辨》中的隶书“隴、寵、襲”三字中“龍”的右边都写成“尨”。《辞源》：“龐。纷乱。古籍亦作庬、厖。”说明“龍”可以按隶书省去左边写成“尨”。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收入“尨”为“龍”的简体字（见《溯源》）《简化字总表》因《说文》有“尨”篆（音mang)，本义是多毛的狗，引申为杂色、杂乱。又用为假借字。为避免混淆，不取“尨”。又因草书中有把“龍”的右边写成“龙”的（如王羲之的“龍、寵”），就依草书再去半边，以“龙”为简化字。




马（馬）。草书中，“馬”的写法很草率。现按其书写顺序楷化为“马”。




买（買）。草书中近似定法。现按“賣”简化为“卖”定型为“买”。




鸟（鳥）。宋苏轼、明祝允明草书极似。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有“鸟”中间多一横的简字（见《溯源》）。现省写为“鸟”。




牵（牽）。草书中有近似写法，明祝允明草书与“牵”极相似。现定型为“牵”。




佥（僉）。《说文》：“僉，皆也。”此字少用。草书字典中未见单字“僉”，作为偏旁的草书字常见，如剑、俭、捡、检、敛等。史游《急就章》中有“检”。




庆（慶）。草书中有近似写法。现进一步简化为“庆”。（按，内部作“大”，或是因为庆贺是人间大事。）




湿（濕）。草书中有近似写法。曾有楷体字“”。明《正字通》：“濕，俗作。”宋元以来的《古今杂剧》《三国志评话》《太平乐府》中，“濕”作“”。《简化字总表》是因为“濕”的声旁与“顯”的声旁相同，二字简化也应相同，就定型为“湿”。［参见“显”（顯）］




书（書）。“書”的篆字是“从聿、者声”。（“聿”是“筆”的本字。书是用笔写出的，所以“从聿”。）隶变后省去“者声”上部写成“書”。在汉居延简、敦煌简中和王羲之、米芾草书已有与“书”极似写法。




肃（肅）。六朝诸碑中，楷书有下部为“米”的；明董其昌草书极似。




图（圖）。草书有近似写法。宋元已有简化异体字，《改并四声篇海》：“，与圖同。”




韦（韋）。草书有近似写法。“汉初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中的‘韋’已与‘韦’接近。”（《溯源》）




乌（烏）。草书有近似写法。篆字中“鳥”去掉一点为“烏”。（《段注》：“‘鳥’字点睛，‘烏’则不，以纯黑故不见其睛也。”）现依“鸟”去一点作“乌”。




写（寫）。草书有近似写法，楷书有上部少一点的。




亚（亞）。草书中有写作“亜”的，《中华大典》：“亜，亞俗字。”唐裴休、明祝允明草书“亚”完全相同。




盐（鹽）。南北朝时已有简体字，《玉篇》：“塩，鹽的俗字。”王羲之草书与“盐”极似。




尧（堯）。草书有近似写法，孔琳之、李卓吾所书与“尧”完全相同。




妆（妝）。明祝允明草书、明陆深楷书都有“妆”。（由以上可知，“壮，状，装”都早已见于出版物，只是没有“妆”字。）




（六）简化偏旁




讠（言）。草书中普遍使用。《简化字总表》将“讠”定为“言”的简化偏旁（在左、在中的简化，在右、在上、在下的不简化）。




饣（食）。汉代居延简、敦煌简中的“飲”“餘”，三国吴皇象《急就章》中的“餅”“餌”，有近似写法。（据《溯源》）《简化字总表》将“饣”定为“食”的简化左偏旁（在右、在下的不简化）。




（昜）。《说文》有“昜”，《段注》：“此阴阳之正字也，阴阳行而侌昜废矣。”后只用“陽”字，“昜”仅用为偏旁。汉代居延简中的“傷”“陽”，敦煌简中的“揚”，今草中王羲之的“楊”、张旭的“湯”、孙虔礼的“暢”，其右偏旁都与“”相同。《简化字总表》将偏旁“昜”统一简化为“”。（“傷、陽”简化为“伤、阳”。见前述）




只（戠）。《说文》中有“戠”篆，缺义，音zhi，无单独用例，只用为偏旁。《简化字总表》因群众中有用例，将偏旁“戠”统一用同音的“只”代替。




钅（金）。汉代居延简中的“銅”“錮”有近似写法。今草中有多种写法，与此相同的有苏轼的“鈴”、明人的“钜”。《简化字总表》将“钅”定为“金”的简化左偏旁（在右、在上、在下的不简化）。




（巠）。《说文》：“巠，水脉。”音jing，无单独用例，只用为偏旁。《宋元以来俗字谱》中提到，“勁、徑、輕、頸在《金瓶梅》《岭南逸史》《目连记》中作“、、軽、頚。”《康熙字典》：“軽，《川篇》与輕同。”因“圣”与“聖”的简化字和“怪”的偏旁相同，为避免误读，《简化字总表》将偏旁“巠”统一简化为“”。




小结。以上这类楷字初见于《简化字总表》的简化字共有140个，占全部简化字（487个）的28.7%。












附注




（注1）小篆“省声字”中，变为无音无义符号的字例。




1.：《说文》：“斅，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声。學，篆文斅省。”“學”是省形字，其上部由爻、臼、冂组成，成为一个有形无义仍带音的符号。《说文》中注为“學省声”的篆字有嶨、澩、觷、鷽（都与學音同，xue)、礐(que)、覺（jue)、嚳（ku）、（wo）、（嚳音不同隶变后出现的黌、鱟二字，与“學省声”无关。）。




2.：《说文》：“，鸟也，从鸟、声。難，或从隹。”“難”是以后常用的“或体字”。其声旁“”隶变后，独体字作“堇”，此处偏旁隶作“”。《说文》中，“難”省声的有漢、歎二篆，进一步延伸的是“漢省声”的熯，“歎省声”的嘆。（在以“”为声旁的篆字中，凡是与“堇”音同的或韵同的，隶变后都作“堇”，如僅、觐、瑾、槿、殣、蓳、謹和勤、墐、螼。）“”无“堇”音，也不知其义，成为一个符号。




3.：《说文》无此字。金文中有近似字形，用为“荣”，也用为“营”。对它有两种解释：（1）像两支点燃的火炬，是“熒”的本字 ；（2）像两棵争相交荣的花草，是“榮”的本字。《说文》中以此为上偏旁的篆字共有22个。




“熒”《说文》：“熒，屋下灯烛之光。从焱，冂。”徐锴《系传》：“冂，犹室也。”《段注》：“以火华照室，会意。”由“熒”衍生出以下21篆。




“熒省声”的：塋、嫈、滎、瑩、營、罃、縈、謍、鎣（都读ying)，榮（rong）、（qiong）、醟（yong）。




“榮省声”的：禜、、鶯（都读ying）




“瑩省声”的：（ying）。




“營省声”的：煢（qiong）。




“勞省声”的：犖（luo）、膋（liao）。




“檾”“勞”是省形字。（《说文》：“勞，剧也。从力、熒省。熒火烧冂，用力者勞。”“檾，枲属。从，熒省。”）




（注2）《说文》中的“重文”。




例：“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古文中。籀文中。”（古文籀文各一）




“，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棲，故以为东西之西。棲，西或从木妻。，古文西。卤，籀文西。”（有或体、古文、籀文各一）




“蟁，齧人飞虫。从、民声。，蟁或从昬（昏），昏时出也。蚊，俗蟁从虫、从文。”（或体、俗体各一）




“倉，谷藏也。……从食省，口象倉形。仺，奇字倉。”（有奇字）




“譱，吉也。从誩、从羊。，篆文从言。”（有篆文一，隶变省作“善”）




说解：“《说文》凡9353文，而有重文1163。所谓重文，即一字的不同形体。此不同形体，包括有古文、籀文、或体、俗体等。古文，籀文与篆文是属于不同时期的形体上的差异，而或体、俗体则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形体。”“《说文》所说的古文和籀文究竟是什么，历代皆有争论。……现在看起来，可以肯定是战国时代的通行文字。”“所有《说文》的俗体、或体，奇字，都是一个字的不同形体，我们可以通称之为异体字。”（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




（注3）古文、籀文变篆的简化之例。（以下例中，前为古籀文，后为篆字。）




1.改声旁：-、-飽（由古文变）；-宇、-頂、-廡、-紟（由籀文变）。




2.改形旁：-粒、-企（由古文变）；鴟-、-員（由籀文变）。




3.会意、形声之间的变更：




会意变形声：湏-沬、-津、-雹（由古文变）；




-囿、-系（由籀文变）。




形声变会意：-（暴）（由古文变）




4.省略：-冊、-宜，-鬼、-（栗）、-岐（由古文变）；-副、-敗、-歎、-、-（粟）、-融（由籀文变）




5.把难以书写和解释的字形规范化：-婚（改为会意字：“《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从女、从昏。”）孳、襄（改为形声字，古籀文都很复杂。)




（注4）以篆字为重文的字例。




对于字头是古文、籀文的判定：《说文》：“丄，此古文上，指事也。上，篆文丄。”又：“……厡，篆文从泉。”(隶变作“原”）（《段注》：“乃古文籀文也。”）又：“……，射，篆文从寸。”（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射为篆，则为古文矣。”）又：“……，篆文从。”（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当为古文或籀文。”）




字例（以下前为字头，后为篆字。）




简化的：厡（原）、射、、譱-（善）、亯-享、-（巷）、-折、-流、-涉、-渔、斅-學、-羹、灋-法，另有豚、肄、覃、。




繁化的：-颐、厹-蹂、巿-韨、舄-鵲（四字都是由象形改为形声字）寀-審、隓-墮、丄-上、丅-下、巺-巽。




（注5）重文中或体、俗体与字头的繁简变化之例。（前为字头，后为重文）




一、变简（笔画比字头少，共计约79字）：




(1)省减：雧-集、曐-星、-蛾、繛-绰、詾-讻。




(2)改形旁：諎-唶、躳-躬、-煮、-箎、-難。




(3)改声旁：觵-觥、澣-浣、-鯨、-裸。




(4)形旁、声旁都改：鬴-釜、-脓、蟁-蚊。




(5)会意改为形声：-剸




二、变繁（笔画比字头多，共计约44字）：




(1)由象形、会意字改为形声字：処-處、刅-创、厷-肱、-攀。




(2)因经典使用而延续：-、-膟、-鴽、鬽-魅。




完全因笔画多被使用：帬-裙、-豉、-龋、絥-鞴、-。（仅5字）




以上（1）、（2）类共约39个变繁字，都有其必然性：①形声化是汉字早期发展中的重大趋势；②经典是后代文人必须遵循的，其中所用字形必须沿用，不能更改，也不敢更改。（的或字，因《礼记》所列而改为。）




（注6）“又”在篆中不同位置的隶变：




又，《说文》：“又，手也。象形。”（以后，“又”用为副词。不再表示“手”。）




“又”在下：隻、雙。《说文》：“隻,……从又持隹。持一隹曰隻，持二隹曰雙。”




“又”在右：《说文》：“取，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礼》：‘获者取其耳。’”（汉郑玄《周礼》注：“得禽兽者取左耳，当以计功。”）




“又”在上：《说文》：“（友）……从二又，相交友也。”又，“有，……从月，又声。”清林义光《文源》：“有，持有也。古从又持肉，不从月。”




“又”在上右：《说文》：“寸，……人手却一寸动脉，谓之寸口。”（“寸”出自“又”，因此以“寸”为形旁的字，其意义也多与手或手的动作有关。）




“又”横置：《说文》：“聿，所以书也。”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聿，筆之别名也。从又，象手执笔形。”（書、畫都以聿为形旁）




《说文》：“彗，扫竹也。从又持甡。”（手持一把竹枝作扫帚）




秉、兼。《说文》：“兼持二禾，秉持一禾。”




双手相对“収（卄）”：《说文》：“弄，玩也。从卄持玉”。又：“兵，械也。从卄持斤，（斧）并力之貌。”（两手相对有持、拿、合力含义）。




双手相背“”：“樊”（义同攀，向上攀登时，两手掌向外便于用力。）




（注7）“火”在篆中不同位置的隶变：




“火”在下：焦、然、（赤）、（尉）、（深）




“火”在中：（黑）




“火”在上：（光）、（粦）。




（尉是熨的本字、粦是燐的本字，因隶变后已看不出与火的关系，就再加一个“火”旁）




（注8）《说文》：“网，庖牺所结绳以渔。从冂，下象网交文。罔，网或从亡。網，或从。”




“网”作上偏旁的隶变（在“岡”中是声旁，在其他字中都是形旁）。




羅、罩、罔、罕、冞、（也作罙）、岡。




（注9）隶变中省减笔画字例：




册的篆字中间是三竖二横，侖、扁、龠、典的篆字都由“册”组成；泊、拍的篆字都以百为声旁；勿、羽、弱的篆字都是三撇；戟、韓、朝的篆字右上有“人”；鹰篆从疒旁；寮篆从穴；舉篆下为手；言篆中间多一竖。




（注10）隶变中省形字字例：




虐。《说文》：“，残也。从虍，虎足反爪人也。”（篆下部有一“人”）




塵。《说文》：“，鹿行扬土也。从麤，从土。，籀文。”




雷。《说文》：“靁，靁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转形。”




霍。《说文》：“靃，飞声也。雨而双飞者，其声靃然。”




螬。《说文》：“，蛴也。从，曹声。”（蛴螬，金龟子的幼虫。）




香。《说文》：“，芳也。从黍，从甘。”




鬻。《说文》：“鬻，也。从，米声。（臣铉等曰，今俗作粥）”《说文》：“……象孰（熟）饪五味，气上出也。”




（注11）隶变中省声字字例：




爛。《说文》：“爤，孰（熟）也。从火，蘭声。”




搴。《说文》：“，拔取也。从手寒声。楚辞曰：‘朝批之木兰。’”（今本《离骚》作“搴阰”。）《句读》：“字或作搴。”




龡。《说文》：“，音律管壎之乐也。从龠，炊声。”《集韵》：“，或省。”




薑。《说文》：“，禦湿之菜也。从艸，彊声。”




書。《说文》：“，箸也。从聿（筆），者声。”




雪。《说文》：“，凝雨，说（悦）物者。从雨，彗声。”




（注12）相依结构连成一体字例：




島。《说文》：“，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从山，鳥声。”




釜。《说文》：“鬴，鍑属（大口锅）。，或从金，父声。”




形、開篆字都是“幵声”。




並。《说文》：“竝，并也。从二立。”




兼。《说文》：“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




曹。《说文》：“，獄之两曹也。在廷東，从；治事者，从曰。”




（注13）草书正体化字例：之篆汉帛·老子汉简乎篆纵横家书郑固碑孔宙碑者篆秦简汉简也篆汉简史晨碑心篆汉帛老子定县竹简景君铭必篆汉帛老子定县竹简乏篆秦简汉简汉碑斥篆居延简鲁峻碑阴丐篆纵横家书熹平石经




（注14）偏旁简化统计篆犬手水心示网衣艸邑辵阜食共计楷犭扌氵忄礻衤艹阝




（右）辶阝




（左）饣用数5421142712850295746311813176551799*均按《说文》各部统计，另有散在别部的字未统计（如，山部的嶽、木部的梁、槤），有些使用较少的偏旁（如皿、癶）未统计。（注15）1.“朕”在《说文·舟部》，以“朕”为声旁的有勝、塍、滕、螣、賸、謄、騰、黱等字。《说文·舟部》还有俞、服二字，朝篆则以“舟”为声。




2.“郭”篆的左旁为“”，“敦、孰”篆的左旁为“”，都与“享”篆上部相似。




（注16）1.奉、奏、泰、舂（秦）的篆字中间是双手对捧，上面加一个表示读音或示意的符号（泰上为“大”音、奉上为“丰”音、奏上加一个表示上进的符号、舂上加“杵”的省写。）春篆的上面为“艸”、中间为“屯”音。这五篆上部相差很大，隶变后都采用了相同的上偏旁。（秦是“从禾、舂省”的会意字，用舂的上部。）




2.“塞”篆上部是双手捧玉往房屋里填塞、“寒”篆的上部是人在屋内草堆中，二者结构不同、含义不同，隶变后都写成“”。“賽”是“塞省声”，“褰、蹇、骞、鶱”是“寒省声”，读音不同却用了相同的偏旁。




3.“寨、謇”二字的来历：




寨，篱落、栅栏。初见于唐《陈书》：“拥兵立寨。”本作柴，《集韵》：“柴、篱落也。或作砦、寨。”《庄子·外物》：“知出乎争，柴生乎守。”郭象注：“柴、塞也。”




謇，口吃。初见于南北朝《玉篇》：“謇，吃也。”本用蹇，《说文》：“蹇，跛也。”《段注》：“言难亦谓之蹇。”北朝庾信《谢滕王集序启》：“言辞蹇吃更胜扬雄。”后因口吃出于言语，改用“言”为偏旁。寨与塞、謇与蹇同韵，就用相同上偏旁。




（注17）篆省隶不省的字（共19字）：




坄（从土，役省声）—垼、（从犬，将省声）—奬、愯（从心，雙省声）—、（从水，朝省）—潮、淲（从水，彪省声）—滮、（从水，旋省声）—漩、（从木，薄省声）—欂、（从水，将省声）—漿、硻（从石，堅省）—、耊（从老省，从至）—耋、（从耳，從省声）—聳、（从虫，若省声）—蠚、（从虫，伊省声）—蛜、（从足，斷省声）—、飻（从食，殄省声）—餮、（从鹵，差省声）—鹺、（从壹，恣省声）—懿。




（注18）“初文”繁化之例（出现替代的后起字）：




（1）增加形旁：冎—剮、垔—堙、穵—挖、喿—噪、歰—澀、（粦）—燐、夋—踆、—錽




（2）增加声旁：冖—冪




（3）另造形声旁：辵—躇、攴—扑、—堆、丶—（《说文》：“有所绝止、而识之也。”古文中不用标点，读书时为了断句就加一点作记号。）




（4）无法解释的繁化字：埶—藝。《说文》：“埶，种也。《书》曰：我埶黍稷。”此篆承甲金文字形（手执木，种于地）。以后因种植的是草木，增加形旁作“蓺”。《诗·小雅·楚茨》：“我蓺黍稷。”毛传：“蓺，树也。”（《说文》未收“蓺”字，只收初文“埶”，又误注为《书》。）但汉代文人对这样的繁化仍不满意，又在“蓺”下增加一个既不表义又不表音的“云”，写出了无法解释的“藝”。 徐铉在校订《说文》后，列出了二十八个“俗书讹谬，不合六书之体”，其中就有“藝”。注为：“本只作埶，后人加艸、云，义无所取。”此字的出现，说明古人在追求繁化时，竟然采取了没有道理的手段。




小篆中还有一些已废止的初文，因《说文》已将其后起字收入，此处就不引为繁化之例。其中有些见于重文，如“凷……塊，或从鬼”（加声旁），“処……處或从虍声”（加声旁），“网……罔，网或从亡（加声旁）；網，网或从（又加形旁）”。也有些见于不同部属，如“寽，五指持也”，在手部有“捋”；“（复），行故道也”，在“彳部”有“復”；“……从日中视丝，古文以为顯字”，在“页部”有顯。这些是增加形旁的。也有假借他字的，如“厶”（“自营为厶”）后假借“私”（“禾也”）；“侌”（“云覆日”）假借“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




（注19）《说文》中不是“重文”的异体字。




在几种注释《说文》的书中，都提及到“重文”以外的异体字。如，《段注》在“訆，大呼也”下注：“与部，口部叫，音义皆同。”“瓨”下注：“字亦作缸。”“缸”下注：“缸与瓨音义皆同。”王筠《说文释例》中有专门的《异部重文》一章，共提到443个字。其中有些可以确定为异体字，如足部的“跛”与尢部的“”，水部的“淬”与火部的“焠”，火部的“煉”与金部的“鍊”。也有“两字同部”的，如木部的“柝”与“”，火部的“燬”与“”。但有不少字的提法是否确切，值得推敲、怀疑。由于判定异体字涉及字数较多，且不易分辨，此处就不作介绍了。




（注20）假借一个篆字之例：




卒—。“卒”的篆字是衣上加一标志，本义是给隶役穿的工装，后用以称差役，士兵。《说文》：“，大夫死曰。”《段注》：“《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卒之为言终于国也，字皆作卒。于《说文》为假借。”




杜—。《说文》：“杜，甘棠也。”（甘棠，杜梨树）又：“，闭也。”《段注》：“杜门字当作此，杜行而废矣。”




罪一辠。《说文》：“罪，捕魚竹网。从网、非。秦以罪为辠字。”又“辠，犯法也……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段注：“《文字音义》云，始皇以辠字似皇，乃改为罪。”




（注21）假借几个篆字之例。




强。《说文》：“强，蚚也。从虫，弘声。”（强和蚚都是蝇类昆虫。以后，“强”本义不用。）音qiang。《段注》：“假借为彊弱之彊。”




《说文》：“彊，弓有力也。”《段注》：“引申为凡有力之称，又假为勥迫之勥。”（古来，在壮健有力、勉强、倔强义上，“彊”“强”二字通用，都有qiáng 、qiǎng 、jiàng三音。宋代以后，以“强”为常用字。）




《说文》：“勥，迫也。从力强声。”音qiǎng。《段注》：“凡云勉强者，当用此字。今则用强而勥废矣。”




《说文》：“弜，彊也。”音jiang。北周卫元嵩《元包经》：“倔弜胥执。”李江注：“倔、弜，并强也。”




參。《说文》：“曑，商星也。从晶，声。參，曑或省。”




《说文》：“蓡，人蓡，药草，出上党。”《段注》：“《本草经》作人參。”




《说文》：“槮，木长貌。《诗》曰：‘槮差荇菜。’”《诗·周南·关雎》作“參差荇菜”。《说文》：“篸，差也。”《段注》：“今人作參差（cen ci），古则从竹、从木也。”




（注22）曾假借数字，最后确定一个之例：




（1）页（頁）。《说文》：“，籥也。”（古时儿童习字用的竹片叫籥）《段注》：“今书一纸谓之一頁，或作葉。其实当作此‘’。”




《说文》：“葉，艸木之葉也。”《正字通》：“书卷次第成秩者，如葉相比 ，亦曰葉。”




《说文》：“页，头也。”《通训定声》：“小儿所书写每一笘谓之一葉，俗用页。”




（2）帅（帥）。《说文》：“，将也。”《段注》：“将帅字古只作将，帅行而又废矣。”




《说文》：“率，捕鸟畢也。象丝网，上下其竿柄也。”《段注》：“畢者，田网也……按，此篆本义不行。凡将，皆不用本字而用率，又或用帅。”《荀子·富国》：“将率不能则兵弱。”杨倞注：“率，与帅同。”（“率”引申为“带领”，至今仍在使用。）




《说文》：“帥，佩巾也。帨，帥或从兑，又音税。”《段注》：“后世分文析字：帨训巾，帥训率导、训将帅，而帥之本义废矣。”《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




（3）才。《说文》：“才，草木之初也。”《句读》：“始义，《说文》作才，亦借材、财、裁，今人借纔。”《晋书·谢安传》：“才小富贵，便豫人家事。”（义为刚刚、开始）《说文》：“，老人行才相逮。”《段注》：“才，仅也。今字作。”《水经注·湿余水》：“路才容规。”




《说文》：“材，木梃也。”（梃，植物的干。）《说文》：“僅，材能也。”《段注》：“材，今俗用之字也。”




《说文》：“财，人所宝也。”《汉书·李陵传》：“上遣大军至，财令（李）陵为助兵。”注：“财与通。”




《说文》：“哉，言之间也。”（语气词）《书·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集传》注：“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




《说文》：“裁，制衣也。”《战国策·燕策》：“燕王曰：‘寡人……裁如婴儿。’”鲍彪注：“裁，仅也。”《汉书·匈奴传》：“单于捕斩之。……然众裁数万人。”




《说文》：“，帛雀头色也。”（黑里带红色的帛叫）《汉书·晁错传》：“远县至，则胡又已去。”




（注23）《说文》第一篇下“艸部”，共收正文445个篆字，其中以后正字不用而用假借字的是（前是本字，后是假借字）：




假借笔画多的：茿—蓄、芀—苕、莔蝱（《说文》：“茿、萹茿。”《尔雅·释草》作萹蓄，一种药草。《说文》：“莔，贝母也。”《诗·鄘风》作蝱。）共3个。




假借笔画少的：菦—芹、苷—甘、蓡—參、荵—忍、蕕—莤、莣—芒、菳—芩、蘠—薔、菽—滌、葠—苫、和苣、蓴、深、莞、鷊、菊、曲、葥、术、縈、麗、繇、麤、叢共计24个。




（注24）在徐铉校订《说文》时，对有些以后出现别体字或变音的篆字都有按语。其中有认同的，如“荼，臣铉等曰：此即今之茶字”；“，臣铉等曰：今俗作”；“醋，在各切。臣铉等曰：今俗作仓故切”。这类字共约22个。另有111个是否定的，在按语中都加“非是”二字，如“鍼……今俗作针，非是”；“……今俗作蟀，非是”。在总共133个俗字中，不论是否被文人学者认可，以后全都转而升级为正字。如常用字中的：仗（杖）、帆（）、抱（袌）、呜（乌）、池（沱）、浒（许）、俯（頫）、寨（柴）、徘（裴）、腑（府）、晴（夝）、筏（橃）等。




（注25）隶变后形旁改变字例：




雎。《说文》：“鴡，王鴡也。”《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毛传：“雎鳩，王雎也。”




嗟。《集韵》：“，《说文》：‘咨也。一曰，痛惜也。’或作嗟。”《诗·魏风·陟岵》：“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




。《说文》：“，足衣也。”《韩非子》作“”，汉张衡《南都赋》作“”。




鍔。《说文》：“，刀剑也。”《庄子》《汉书》作“鍔”。




耜。《说文》：“，臿也。”（鍤，铁锹）《诗·周颂·良耜》《庄子》《国语》作“耜”。




嗅。《说文》“齅，以鼻就臭也。”《论语》《韩非子》作“嗅”。




（注26）隶变后声旁改变字例：




慷。《说文》：“忼，慨也。从心，亢声。”《楚辞·九章》作“慷慨”。




矊。《说文》：“，卢童子也。从目，声（xuan)。”（卢，黑色；童子，后作瞳子，瞳仁）汉《方言》：“黸瞳之子，谓之矊。”（mian)《辞源》：“矊，瞳子黑。”




秈。《说文》：“稴，稻不黏者。从禾，兼声。读若风廉之廉。”《段注》：“今俗通谓不黏者为秈(xian)米……盖秈即稴字，音变而字异耳。”




衝。《说文》：“，通道也。从行，童声。”清邵瑛《群经正字》：“今经典作衝。”




瘇（尰）。《说文》：“，胫气足肿。从疒，童声。《诗》云：‘既微且。’，籀文从尣（尢）。”《诗·小雅·巧言》：“既微且尰。”《毛传》：“尰，肿足为尰。”《集韵》：“，或作瘇。”




畽。《说文》：“疃（tuan)，禽兽所践处也。《诗》曰：‘町疃鹿场。’从田童声。”《诗·豳风·东山》：“町畽鹿场。”《集韵》：“疃，或作畽。”




董。《说文》：“蕫，鼎蕫也。从艸，童声。”《尔雅·释草》：“薡蕫。”（香蒲科草本植物）《释文》：“蕫，本或作董。”




動。秦《峄山碑》和汉帛书《老子·甲》都作“勭”。《说文》“動，作也。从力，重声。”




種《说文》：“種，先穜后孰（熟）也。”又：“穜，埶也。”徐锴《系传》：“布之也。”“穜”本义是种植，引申为种类、种子；“種”本义是指生长成熟期晚的谷物。在使用中，二字互换字义。《周礼·天宫·内宰》：“而生穜稑之種，而献之于王。”汉郑玄注：“郑司农云：‘先種后熟谓之穜，后種先熟谓之稑。’”《释文》：“如字书，禾旁作‘重’是種稑之字，作‘童’是種殖之字。今俗则反之。”按，以后“穜”字几乎停用，可能是因为“先种后熟”的谷物生长期长，不利于生产而被淘汰。




（注27）隶变后形旁，声旁都改变字例：




痒（癢）。《说文》：“蛘，搔蛘也。”《说文》：“痒，痬也（痈疮）。”《周礼·天宫·疾医》：“夏有痒疥疾。”（用本义）《诗·大雅·桑柔》：“稼穑卒痒。”《诗·小雅·正月》：“癙忧以痒。”（用引申义——病害）汉华佗《华氏中藏经》：“内虚外实者，多痒而少痛。”（借为“蛘”）《红楼梦》七十回：“晴雯触痒，笑的忙丢下芳官。”《荀子·正名》：“疾、養、沧、热……”杨倞注：“養与癢同。”《礼记·内则》：“疾痛苛癢。”




（麴）。《说文》：“，酒母也。从米，省声。”《集韵》：“，或作麴、。”




倔。《说文》：“，勥也。”《句读》：“按，强盖即屈强。《汉书·陸贾传》：‘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通鉴》注：‘屈强，梗戾不顺从貌。’又作倔强。”《盐铁论》：“（南越尉陀）倔强倨傲，自称老夫。”《辞海》：“，倔强之倔本字。”




奩。《说文》：“籢，镜籢也。从竹，斂声。”徐锴《系传》：“籢，斂也，所以收斂也。今俗作匳。”韩愈《太行太皇后挽歌》：“妆匳一暂开。”《集韵》：“籨，《说文》：‘镜籨也。’或作匲。”《广韵》：“籢，俗作奩。”《后汉书·光烈阴皇后》：“视太后镜奩中物。”“奩”为常用字。字义由古代妇女盛梳妆用品的镜匣，引申为盛物之器、盛放香炉的笼子，也用为量词。按“籢”先改换形旁（“匚”是盛物之器，象形字），又将声旁省为“僉”。以后又简化内部作“匲”，后来可能是出于书写的方便美观，将中间的“大”移出写成“奩”。由形声字简化为既不是形声，又不是会意的无法解释的“奩”字。




（注28）1.《尔雅·释蟲》：“有足谓之蟲，无足谓之豸。”《说文》中“蟲”篆以此为释。但古来至今，对“蟲”有两种不同解释：（1）《礼记·儒行》：“鸷蟲攫搏。”唐孔颖达疏：“蟲是鸟兽通名。”《集韵》：“蟲，李阳冰曰：‘裸毛羽鳞介之总称。’”（2）《汉书·五行志》：“蟲豸之类谓之孽。”顔师古注：“有足谓之蟲，无足谓之豸。”前者释“蟲”是鸟兽类大动物，《汉语大字典》以“古代对一切动物的通称”为“蟲”的本义，引《尔雅·释蟲》，以“昆虫”为第二义。后者释“蟲”为有害的小动物，《辞源》以“昆蟲的通称”为“蟲”的本义，也引《尔雅·释虫》；以“泛指动物”为第二义。按，这两种不同的解释虽然至今无定论，但也说明自古以来“虫”“蟲”二字相通。




2.在后出字中，对于昆虫及类似小动物名称都以“虫”为形旁：




（1）因形声化而增加形旁。如，蝴蝶、蝌蚪在《庄子》中作胡蝶、科斗；蝾蚖、蟾蜍、蠋在《说文》中作荣蚖、詹除、蜀；蜈蚣本作吴公。




（2）把《说文》中用其他形旁的字改用“虫”旁。如蛆、蛙、螺的篆字是、、蠃。




（注29）《说文》：“（电），阴阳激耀也。从雨，从申。，古文电。”




《说文》：“虹……籀文虹从申。申，电也。”




《说文》：“申……”申有古文、籀文各一，与电、虹的古文籀文相似。以上说明《说文》中“申”就是电。




《甲骨文字典》中，“叶玉森谓甲骨文‘申’字像电耀屈折形”，卜辞中已用为十二地支名之一。




由上可知，“申”的甲金文、古文、籀文都像雷电的闪光，小篆增加形旁写成“電”，仍保持电闪的屈折形。单体则拉直写成“申”。




（注30）《说文》中有多个分别字，但以后仍恢复本字，这里举数例说明：




《说文》：“祡，烧柴燎祭天也。《虞书》曰：‘至于岱宗，祡’。”实际用例：《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释文》：“《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用本字“柴”不用分别字。




《说文》：“琀，送死口中玉也。”（古代贵族死后，后人使其口中含玉，以表示安抚。）实际用例：《周礼·天官·玉府》：“大丧，共含玉。”唐刘肃《大唐新语》：“家无余财，无珠玉以为含。”




《说文》：“崋，山，在弘农华阴。从山，華省声。”至今仍称“华山”。




《说文》：“犝，无角牛也。”（无角的是小牛，与人的幼年称“童”一样。）实际用例：《易·大畜》：“童牛之牿。”虞翻注：“无角之牛也。”




《说文》中还有不少与“祡、琀、崋、犝”相似的分别字，因无用多余，被废除。




（注31）古书中“濛”“矇”用例：




1.与“蒙”通用之例：




“蒙蒙”“濛濛”。《楚辞·九辨》：“云蒙蒙而蔽之。”《楚辞·九思》：“云濛濛分电儵烁。”都用于天气处于云雨迷濛状态。




“蒙蒙”“矇矇”。用于意识模糊不明状态。《汉书·叙传上（班固幽通赋）》：“心蒙蒙犹未察。”《文选·班固幽通赋》作“矇矇”。




“蒙汜”“濛汜”。神话传说中的地点。《楚辞·天问》：“出于汤谷，次于蒙汜。”（王逸注：“汜，水涯也。言日出东方汤谷之中，暮入西极蒙水之涯。”）《文选·张衡西京赋》：“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濛汜。”（李善注：《楚辞》曰：‘出于汤谷、入于濛汜。’”）




“冥蒙”“冥濛”。意为天色模糊不清，指薄雾或暮霭。《文选·吴都赋》：“迥眺冥蒙。”唐《搜玉小集·王冷然夜光篇》：“夜色冥濛不解顔。”




“蒙昧”“矇眛”。意为昏昧知识未开。《文选·陆机吊魏武帝文》：“迄在兹而蒙昧。”《三国志·蜀·卻正传·释诲》：“矇眛肇初。”《晋书·纪瞻传》作“曚昧”。




2.《说文》释“濛”为“微雨也”。当是出自《诗·豳风·东山》：“零雨其濛。”对此《毛传》曰：“濛，雨貌。”汉郑玄《笺》：“道遇雨濛濛然。”都认为“濛”指雨落下的状态。《说文》释义不准。《段注》依《玉篇》改为“微雨貌”，《句读》依《初学记》改为“微雨曰濛濛”。《现代汉语词典》：“濛，（书）形容细雨。”（濛濛同蒙蒙）《新华字典》：“濛，同蒙④。”（形容雨点细小）（二词典都未把“濛”作为“蒙”的繁体字）由上可知，“濛”是描述“微雨”的形容词，不是专指“微雨”的名词。




（注32）《简化字总表·借（藉）注》：“藉口、凭藉的藉简化作借，慰藉、狼藉的藉仍用藉。”说明“藉”的本义和引申义都不简化为“借”。




《说文》：“藉、祭藉也。一曰，艸不编，狼藉。”此字有二音二义：




1.藉（ jie）。“祭藉”，古代祭祀、朝聘时陈列礼品的垫物。引申为踞坐用草垫、坐卧其上、凭借、抚慰、含蓄。由此衍生出“枕藉”“慰藉”“蕴藉”等书面用词。




2.藉（ ji）。“艸不编，狼藉”，草没有编结好，显得又杂乱、又繁多，就叫狼藉，引申为践踏等。由此衍生出“狼藉”“陵（凌）藉”等书面用词。




（注33）古来用“了”“瞭”的词语（见《辞源》）




“了了”，聪明伶俐，明白事理。《世说新语·言语》：“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了悟”，本是佛教用语，意为领悟明白。《景德传灯录》：“师知其了悟，乃付山门。”




“了然”，明白清楚。唐白居易《睡起晏坐》：“了然此时心，无物可譬喻。”




“了解”，明白理解。宋陆游《对酒》：“孙吴相斫书，了解亦何益。”




“明了”，清楚明白。《后汉事·华佗传》：“魯女生数说显宗时事，甚明了。”




在以上词语中没有出现过用“瞭”字之例。只有“瞭如指掌”一词使用“瞭”字。《宋史·道学传序》：“ 命于天而性于人者，瞭若指掌。”（指着自己手掌给别人看，形容十分明白清楚）现常用字（词）典中，“了”在明白义上是“瞭”的简化字，在“远远地望”义上，保留“瞭”字（第四声）。




（注34）“台（臺）”在《简化字总表》第一表中是“不作偏旁的简化字”。按此规定，擡、薹二字应保持原形，但实际上二字都已简化。




（1）《宋元以来俗字谱》：“‘擡’，《通俗小说》《金瓶梅》作‘抬’。”《西游记·第四回》：“猴王……忽抬头观看。”《辞源》：“抬，本作擡。”《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都按简繁关系列为“抬（擡）”。




（2）薹。《本草纲目》：“芸薹……即今油菜，为其子可榨油也。”又：“大小二蒜皆八月种，春食苗，夏初食薹。”




苔。《说文》：“菭，水衣。”隶变后省作“苔”。属苔藓植物。舌头表面上滑腻的物质与之相似，称之为舌苔。




薹与苔是不同义的二字，《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中“苔”“薹”分为不同义的二字。但现在市场上都把蒜、韭菜、油菜的细长茎写成“苔”。




（注35）《说文》：“，芳草也。……，今林郡也（现广西玉林市）。”又：“鬱，木丛生者。从林，省声。”以后合用一字。《集韵》：“，《说文》：‘芳草也。’通作鬱。”“鬱”是两篆的合用字，就有了两个不相干的字义：（1）树木茂盛。《文选·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园中柳。”引申为阻滞、为忧愁、怨恨。《后汉书·崔寔传》：“智士鬱伊于下。”《北史·文苑传序》：“志鬱抑而不申。”《史记·淮阴侯传》：“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2）芳草，即鬱金香。引申为深厚香气。




（注36）《说文》：“願，大头也。”又：“，顛顶也（头顶）。”（此二字形旁“页”的本义是“头也”。顶、项、颅、颈、颐、颠、颧等字都以“页”为形旁。）




清邵瑛《说文解字群经正字》：“（），今经典皆借其声为願欲字，而又弃繁就简，祇用‘願’，不用‘’。然则古人似止作‘’。”《汉语大字典》在“”字头下有注：“按，‘願’字在战国到秦汉的玺印、帛书、竹木简、碑刻大多作‘’，只有个别作‘願’。”




（注37）古来用为表示“仅仅、唯一”义的副词，曾假借过多个不同字形。现举例如下：




“祇”。《诗·小雅·何人斯》：“祇搅我心。”郑玄笺：“祇，适也。”《段注》：“祇为语辞，适也。凡此训，唐人皆从衣从氏作‘衹’，宋以后俗本多作‘祇’，非古也。至各体从‘氐’，则尤缪极矣。”




“衹”。《左传·僖十五年》：“衹以成恶。”注：“衹，适也。”《辞源》：“（衹）古籍中衹与祇、秖等字通用。”




“秖”。《汉书·邹阳会传》：“秖结怨而不见德。”




“秪”。（《广韵》“秪，谷始熟也。”与《玉篇》中“秖”同音义。）柳宗元《南磵中題》：“徘徊秪自知。”




“祗”。（《说文》：“祗，敬也。”）曹丕《敦煌京洛行》：“祗今事败。”




“止”。《庄子·天运》：“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宿。”杨树达《词诠》：“止，副词，仅也。”




“啻、適”用在表示疑问或否定的字后，也有“仅、但”义。




（注38）“累”的各种字义的来源：




1.出自“纍”本义。




（1）连缀、连续义。《礼记·乐记》：“累累乎端如贯珠。”《汉书·五行志》：“明年，中国诸侯果累累从楚而围蔡。”汉焦延寿《易林》：“桃李花实，累累日息。”




（2）绳索，引申为囚禁。《史记·孔子世家》：“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史记·仲尼弟子传》：“孔子曰：‘……虽在累绁之中，非其罪也。’”




2.同“纍”，假借为“絫”，有堆集重叠义。《史记·司马相如传·子虚赋》：“纍台增成。”《汉书》作“絫台”，《文选·上林赋》作“累台”。《楚辞·招魂》：“层台累榭。”“絫”又有“十黍之重也”义（古重量单位），也用“累”字，未见用“纍”。




3.同“纍”，假借为“儽”（或者说，儽省形为纍），有困乏、颓丧义。《孔子家语·困誓》：“儽然如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纍纍如丧家之狗。”《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受得辛苦吃得累。”




（注39）攙、讒、饞三字都是以“毚”为声旁。《说文》：“毚，狡兔也，兔之骏者。从、兔。”“毚”由、兔二字组成，是一种似兔的动物（属于传说，无实物）。“”与“兔、免”字形相似，宋元时已出现以上下二“免”为声旁的异体字。《龙龛手鉴》：“，俗；讒，正。”《正字通》：“，俗嚵字。”《字汇》：“，俗饞字。”又：“，同巉。”王羲之、明代人所写草书“纔”的右旁为“免”下二点。“搀、”二简体俗字由此产生，（“谗”是《简化字总表》由此类推而得）




（注40）陕西省、河南陕县的“陕”与以“夹”为偏旁的其他字在音形上都不同。前者声旁为“”（“大”旁二“入”)，音shan；后者声旁为“夾”（“大”旁二“人”），音xia。在小篆中，“陝”（《说文》：“陝，弘农县也。”）和“陜”（《说文》：“陜，隘也。”）二字形、音、义不同。以后，“陝”用为地名，“陜”为避免误会另出“狹”“峽”二字代替。从书法字典可知，“陝”在隶、草、楷中都有写成“陕”之例，现在就把“陕（陝）”归在以“夹（夾）”为偏旁的诸字中。




（注41）“賣”有两个不同形、音、义的篆字：




《说文》：“，出物货也。从出，从買。”《段注》：“出買者，出而与人買之也。”隶变后省作“賣”。音mai。




《说文》：“，衒也。……读若育。”（“衒”是走着叫卖）隶变后与“賣”同形，而音yu。以后，单字不用，本义借用“鬻”字。




前一字常用，后一字只用于声旁。读、渎、椟、犊、牍、黩（以上音du），觌（di）、窦（dou）、续（xu）、赎（shu）的篆字都以“”为声旁。




（注42）《说文》：“憂，和之行也。从夂、声。《诗》曰：‘布政憂憂。’”（《诗商颂·长发》：“敷政优优。”）《段注》：“今别字作優。以憂为愁字。”




《说文》：“，愁也。从心、从頁。”《段注》据《小徐本》加“心形于顔面，故从頁”一句。（“頁”本义是“头也”）又：“自假憂代，则不得不假優代憂。”“憂”本义是平和的行动、行为（“夂”是象形字，表示两腿行走），古来就用为假借义（“愁也”）。




《说文》：“忧，不动也。”“不”字有误，《段注》据《玉篇》改为“心动也”。




按，忧愁、忧虑是心理活动，原来用心部的“”是很恰当的。在古代文人追求繁化的思潮下，一直假借了表示行动的“憂”字。现在改换一个假借字，改用表示“心动”的“忧”字，更易被人们接受。




（注43）“證”本义（“告也”）少用，古已假借为“徵”，具有验证、凭证等义。（《句读》：“《中庸》‘虽善无徵’、‘徵诸庶民’，郑注皆云：‘徵或为證。’”黄侃《说文笺识四种》：“證据、證验皆借为徵。”）又引申为病况、病症。（《列子·周穆王》：“其父之鲁，过陈，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宋代以后，引申义常用“症”字，《中华大字典》：“症，俗證字。”二者是异体字关系，现在通用“症”（《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未列入）。在停止使用“證”字的情况下，对古书中用为病症义的“證”字，最恰当是用“症”来代替，不要改为“证”，如宋《證类本草》、《證治准绳》二部病症用书。《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在“证（證）”下只有“证明”“证据”二义，另列“症（證）疾病”一项，表示“在疾病义上，繁体字是‘證’”。




（注44）原来以“广”为形旁的字简化为“厂”之例：




厕。《洪武正韵》：“廁，亦作厠。”




厢。《汉语大字典》：“同廂。”




。篆作“廏”，《集韵》：“廏，俗作。”《龙龛手鉴》：“。与同。”




厨。《说文通训定声》：“廚，俗字误作厨。”




厦。《正字通》：“厦，俗廈字。”




厮。《龙龛手鉴》：“厮，正作廝。”




厰。《中华大字典》：“厰，廠俗字。”




。宋孙奕《示儿编》：“廚、廳皆从广，而俗皆从厂。”




（注45）《说文》：“尋，铎理也。……从又、寸……度人之两臂为尋，八尺也。”本义是探求、探究，又是长度单位。《辞源》《汉语大字典》都以“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为“寻”的第一义项。在篆字体中，“尋”的上下都是“又（手）”的变形。现简化为“寻”，保留了两手，可以理解为用两手寻找，也可以说是表示两手臂伸直的距离，与古人造字用意相符。












附录 《简化字总表》中已经简化的繁体字




《简化字总表》中已经简化的繁体字汉字在由篆转隶的变化中，有很多字通过省减合并，草书字正体化等途径被简化了。以后，又通过假借他字和造异体字的方法，进一步使用了简化的字体。在《简化字总表》第一、二表所列的503个繁体字中，有不少就已经是简化了的。现在把它们列出来，是想提醒读者，现行的简化字并不是突然凭空想出来的，只不过是汉字发展中简化趋势的继承而已。




（一）小篆中的简化（共35字）：




（1）“从某省”：倉（从食省）、歸（从婦省）、會（从曾省）、（从黹省）、鹼（从鹽省）、鹵（从省）、喬（从高省）、慶（从鹿省）、壽（从老省）、臺（从高省）、學（篆文，斅省）、晝（从畫者）、釁（从爨省）、徵（从微省）。




（2）“某省声”：産（彦省声）、範（笵省声）、漢（難省声）、監（省声）、將（酱省声）、進（閵省声）、黴（微省声）、童（重省声）、豈（微省声）、傷（省声）、隨（省声）、憲（害省声）、鬱（省声）、鑿（糳省声）、竈（省声）、齋（齊省声）、 妝（牀省声）。




（3）“重文”中的简体：對（，或从土），膚（籀文臚），畝（畮，或从田十久），難（，或从隹）。




（二）隶变中的省減（共185字）




（1）单字：畢、塵、斷、糞、飛、華、畫、劃、彙、薑、奬、開、爛、聯、彔、慮、賣（注40）、農、竊、親、寢、窮、擾、澀、嗇、書、肅、鐵、衛、無、尋、應、擁、舉。




（2）单字简化后用为偏旁的：




歹-斃、殲




曰-嘗




欠-歡




冊-侖、籲




臼-兒、樁、寫、舊、竄




羽-習、摺、膠、躍、糴、糶




言-誇、認、講、膽、護、譽、、讒、讓




卷-捲




虐-瘧




重-動、腫、鍾、種




复-復




兼-簾




票-標




黑-黨、點




羲-犧




襄-釀、（讓）




皿-監、盡、醖、盤、鹽、盧、蘆、廬、驢、寧




世-葉




責-積




（3）偏旁简化（只用作偏旁，不独立成字）：




邑-郵、鄉、鄭、鄰、鄧、響




阜-陸、陰、陽、隊、階、際、墮、橢、隱




-興、與




手-捨、撲、據、擬、攙（捲、摺、擁、擾）




艸-莊、蓋、薦、藉、藥、蘆、蘇、蘭、（薑）




犬-獲、獵、獨、猶




丮-執、、熱、鞏、築、褻




心-惱、憐、懞、懷、懼




水-淵、滅、準、溝、窪、潔、濛、濁、澱、濕、瀋、灑、（漢）




辵-過、運、遠、遞、達、遷、適、導、遼、遲、選、還、邊、（進）




舟-勝、廟、謄




示-禮




疒-癰




网-岡、買、罷、羅、（賣）




衣-衹、補、複、襖、襯




-發、證、（鄧）




食-餘、饞




軎-擊、




-療、（遼）




-僅、嘆、艱、（漢、難）




啻-敵、（適）




菐-僕、樸、（撲）




-（鄰、憐）




-體、（禮）




瞏-環、（還）




-顯、（濕）




（三）改換偏旁（前篆后楷，共7字）




-衝、鐙-燈、-鼕、榦-幹、鑪-爐、-麴-、-襪。




（四）假借他字（共6字）




-夢、蓡-參、（率）-帥、鰕-蝦、-葉-頁、-願（穜-種）（注）




（五）另造象形字（共1字）




繖-




上述繁体字都是《简化字总表》中第一表和第二表所列（共482个），不包括第三表所列类推字。由上述统计可知，在482个繁体字中，已有234个本身就是经过简化形成的（占48.5%）。




附注：




-夢。《说文》：“，寐而有觉者也。”《段注》：“今字假‘夢’为之，夢行而废矣。”《说文》：“夢，不明也。”《段注》：“夢之本义为‘不明’。今字假为寐字。”




鰕-蝦。《说文》：“鰕，魵也。”《玉篇》：“鰕，魵也，长须虫也。”《本草纲目》：“鰕音霞，俗作蝦，入汤则红如霞也。”《段注》：“鰕者，今之蝦字。”《说文》：“蝦，蝦蟆也。”音ha，后作蛤蟆。




參、帥、頁、願、種五字用为假借义，已见于正文。本书所引字书及有关专著本书所引字书及有关专著




秦以前《尔雅》




汉刘熙《释名》




汉许慎《说文解字》（宋徐铉校本，简称《说文》，亦称“大徐本”。）




南朝梁顾野王《玉篇》




唐颜元孙《干禄字书》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简称《释文》）




宋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简称《系传》，亦称“小徐本”）




宋陈彭年等《广韵》




宋丁度等《集韵》




金韩孝彦《篇海》《改并四声篇海》




明张自烈《正字通》




明梅膺祚《字汇》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简称《段注》）




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简称《义证》）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简称《通训》）




清王筠《说文释例》（简称《释例》）《说文句读》（简称《句读》）




清吴任臣《字汇补》




顾雄藻《字辨·字辨补遗》（简称《字辨》）




黄侃《手批说文解字》《说文笺识四种》




唐复年《金文鉴赏》




陈政《字源趣谈》




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




张书岩等《简化字溯源》（简称《溯源》）




（个别引用的书刊未列入）




裘钖圭《文字学概要》












后记




这本书是一个学字用字几十年的老人对简化字来历的探寻的结果，是想把个人对简化字粗浅的理解提供出来，使人们了解汉字的简化是自古以来的发展规律，是古人留下的优秀传统文化。现行简化字的绝大部分是前人的实践遗产，少部分虽未找到实物凭据，但也都是沿用了古人简化的方法形成的，是有依据的。我们现在使用简化字是现实社会的自然需求，更是中华文化的必然延续。




写这个“后记”是想说一说个人探寻汉字简化的由来，为什么会有写这本书的念头和为什么这么写。




（一）




从笔者五岁上学开始，一直按照当时规定的汉字字形去学去写。在小学里，不管字的笔画多少，是否难写，都是规规矩矩、认认真真地照着写。平时写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姓名，其中第二个“繼”字共有20画，但也不敢马虎，因为这是笔者个人的标志。上中学后，老师在黑板上写得多了，自己在课堂上做笔记也多了，那时就希望老师写得慢些，自己写得快些。可是，老师为了能多用口头讲解，写得更快了，并采取了一些简写的方法，我们也就跟着学起来。（主要是把偏旁简写，如糹、言、門、馬、鳥等偏旁）另外，还有一些是，不知从哪里学来的，还是自己创造的，如關作関、繼作继等。当然，这些简写只敢用在个人的笔记、日记上，不会用在给老师看的作业和给人看的信件上。




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来自解放军、解放区的干部、战士们，带来了许多简体字，在标语上、布告上、壁报等常常可以看到；另一方面，笔者参军进了军大学习后，在听报告、上课时，为了能记得下、记得多，自己想出了不少简写办法，有的形声字只写声旁、有的常用词把几个字连在一起写（如“阶级”写成“”、“资本主义”写成“资义”。）




1956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报刊、书籍等印刷品上也正式使用了规定的简化字。简化字的推行，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笔者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虽然对不再使用的繁体字我都很熟悉，改用简化字后需要重新识读，可是为了快捷方便，就此多识几十个简化了的生字也不当成难事。




在欢迎和积极使用后，仍有些感到不满足：（1）常用的偏旁（如糹、言、馬）没有简化；（2）单字简化了，但合体字仍用繁体（如，有了车、专而未改“轉”）；（3）有的字简化了，用作偏旁也有的简化了，但没有类推到更多（如，有了仓和枪、疮，但滄、蒼、搶仍保持原形）。1964年终于颁布了《简化字总表》，一下子简化了2200多字，而且安排得非常周到、完善，充分满足了群众的需求。




在简化字通行的同时，曾出现了一些乱造、滥用简化字的状况：（1）乱造简体字。其中有隨意更改偏旁的（如，酒写成“氿”、源写成“沅”），有轻易省简的（如，街写成“亍”、龄写成“令”），也有直接把草书字形引进的；（2）自行使用同音字。如，道歉写成“道欠”、正副的副用“付”代替。甚至连姓氏（包括此姓的本人）也用同音的简笔字代替，如“萧”“傅”变成了“肖”“付”。（3）滥用简化字。如，倪、猊是“兒”字旁，没有简化，都误用“儿”旁，方圆也用“園”的简化字“园”。这类字出现不少，有的曾被1977年颁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所吸收。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陆与我国港台地区及海外经济往来的发展，使得来大陆经商、投资、旅游及探亲的人士逐年增加，出口商品的品种数量也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改善交往，便于对方接受，在某些场合和物品包装上适当使用简化前的繁体字也是有其必要性。但这样居然刮起了一阵不算小的、以用繁体字为时髦的风波，在没有必要的地方，甚至海外人士不可能接触到的商品上、服务业场所也改用繁体字作标志。其中，由于有些人不　解简化字与其相对应的繁体字之间的关系，滥用繁体字的情况屡屡出现。比如，在《简化字总表》中，“系”是“係、繫”的简化字，但这用的是假借方法，“系”有其自身的含义和运用范围，“係”和“繫”也是有区别的。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它们的这种关系，就出现了“直係亲属”“確繫真情”这样的错误词语。还有把异体字与规范字的关系混同为繁简字之间的关系，如把“淚、傑、煙”当成是繁体字（其实它们是“泪、杰、烟”的停止使用的异体字）在看到这些可气可笑的现象的同时，也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说法：“使用繁体字是保卫汉字的传统”“要保卫汉字，保卫文化”“简化字是少数人虚构杜撰，生造强加的。”




1986年，国务院发出通知，停止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对原表中的个别了作了调整，并补充了脚注），通知中指出：“当前社会上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随便写错别字，这种用字混乱情况，应引起高度重视。……（要求）逐步消除社会用字混乱的不正常现象。”以后，乱用字状况才有所好转。但是乱造简化字仍不时出现，常见的有“桔子”“仃止”“歺厅”“××亍”等。笔者认为，这种状况既说明了有些人规范用字的概念不强，也确实反映了人们追求简化的心态，这也是简化是汉字发展实际趋势的必然根源。遗憾的是，在简化字实行四五十年后，某些人士对实行简化字的不满“耿耿于怀”，说出了“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的言论，根本不了解汉字简化恰恰反映华夏文明进步的本质。




在看到乱用汉字的情况下，笔者离休后对《说文解字》中篆字变化感兴趣，以寻找汉字由篆到楷的变化度日消闲的老人从《说文》中发现有一些篆字就是现行的简化字，以后被繁体字代替了。又看到几位文字学家都说“简化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何不也来探究一下汉字简化的历程，并进一步寻找现行简化字的来源呢？从此以后，笔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一些关于汉字简化的书籍、文章来看，同时开始搜集各个简化字的信息。




在探求学习中，笔者意外地发现，汉字的简化不仅是中国大陆在实行，而且我国台湾地区也曾推行过汉字简字的工作。蒋介石曾指示：“标语用字的时候，应该尽力避免十画以下的难字。”蒋还在一次会议上说：“简体字之提倡，甚为必要。”1970年后，台湾地区制定了两套用字标准，一套是印刷用的楷字标准——《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用的是繁体字；一套是书法用的行书标准——《标准行书范本》，采用了大量简体字。后者共计约有1580多个简体字，其中与大陆简化字完全相同的约400多个，余下是大陆还没有简化的。出台这两套标准说明我国台湾地区推行的是“印繁写简、繁简并用”（以上引自1992年第1期《语文建设》中许长安的《海峡两岸用字比较》）。另外，笔者也了解到日本语使用的是假名和汉字，其汉字中有不少与中国简化字是完全相同和相似的。由于看不到详细资料，不知道它们是何时简化的，简化的程度如何。




在经过学习以后，笔者有了两个明确的认识：




（1）汉字简化一直是自古以来人们所向往、追求的。为此，古人就创造了各种简化方式，从而给我们留下了几千个简化了的字形。从传统来说，汉字简化就是确有实据的，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传统。至于现行简化字，其中绝大多数是秦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出现和使用了的，少数新简化字也是基本上沿用了古来使用的简化方式而创制的。全套简化字绝不是现代人无根无据、瞎编乱造出来的。




（2）现行简化字的推行和制订是有原则的、认真的、稳健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月10日就成立了由吴玉章任常务理事会主席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0年中央教育部举行简体字研究选定工作座谈会，会议商定了选定简化字的四条原则，会后编制了《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分送各有关方面和语文工作者征求意见。在征集意见后，按照“述而不作”的精神，经过反复研究修改，于1951年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第一稿）。1952年，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于1953年、1954年拟出了第二稿至第五稿。1954年设立了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年11月在第五稿的基础上编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于1955年1月印发30万份，要求各省市、部队组织讨论，征求意见。2月，在中央主要报纸刊物上公开发表。发表后半年，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就收到各界群众的来信和意见书5167件，全国参加讨论人数达20万，其中赞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人数占97%。1955年7月，国务院设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确定了汉字简化工作的“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八字方针，对上述草案进行了讨论、修改。在以上基础上，1956年1月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以后，经过八年试行、总结、修订，1964年才正式颁布《简化字总表》。




在以上从《简化字溯源·上编》的详细叙述中摘出的简单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汉字简化经过十几年工作，在组织设置、方式方法上是非常认真、细致、稳妥的，是有专家和群众共同参与的。在选定简化字方面曾确定两条基本原则：一个是“述而不作”，此话出自《论语》，本意是“传述前人说而不自立新义”，用在简化字工作上就是以通行的简体为主，不另造新简体字；另一个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就是说选定的简体字应该是通过群众实践而形成并得到社会上公认的，在选定时要稳步进行，不要急于求成。由此可见，简化字的确定是有根据的，是有群众基础的。




（二）




在阅读《说文解字》时，笔者曾找过一些关于古文字的书来看，并买到了《甲骨文字典》《金文鉴赏》《西周金文》等书。对于这些书，有许多我都读不懂，但它们给了我一个信息：古文字与后来文字有渊源关系，但字形特殊、变动较大、很不统一、字数较少，对其中有些字专门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这样，要探求汉字的变化，只有从篆字开始了。




篆字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建立的统一的字形。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收集了几乎全部的篆字和部分早期的、同期的异体字（书中称为“重文”），并对每个篆字的形、音、义作了解说。宋代徐铉在校订《说文解字》时，在有些字下注上以后出现的异体字和他的看法。在清代一些对《说文》作考证注疏的书中，都有字形变动（包括改用假借字）的说解。我翻读了能够找到的书，查找了每个篆字的去向和变化，把废去不用的篆字、本字废去改用假借字的、字头和重文的选用等作了摘录、登记，又对隶变后字形的变化（包括笔画的省减、结构的改变、草书的楷化、符号的形成和使用）、后起字及异体字等尽力搜集、登记。在产生寻找简化字来历的想法后，就对这些变化后的字按字形的繁化、简化作了分类。这些都为我介绍汉字历史上的简化提供了基础资料。




要说到历史上汉字的简化，就只有从小篆的简化开始说。在《说文》中，笔者已发现许慎对不少篆字的形体分析中有“从某省”“某省声”的解析。“某省”就是把某字的一部分减免掉，这可以是最早使用的简化方式。在对篆字与其重文的比较中，还可以看到简化的事例。考虑到篆字的结构、字体和后来的楷体字差别较大，就把“小篆中的简化”单独列出，作为书中正文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说的是隶变后的简化。“隶变”就是用隶字来改变篆字的形体结构，这是文字史上规模最大、最广泛的简化，涉及几千个篆字。从汉代以后，隶字代替了篆字，后来又形成了书写更方便地使用到今天的楷字。由于追求简便快捷是人们书写时的必然要求，汉字的简化也就一直在进行着。从元代开始，民间文学蓬勃发展，涌现出大量民间通用的简体字。只不过它们起初并不被文人和官方认可，一直被称为“俗字”。后来在各个时代都出现过“俗字”（当时民间通行的字体），而以后很多正字都是由“俗字”转升的。为了简化，古人还早已采用以同音的简体字代替本字的方法（假借），让使用的汉字减少数量和笔画。




这两部分是对简化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的回顾和介绍，使人们对汉字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必然趋势有个概括的了解。叙述中尽量简略明了，使读者一看就懂，知道汉字的简化行为不是近现代才开始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知道古人就已经在汉字简化上创造了各种方式方法。这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好传统。




第三部分专门讲现行简化字的来历。文中对每个简化字按其出现和使用的年代进行分类，对它们的形成方式按古来传统作了分析。在每个简化字的说解上力求详尽。一方面使读者确信其来历和形成，另一方面也使读者了解繁简字之间的关系，不至于错用、滥用。




这本书是笔者对简化字探寻和理解的结果，受到自身知识水平和接触资料的限制，有很多不足和缺点。希望能作为一个通俗知识小书，使更多人同我一样了解汉字简化的史实，能够自觉地、平静地使用简化字。




姜继曾




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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